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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金京镇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是金京镇在AI书房公开的在线书。本书从亚美尼亚高原、亚

拉腊山、古代王国、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世纪修道院、现代悲剧、离散社群和旅行指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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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背上一只背包，我飞往亚美尼亚。踏进埃里温机场的那一刻，这个国家就显出了它的不同。入境检查

排队时，工作人员干练利落的办事方式让我一下子读到了这个国家的底色：疆域不大，气度却不小；

背负着漫长历史的沉重，却始终没有丢掉骨子里的温暖。

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原地带。亚美尼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开阔」。高地之上铺展开来的辽远平原，

把日常生活里被围堵已久的视野一瞬间撕开了。

在霍尔维拉普眺望阿勒山的庄严，在通往塔捷夫修道院的缆车上俯瞰沃罗坦峡谷的幽深，在加尔尼神

庙感受希腊化廊柱构成的均衡之美，在塞凡纳万克迎接塞凡湖沁蓝的宁静。一路走过霍尔维拉普、塔

捷夫、加尔尼神庙、塞凡纳万克、诺拉万克、格加尔德，每到一处遗迹，我发现自己已不再是游客，

而是朝圣者。

站在传说中亚当与夏娃曾驻足的那片平原上，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捕捉的东西击中了我。这无关宗教信

仰。那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信仰的根系、对生存与希望最原始的渴望，全部凝结在一个空间里所发出

的回响。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一千多年来在异族入侵与迫害中守住了信仰与身份

认同，那种坚韧的灵魂渗透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亚美尼亚至今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既非欧洲，也非亚洲，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小内陆国。我希望通过

这本书，读者能发现亚美尼亚不只是一个旅行目的地，而是一个让人更深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学习空间。

书中梳理了从古代王国到苏维埃时期、再到独立后至今的历史脉络，同时也收录了旅行者用得上的实

用信息。我尽力把自己走过的路、感受到的触动，原原本本地传递出来。

2025年11月 金京镇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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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亚美尼亚的土地与起源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亚美尼亚高原：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绽放的古代王国

亚美尼亚是一个坐落在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南侧的小国。国土面积约29,743平方公里，大

致相当于韩国庆尚道的大小。这片不大的土地，却拥有极为独特而美丽的地理特征和自然环境。下方

地图上标注「埃里温」的位置，就是亚美尼亚的首都。

亚美尼亚地处高原地带。被称为「亚美尼亚高原」（Armenian Highlands）的区域，并不仅仅指今天的

亚美尼亚共和国。从历史上看，这片高原以今天的亚美尼亚为中心，涵盖了土耳其东部、伊朗西北部、

格鲁吉亚南部以及阿塞拜疆的部分地区，是一片辽阔的土地。自远古时代起，这片高原就是亚美尼亚

民族的生活家园，也是他们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得以成形的空间。

高原的平均海拔在1,500米到2,000米之间。韩国雪岳山大青峰的海拔是1,708米，换句话说，亚美尼亚人

日常生活的地方，差不多就在韩国高山山顶的高度上。事实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

�����）也坐落在海拔约1,000米的位置。正因为这样的高海拔，亚美尼亚有一个别称：「离天空

最近的国度」。

亚美尼亚高原在地质学上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区域。这里是非洲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交汇处，漫长岁月中

地壳运动频繁。由此形成了高耸的山脉和幽深的峡谷，火山活动也十分剧烈。至今这一地区仍时有地

震发生。1988年，亚美尼亚北部斯皮塔克（Spitak）地区遭受了一场大地震，夺去了超过25,000人的生

命，留下了一场惨痛的悲剧。

火山活动的痕迹在亚美尼亚随处可见。地面上散布着黑色的火山岩，许多建筑也用这种火山岩建成。

亚美尼亚的象征，，阿勒山（Mount Ararat），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火山。虽然如今这座山属于土耳其

领土，但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它始终是他们灵魂栖息的圣山。

亚美尼亚高原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寒冷多雪。由于海拔高，即便在夏天，夜

晚也会变得凉爽，各地区之间的气候差异很大。埃里温所在的阿拉拉特平原（Ararat Plain）气候相对温

和，但北部山区冬季极为寒冷且漫长，有时积雪覆盖长达六个月以上。

几条河流横穿高原。阿拉斯河（Aras River）可以说是亚美尼亚的母亲河。它发源于土耳其东部，沿亚

美尼亚南部边境流淌，构成了与阿塞拜疆的分界线，最终汇入里海。历史上，阿拉斯河流域是肥沃的

农耕之地，也是亚美尼亚文明的核心地带。

另一条重要的河流是赫拉兹丹河（Hrazdan River）。它发源于亚美尼亚最大的湖泊塞凡湖，流经埃里温

后注入阿拉斯河。塞凡湖是一座位于海拔1,900米处的巨大淡水湖，面积约1,240平方公里，大约是韩国

昭阳湖的18倍。塞凡湖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如同生命之源，不仅提供饮用水，还用于灌溉和发电。

塞凡湖周边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碧波荡漾的湖面尽头，雪顶山峰如屏风般排列；湖畔矗立着古老的

修道院，承载着岁月的重量。塞瓦纳万克修道院（Sevanavank）建于9世纪，在俯瞰湖面的山丘上，静

静守望着亚美尼亚的历史。



4

亚美尼亚高原的自然景观四季各异。春天来临时，整片高原被野花覆盖。红色的罂粟、黄色的蒲公英、

紫色的鸢尾花，像绣在绿色地毯上的刺绣一般美丽。夏天，烈日下麦穗和大麦染上金黄色；葡萄园和

杏树果园里，甜蜜的果香浓郁而醉人。

秋天到来，高原被红黄交织的秋叶浸染。迪利然（Dilijan, �������）国家公园里的森林宛如童

话世界。茂密的橡树和山毛榉之间，溪水潺潺流淌，野鹿在林间安静地啃食青草。迪利然被称为「亚

美尼亚的瑞士」，这个美誉并不夸张。

冬天，高原披上了白色的雪衣。严寒的冬季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不过是日常。他们在雪山上滑雪，在温

暖的家中围坐一圈聊天。冬日傍晚，壁炉里燃起火焰，全家人一起煮哈里萨（Harisa, ����delays）。

哈里萨是一种用小麦和肉慢火炖煮的浓粥，是抵御寒冬不可或缺的食物。

亚美尼亚高原的动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由于地处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交汇点，三个地区的物种在这

里都能找到。这里栖息着岩羊、野猪、狼、熊、猞猁等哺乳动物，鹰、隼、鹳等猛禽也很多。亚美尼

亚的象征动物摩弗伦羊（Mouflon, �������）是一种野生绵羊，长着巨大弯角，形态优美。

这里生长着约3,500种以上的植物，其中大约10%是仅见于亚美尼亚高原的特有种。亚美尼亚的国花是

一种被称为「马萨奥」（Masao）的黄色水仙，也是当地的特有植物。这一地区还是野生小麦的原产地

之一，属于人类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

亚美尼亚高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铜、钼、金、银等矿藏均有分布，铜矿从古代起就被开采，长

期以来是亚美尼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一种说法认为，「亚美尼亚」这个名字本身就源自拉丁语中意

为铜的「aeramen」。美丽的火山凝灰岩（Tuff）是亚美尼亚建筑的主要材料，用这种泛着粉色光泽的

石头建造的房屋，构成了亚美尼亚独特的建筑风貌。

亚美尼亚在地缘政治上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连接欧洲与亚洲的古代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曾穿越此

地，这里充当着南方的波斯、西方的罗马、东方的中亚和北方的俄罗斯之间的交汇枢纽。这样的地理

位置让亚美尼亚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使它不得不承受接连不断的侵略与战争。

亚美尼亚高原的地理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亚美尼亚人的性格和文化。险峻的山地地形塑造了他们的坚韧

，培育出抵御外敌入侵的不屈精神。与此同时，高山深谷将地域分隔开来，各地区因此发展出了各自

独特的方言和文化。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互帮互助的共同体意识始终很强。

今天的亚美尼亚，国土面积90%以上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地。平原地区十分有限，给农业带来了

很大困难。亚美尼亚人克服了这些艰苦的条件，修建了梯田，种植葡萄、杏、桃等水果。亚美尼亚白

兰地（Cognac）享誉世界，原料就是阿拉拉特平原葡萄园中种植的葡萄。

亚美尼亚高原的自然，是亚美尼亚民族的身份认同、历史与文化扎根的空间。险峻的山脉和幽深的峡

谷，碧蓝的湖泊和清澈的河流，以及其间绽放的每一朵野花，都承载着亚美尼亚的故事。数千年来守

护这片土地的亚美尼亚人，视这片高原不只是居住之地，而是他们灵魂栖息的圣土。

2. 阿勒山：神话镌刻在民族圣山之上

阿勒山是承载亚美尼亚灵魂的山。海拔5,137米的大阿勒山（Greater Ararat）与海拔3,896米的小阿勒山

（Lesser Ararat）构成了这座巨大的火山，在埃里温的任何角落都能望见它。清晨的阳光将阿勒山染成

一片赤红，那是亚美尼亚人心中每日破晓的神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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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有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阿勒山如今属于土耳其领土。1921年，苏联通过『莫斯科条约』和『

卡尔斯条约』将这座山的主权移交给了土耳其，从此亚美尼亚人只能远远地望着自己灵魂的山，却无

法自由前往。亚美尼亚人常说一句悲伤的话：「我们看得见阿勒山，却触摸不到它。」

这座山是亚美尼亚民族的象征，是他们身份认同本身。亚美尼亚的国徽（National Emblem）正中央绘

着阿勒山，山顶停着诺亚方舟。由此可见阿勒山对亚美尼亚人的意义之重。

阿勒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旧约 创世记』中记载，诺亚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后停靠在「阿拉

拉特山上」。传统上人们一直相信，这里所说的「阿拉拉特」指的就是阿勒山。圣经中的「阿拉拉特」

原本不是一座山的名字，而是泛指乌拉尔图王国所在的整个地区，但人们渐渐把这座巨大的山视为诺

亚方舟停泊之处。

亚美尼亚的传说讲述，洪水结束后，诺亚方舟落在了阿勒山山顶，诺亚的后代从山上走下来，开创了

文明。据传说，诺亚的曾孙海克（Hayk, ����）成为了亚美尼亚民族的始祖。海克是一位巨人，也

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他与巴比伦暴君贝尔（Bel）作战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定居在亚美尼亚这片土地上。

亚美尼亚人自称「海耶尔（Hayer）」，意为「海克的后裔」。

正因为这个神话，阿勒山在亚美尼亚人心目中不只是一座山，而是圣山，是生命重新开始的地方。中

世纪亚美尼亚史家的文献中记载了多次攀登阿勒山的尝试。传说中，上帝不允许人类触及方舟的残骸。

据说登山者会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回山下，或者迷失方向在山间徘徊不止。

进入近代以后，开始有人成功登顶阿勒山。1829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 帕罗特（Friedrich Parrot）博士

首次登顶成功，此后许多探险家陆续攀登了这座山。他们试图寻找方舟的残骸，但始终没有发现经得

起科学验证的证据。直到今天，寻找方舟残骸的探险仍在继续。

从地质学角度来看，阿勒山也是一座引人关注的山峰。它是一座形成于36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之间的

复合火山（Stratovolcano）。经过多次火山喷发，熔岩和火山灰层层堆叠，才形成了今天的宏伟面貌。

最近一次喷发发生在1840年，当时伴随着一场大地震引发了山体滑坡，山脚下的阿胡里（Ahuri）村庄

和修道院被摧毁。

大阿勒山山顶终年覆盖着万年积雪。顶峰附近的气温即使在夏季也在零度以下，冬季则会降到零下30

度以下。强风和低氧浓度使得攀登极为困难。天气晴好时，从山顶眺望，景色壮观无比：东面可见塞

凡湖，西面是土耳其广袤的平原，南面则是伊朗的群山。

阿勒山在亚美尼亚文学和艺术中也是重要的题材。无数诗人歌颂过这座山，画家描绘过它，作曲家为

它谱过曲。19世纪亚美尼亚浪漫主义诗人霍万内斯 图马尼安（Hovhannes Tumanyan）的诗作中，阿勒

山多次出现。

（阿勒山与诺亚方舟传说）

他曾写道：「阿勒山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

进入20世纪，亚美尼亚成为苏联的一部分，阿勒山被正式划归土耳其领土，这座山自此成为亚美尼亚

人心中失落与乡愁的象征。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大屠杀（Armenian Genocide），

超过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数十万人背井离乡，流散到世界各地。对于散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

Diaspora）来说，阿勒山就是终有一天要回归的故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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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著名作曲家阿拉姆 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的音乐中也蕴含着阿勒山的意象。他的芭

蕾舞剧『加雅涅（Gayane）』中的「马刀舞曲（Sabre Dance）」，既表达了亚美尼亚的热情，也倾诉

着对阿勒山的深深眷恋。

在当代亚美尼亚，阿勒山依然是最重要的国家象征。亚美尼亚的国有航空公司曾叫「亚美尼亚航空（

Armenia Airways）」，后来改名为「亚美尼亚（Armenia）」，近来又经历了私有化并再次更名，但仍

有大量企业和产品沿用「阿勒（Ararat）」这个名字。闻名世界的亚美尼亚白兰地品牌就叫「阿勒（

Ararat）」。

亚美尼亚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们每天都望着这座山生活，却无法自由地攀登它。1990年亚美尼亚从

苏联独立之后，与土耳其的边境依旧封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至今。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土耳其

承认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在首都埃里温的街头，无论站在哪里都能看到阿勒山。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时，站在阳台上眺望晚霞

时，亚美尼亚人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阿勒山。日落时分山体被染成一片火红，仿佛在燃烧，人们纷

纷举起相机，想留住那一刻。

阿勒山也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 ����������

�������）重要的精神象征。亚美尼亚在公元30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

亚美尼亚人相信自己是诺亚的后裔，相信他们的土地是洪水过后新生命开始的受福之地。阿勒山正是

这种信仰和身份认同的核心。

在亚美尼亚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都能看到阿勒山。霍尔维拉普修道院（Khor Virap, ��� �����）

是距阿勒山最近的修道院，这里有将基督教传入亚美尼亚的「光明者」圣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 ������ ���delays）被囚禁了13年的地下牢房。从这里眺望阿勒山，景

象极为壮观。修道院的石墙之外，巨大的山体直插云霄，仿佛是连接天与地的一座桥梁。

（从埃里温市内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阿勒山）

当代亚美尼亚人梦想着有一天能再次自由地攀登阿勒山。即便这在政治上难以实现，阿勒山也将永远

留在他们心中。这座山是亚美尼亚的过去、现在，也是未来。数千年来见证着这片土地历史的阿勒山

，今后也将继续做亚美尼亚民族灵魂的灯塔。

3. 乌拉尔图王国与古代文明的根脉

乌拉尔图王国（Kingdom of Urartu, Urartian Kingdom）是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存在于亚美尼亚高

原上的一个强大古代国家。这个王国被视为亚美尼亚文明的直接前身，是构成亚美尼亚历史根基的重

要文明。

「乌拉尔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亚述文献中。亚述人将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上的强大部族称为「乌

拉尔图」。乌拉尔图人自称生活在「比亚伊尼利（Biainili）之地」或「凡（Van）之国」。他们的语言

与胡里安语（Hurrian）有关联，虽然与现代亚美尼亚语之间没有直接的语言传承关系，但文化上的延

续性是明确存在的。

乌拉尔图王国的中心地带在凡湖（Lake Van，���� �delays）周围。凡湖是亚美尼亚高原上最大的

湖泊，如今位于土耳其东部。这座湖面积约3,755平方公里，比塞凡湖大三倍，是一座咸水湖。乌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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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首都图什帕（Tushpa）就建在凡湖东岸。

乌拉尔图王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乌拉尔图（公元前9世纪）起源于多个部落联盟。阿拉

梅（Arame）王和萨尔杜里一世（Sarduri I）等早期国王在抵抗亚述压迫的同时，开始整合各部落。萨

尔杜里一世将图什帕定为首都，并在凡岩（Van Rock）上修建了巨大的要塞。

凡岩要塞是乌拉尔图文明的标志性遗址。这座从巨大岩山中开凿而成的要塞高约100米，岩壁各处刻有

楔形文字（Cuneiform）铭文。这些铭文记录了乌拉尔图诸王的功绩，是研究乌拉尔图历史的珍贵资料。

萨尔杜里一世的铭文以一段气势恢宏的文字开头：「萨尔杜里，伟大的王，强大的王，宇宙之王，比

亚伊尼之地的王。」

乌拉尔图王国的鼎盛期是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后半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国王有梅努阿（Menua）、阿

尔吉什提一世（Argishti I）和萨尔杜里二世（Sarduri II）。梅努阿王大幅扩展了疆域，修建了许多城市

和要塞。他还大规模发展了乌拉尔图的灌溉系统。梅努阿运河（Menua Canal）全长超过80公里，从山

间引水灌溉农田。这条运河的部分河段至今仍在使用。

楔形文字（Cuneiform）铭文

阿尔吉什提一世修建了许多新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列布尼（Erebuni）要塞。这座要塞建于公元前

782年，正是今天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起源。「埃里温」这个名字源自「埃列布尼」的说法广受认可。

在埃列布尼要塞遗址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记载道：「阿尔吉什提说：我建造了这座伟大的要塞，并将

它命名为埃列布尼。」这一发现使埃里温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萨尔杜里二世时期，乌拉尔图的疆域达到了极盛。北至格鲁吉亚地区，南抵叙利亚北部，东达今伊朗

西北部，西至幼发拉底河。乌拉尔图在这一时期成为与亚述旗鼓相当的强国，有时甚至展现出超越亚

述的实力。

乌拉尔图的经济以农业、畜牧业和金属工艺为基础。得益于亚美尼亚高原肥沃的土壤和灌溉系统，小

麦、大麦和水果种植十分兴盛。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也很发达，乌拉尔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

产区之一。畜牧业同样举足轻重，当地饲养绵羊、牛和马。

金属工艺尤其闻名。乌拉尔图的工匠用青铜、黄金和白银制作精美的工艺品。青铜铠甲、头盔和盾牌

品质冠绝当时，金银打造的首饰和器皿堪称艺术珍品。这些工艺品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中是重要的商

品。

乌拉尔图的建筑技术极为精湛。他们掌握了将巨石精密切割并层层叠砌的技术。

这种建筑方式被称为独眼巨人式石砌（Cyclopean Masonry），无需灰浆，石块便能完美咬合，历经数

千年至今依然坚固。这项技术也传承到了后世亚美尼亚的建筑之中。

乌拉尔图信奉多神教。最高神是哈尔迪（Haldi），掌管战争与天空。此外还有太阳神希瓦尼（Shivini）

、风暴之神泰什巴（Teisheba）等受到崇拜。乌拉尔图人为这些神灵修建了宏伟的神殿。穆萨西尔（

Musasir）神殿是乌拉尔图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亚述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洗劫这座神殿的场景在亚

述浮雕中有着详细的描绘。

独眼巨人式石砌（Cyclopean Maso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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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图的衰落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来自北方的斯基泰人（Scythian）和辛梅

里安人（Cimmerian）等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他们的骑兵战术令乌拉尔图传统的作战方式难以招架。公

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也打破了该地区的势力平衡。

致命一击来自米底亚（Media）帝国的进攻。约公元前590年，米底亚彻底征服了乌拉尔图王国。图什

帕等主要城市遭到摧毁，乌拉尔图就此从历史舞台消失。但乌拉尔图的文化和传统并没有完全消亡。

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留了下来，与新的征服者融合，孕育出新的文化。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乌拉尔图王国灭亡后，亚美尼亚民族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

多德（Herodotus）记载，亚美尼亚人是从弗里吉亚（Phrygia）迁徙而来的人群。他们定居在乌拉尔图

故土上，吸收了乌拉尔图文化，同时带来了一种新的印欧语系语言。

也有学者认为，早在乌拉尔图时代就有印欧语系族群生活在这一地区，乌拉尔图灭亡后这些族群取得

了主导权，亚美尼亚民族由此形成。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乌拉尔图文明为亚美尼亚文明奠定了重要基

础。

乌拉尔图的遗产至今散布在亚美尼亚各地。埃里温的埃列布尼博物馆陈列着乌拉尔图时代的文物。雕

刻精细的青铜腰带、优美的金耳环、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都在诉说着3,000年前乌拉尔图灿烂的文明。

巨大的青铜鼎则展示了乌拉尔图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准。

埃列布尼要塞遗址至今矗立在埃里温东南方的山丘上。虽然许多部分已遭破坏，但修复后的城墙和神

殿遗址仍能让人感受到乌拉尔图的雄伟气魄。要塞中发现的壁画展现了乌拉尔图的艺术水平，几何图

案、动物形象和神灵面貌以鲜明的色彩绘制其上。

乌拉尔图的另一处遗址是亚美尼亚北部的加尔尼（Garni）要塞。尽管现存建筑多为后世所建，但要塞

的基础从乌拉尔图时代就开始使用了。加尔尼有一座建于1世纪的希腊化风格神殿，而这座神殿所在之

处，原本就是乌拉尔图神殿的旧址。

乌拉尔图留下的遗产不只是有形的遗迹。乌拉尔图的灌溉技术、农耕方式、金属工艺传统在亚美尼亚

文化中扎下了深根。自乌拉尔图时代延续至今的葡萄酒酿造传统，构成了当代亚美尼亚葡萄酒产业的

根基。2011年，亚美尼亚南部阿雷尼（Areni）洞穴中发现了距今6,100年的酿酒遗址，证明这一地区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地之一。

亚美尼亚人将乌拉尔图视为自身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语言不同，但乌拉尔图是亚美尼亚高原

上建立的第一个强大国家，将这片土地的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假如没有乌拉尔图，亚美尼亚文明恐

怕会是另一番面貌。

亚美尼亚的乌拉尔图研究正在蓬勃开展。考古学家不断发掘新的遗址，语言学家持续破译乌拉尔图文

字。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乌拉尔图文明的认识愈发深入。乌拉尔图并非一个消逝的古代王国，而是

延续至今日亚美尼亚的、活生生的历史。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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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古代亚美尼亚王国的兴衰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提格兰大王，大亚美尼亚帝国的黄金时代

提格兰二世（Tigran II，������ � ���）被公认为亚美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他是少数

几位获得「大王（the Great）」称号的统治者之一，从公元前95年到公元前55年，执掌亚美尼亚长达约

四十年。在他治下，亚美尼亚的疆域扩张到历史最大范围，一跃成为东方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提格兰登基之前，亚美尼亚正处于困境之中。他的父亲阿尔塔瓦兹德一世（Artavasdes I）在位时，亚美

尼亚臣属于东方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 ���delays）。年轻的提格兰曾被扣为

人质，留在帕提亚。这段屈辱的经历给了他强烈的驱动力，为他日后成为伟大的征服者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95年，提格兰通过与帕提亚王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谈判，赢回了自由。代价不小。

他不得不将亚美尼亚的七十个山谷割让给帕提亚。提格兰没有把这看作耻辱，而是视为机遇。重获自

由后，他回到亚美尼亚登上王位，开始筹划收复失地的宏图大业。

提格兰的目标是统一并壮大亚美尼亚。当时的亚美尼亚分裂为大亚美尼亚（Greater Armenia，���

����）和小亚美尼亚（Lesser Armenia，���� ����），各地方贵族维持着半独立的割据状

态。提格兰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解散了贵族的私兵，组建起直属王室的精锐军队。

这支军队堪称当世最强。核心战力是全副重甲的骑兵卡塔弗拉克托伊（Cataphracts，

��������delays）。骑士与战马浑身覆以铁甲，人马合一发起冲锋，对敌人而言就是恐惧本身。

提格兰善于将弓箭手和步兵进行有效编组，灵活运用多种战术。

手握强大军力的提格兰开始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他先征服东面和北面的若干小王国。今天格鲁吉亚

和阿塞拜疆地区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他的版图。提格兰的军队一路推进到里海沿岸，将那里富庶的城

市收入囊中。

提格兰最辉煌的战绩在南方。公元前83年，他向已经衰落的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发动进攻。塞琉古

帝国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继业者建立，曾经统治整个中东地区，是一个庞大的强国。到这时候，它

已经在内乱和外敌的双重打击下元气大伤。

提格兰的大军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叙利亚首都安条克（Antioch，������）被攻陷，黎巴嫩和

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也成了他的领土。亚美尼亚从此不再是内陆国家，而变成了一个拥有海岸线的强

国。腓尼基（Phoenicia）的港口城市也向提格兰纳贡称臣。

此时提格兰帝国的版图涵盖了今天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东部、伊朗西北部、叙

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北部以及以色列的部分地区。这个帝国东西跨度约1,500公里，南北纵深约1,000

公里，是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提格兰不只是个征服者。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为了有效治理征服的土地，他决定兴建一

座新首都。这座城市就是提格兰纳凯尔特（Tigranocerta，��������errt）。据推测，它的位置

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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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格兰纳凯尔特是古代世界的一座奇迹之城。提格兰从征服的各个城市中抽调顶尖的工匠、学者和艺

术家迁居到这里。城中建有希腊式剧场、图书馆和体育馆，成为希腊化文明的一个中心。提格兰尊重

希腊文化，邀请了大批希腊哲学家和诗人入驻王廷。

城市中心矗立着王宫，周围排列着贵族的府邸。宽阔的广场、花园、喷泉分布其间，街道两旁商铺林

立。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西方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南方的香水和宝石，在这里汇聚交易。提格兰

纳凯尔特是一座国际贸易的枢纽城市。

提格兰还是文化与艺术的赞助人。他的宫廷汇集了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希腊剧

作家安菲克拉底斯（Amphicrates）。据说，为提格兰所作的若干作品曾在希腊世界上演。

提格兰的成功也为他招来了新的敌人。西方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罗马（Rome，����）开始注视着

他。提格兰与本都王国（Pontus）的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dat ��）结成同盟。

米特里达梯也是提格兰的岳父，他的女儿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嫁给了提格兰。

米特里达梯六世是罗马的劲敌。他与罗马前后打了三场大战，史称米特里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

起初提格兰并未直接介入。公元前73年，被罗马军队追击的米特里达梯逃入亚美尼亚避难，形势由此

发生了转变。

罗马要求提格兰交出米特里达梯，但提格兰拒绝了。保护岳父是荣誉所系，向罗马的威胁低头则有损

自身的权威。这个决定把提格兰拖入了与罗马的战争。

公元前69年，罗马名将卢库卢斯（Lucullus，������ллос）率军入侵亚美尼亚。提格兰起初

低估了罗马军队。他统率约十万大军，在提格兰纳凯尔特附近迎战罗马人。罗马军仅约一万人。

提格兰纳凯尔特之战（Battle of Tigranocerta）的结果令提格兰震惊。面对罗马军出色的战术和严明的纪

律，亚美尼亚庞大的军队崩溃了。卢库卢斯的部队突破了提格兰的中军，击溃了陷入混乱的亚美尼亚

军。数万亚美尼亚士兵阵亡，提格兰勉强脱身。

提格兰纳凯尔特沦入罗马军之手，惨遭洗劫。许多原先被强制迁来的希腊人和其他民族返回了故乡。

提格兰的宝库也落入罗马人手中。这场战役成为提格兰帝国的转折点。

提格兰没有放弃。他重整军队，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次年，即公元前68年，他在阿尔塔沙特（

Artaxata，���ash��）附近再次与罗马军交锋。这一回他凭借地形打了一场防御战，给罗马军造成

了不小的伤亡。虽然算不上决定性的胜利，但成功延缓了罗马的推进。

更关键的变数出在罗马内部。卢库卢斯因长期远征导致士兵哗变，最终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将领也

未能取得重大战果。战事进入了僵持阶段。

公元前66年，一位新的罗马统帅到来了。他就是庞培（Pompey，�ompeyos）。庞培是罗马历史上最杰

出的将领之一，行事迅速而高效。他先击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然后挥师进入亚美尼亚。

这一次提格兰做了不同的选择。多年战争已耗尽国力，要挡住庞培的大军谈何容易。更糟的是，他的

儿子提格兰三世发动叛乱，转投了罗马阵营。内忧外患之下，提格兰选择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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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6年，提格兰面见庞培，表示臣服。据历史学家记载，年迈的提格兰摘下王冠，放在庞培面前。

庞培敬重提格兰的勇气与功业，以礼相待。他将王冠重新戴回提格兰头上，承认其为亚美尼亚国王。

作为条件，提格兰必须放弃所有征服的领土。叙利亚、黎巴嫩、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全部土地归入罗

马版图。亚美尼亚重新缩回高原上的王国。他还须缴纳6,000塔兰特（约155吨）白银作为赔款，并接受

罗马盟国的地位。

这不算是彻底的失败。提格兰保住了王位，亚美尼亚的独立也得到了保障。庞培承认提格兰为「罗马

的友人与盟友（Friend and Ally of Rome）」。这意味着亚美尼亚并非罗马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同盟

国。

提格兰又执政了十年，直到公元前55年辞世。这十年间他致力于重建被战争摧残的国家。昔日的荣光

已逝，但亚美尼亚仍是这一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提格兰以85岁高龄安然离世。

提格兰大王的遗产深深刻入了亚美尼亚的历史。他证明了亚美尼亚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辉煌

没能持续太久，可提格兰的时代始终是亚美尼亚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今天在亚美尼亚，纪念提格兰

大王的雕像和纪念碑随处可见。

（提格兰王向罗马将领庞培投降）

2. 罗马与波斯，夹缝求生的大国博弈

提格兰大王之后，亚美尼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现实。西面是强大的罗马帝国，东面是复兴的波斯萨

珊王朝（Sasanian Empire，�����yan �ayseruthyun）。亚美尼亚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冲地

带。此后大约六百年，亚美尼亚的历史就是在这两大帝国之间求存的不间断挣扎。

罗马和波斯为什么如此看重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是战略要地。谁控制了亚美尼亚高原，就能威胁对方的腹地。对罗马来说，亚美尼亚是守卫

东部边疆的屏障；对波斯来说，亚美尼亚则是向西扩张的跳板。

亚美尼亚还拥有丰富的资源。铜、金、银等矿藏储量可观，农牧业也相当发达。两个帝国都觊觎这些

经济利益。

亚美尼亚位于贸易通道的中心。连接东西方的商路从亚美尼亚境内穿过。掌控这些商路，意味着巨大

的经济回报。

从提格兰大王的孙子阿尔塔瓦兹德二世（Artavasdes II，��tatavazd �）时代起，这种两难困境真正凸

显出来。公元前53年，罗马的克拉苏（Crassus）率领大军入侵帕提亚。克拉苏是罗马「三头政治」的

成员之一，与庞培、恺撒共同执掌罗马。他渴望在东方建立军功。

阿尔塔瓦兹德面临艰难的抉择。罗马是盟国，但他与帕提亚也维持着良好关系。他建议克拉苏取道亚

美尼亚行军。那条路虽然崎岖，却更安全。克拉苏不听，执意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扑而去。

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今土耳其哈兰）中，克拉苏的军队被帕提亚骑兵团团围住，全军覆没。克

拉苏本人也战死沙场。这是罗马历史上最惨烈的败仗之一。七个军团、约四万名罗马士兵阵亡或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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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阿尔塔瓦兹德倒向了帕提亚一边。这激怒了罗马。公元前34年，罗马的马克 安东尼（Marcus

Antonius，�arcos Antonios）入侵亚美尼亚。安东尼正是那个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盟、企图称霸东

方的人物。

阿尔塔瓦兹德被安东尼设计诱捕。安东尼提出和谈，阿尔塔瓦兹德毫无防备地前去赴会，当场被拿下。

他戴着镣铐被押往亚历山大城，在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凯旋游行中示众。不久后被处死。

亚美尼亚人没有屈服。阿尔塔瓦兹德的儿子阿尔塔克西亚斯二世（Artaxias II，��tashes �）在帕提亚

的支持下登上王位。他接连驱逐了罗马扶植的傀儡国王，恢复了亚美尼亚的独立。

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亚美尼亚的王位更迭不断。亲罗马的国王即位，波斯就会干预；亲波斯的国王

即位，罗马就会出手。有时两大帝国干脆直接派兵开战。亚美尼亚的土地沦为它们的战场。

公元63年，罗马与帕提亚签订了兰代亚条约（Treaty of Rhandeia）。根据这份条约，亚美尼亚王位由帕

提亚阿萨息斯王室的成员继承，但即位须获得罗马皇帝的正式批准。这是两个大国就亚美尼亚问题长

期角力后达成的妥协方案。

梯里达底一世（Tiridates I，�rdat �）依据此条约登上王位。他出身帕提亚王族，但在公元66年亲赴罗

马，从尼禄皇帝手中接过了王冠。据说罗马举办了盛大的加冕典礼。尼禄以最高规格款待梯里达底，

赠予了大量厚礼。

这项条约意味着亚美尼亚成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buffer state）。亚美尼亚在名义上保留了王国的

地位，实际上却处于罗马和帕提亚双方的影响之下。国王出自帕提亚血统，但没有罗马的认可就无法

获得正统地位。这种双重从属结构，在此后数个世纪里规定了亚美尼亚王国的命运走向。

梯里达底从罗马返回时，带回了大批罗马工匠和建筑师。在他们的帮助下，亚美尼亚建起了罗马式建

筑。加尔尼（Garni, �����）神殿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一排排爱奥尼亚式立柱拱卫着的这座神

殿，是亚美尼亚现存唯一的希腊化-罗马风格建筑。

（因罗马-帕提亚兰代亚条约而登上王位的梯里达底一世）

和平没有持续多久。2世纪，罗马与帕提亚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图拉真皇帝（Trajan,

�������delays）于114年征服亚美尼亚，将其变为罗马行省。亚美尼亚的独立一度消失。

图拉真去世后，继任者哈德良（Hadrian）改变了东方政策。他判断，与其直接统治亚美尼亚，不如将

其作为友好的属国。亚美尼亚由此恢复了独立。

3世纪初，一个新变量出现了。帕提亚覆灭，萨珊王朝波斯取而代之。萨珊王朝比帕提亚强大得多，中

央集权程度也高得多。他们试图重现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的荣光，推行了更为

激进的对外政策。

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意图将亚美尼亚纳入波斯势力范围。他派人刺杀了亚

美尼亚国王霍斯洛夫一世（Khosrov I, ������ �），企图扶植一位亲波斯的国王。亚美尼亚贵族

奋起抵抗，将霍斯洛夫年幼的儿子梯里达底送往罗马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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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梯里达底日后成为梯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III, ����� �），亚美尼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国王之

一。他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支持下，于公元287年夺回了亚美尼亚王位。大约15年后的

301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写世界历史的决定。

听了圣启蒙者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 ������ ���delays沃里奇）的

布道深受触动，梯里达底三世宣布基督教为亚美尼亚国教。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正式接受基督教。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是在313年，亚美尼亚整整早了12

年。

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亚美尼亚的身份认同。基督教不再只是一种宗教，它成了亚美尼亚民族的核心。

波斯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罗马起初信奉多神教、后来才皈依基督教，而亚美尼亚人始终以「最早的基

督教国家」自居，引以为豪。

（405年，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创制亚美尼亚字母）

亚美尼亚取得了另一项重要成就。405年，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Mesrop Mashtots, �esrop �ashtots）创

制了亚美尼亚文字。这套由36个字母组成的亚美尼亚字母表，能够精确表达亚美尼亚语的所有语音。

文字的诞生开启了亚美尼亚文化的黄金时代。《圣经》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大量宗教文献由此产生。

历史著作、哲学著作、科学著作也纷纷以亚美尼亚语写成。拥有文字的民族，能够更坚定地守护自己

的文化与身份。

5世纪同时也是巨大磨难的时期。387年，罗马与波斯签订条约瓜分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的大部分领

土（约五分之四）归入波斯势力范围，其余（约五分之一）归入罗马势力范围。统一而独立的亚美尼

亚王国就此消亡。

波斯统治下的亚美尼亚面临更深重的压迫。波斯的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及其继任者们试图将亚美尼

亚彻底波斯化。宗教压迫尤为严酷。波斯强行推行琐罗亚斯德教，打压基督教。

面对压迫，亚美尼亚人挺身而出。451年，瓦尔丹 马米科尼扬（Vardan Mamikonian）将军率领亚美尼

亚军队，在阿瓦赖尔（Avarayr, Delays瓦赖尔）平原与波斯大军正面交锋。这场战役被铭记为亚美尼亚

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兵力处于劣势的亚美尼亚军英勇作战。瓦尔丹和他的将士们高喊「不自觉的死才是真正的死亡，自觉

赴死则是永生（�ah� angitak mah e, isk gitak mahd anmahutchyun e）」，投入了战斗。为了捍卫信仰，

他们不畏死亡。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亚美尼亚骑兵试图突破波斯大军的中央阵线，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兵力上的劣

势终究无法逆转。日落时分，瓦尔丹和一千多名亚美尼亚勇士阵亡。波斯军也损失惨重，但从战术角

度看，这是波斯的胜利。

战争的失败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目睹了亚美尼亚人以命相搏的抵抗，波斯放弃了宗教强制政策

，做出了部分妥协。484年，波斯与亚美尼亚签订条约，允许亚美尼亚人享有宗教自由。瓦尔丹和他的

战士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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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瓦尔丹 马米科尼扬被亚美尼亚人尊为民族英雄。埃里温矗立着他的雕像，阿瓦赖尔战役有专门

的纪念日。这场战役成为亚美尼亚人为信仰和自由而战的精神象征。

（瓦尔丹 马米科尼扬将军等人以生命换来了宗教自由的延续）

6世纪和7世纪，亚美尼亚继续在罗马（此时已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之间经受磨难。两大帝国在

亚美尼亚的土地上打了数十场仗。亚美尼亚人有时帮助其中一方，有时则试图走自己的路。

在这漫长的磨难岁月中，亚美尼亚没有彻底消亡，堪称奇迹。基督教信仰、独有的文字和文化、不屈

的精神，守护住了亚美尼亚。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求存绝非易事，但亚美尼亚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

身份。

3. 丝绸之路的要冲，，贸易与文化交汇的欧亚枢纽

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既是诅咒，也是祝福。夹在强大帝国之间，频繁遭受战火蹂躏；但与此同时，作

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核心，也曾享有繁荣。丝绸之路（Silk Road, �etaqsi chananaparh）不只是运输

丝绸的商路。它是文化、宗教、技术、思想往来流通的文明大动脉。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 冯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先使

用的。不管有没有这个名字，这条贸易通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存在。中国汉朝向西域拓展，罗马帝

国渴求东方奢侈品，这条路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多条线路错综交织的网络。从中国的长安（今西安）出发的商人，穿越中

亚的沙漠和绿洲城市一路向西。路线分出多条岔道，其中一条正是经过亚美尼亚的通道。

穿过亚美尼亚的丝绸之路大致分为两条。北路经里海南岸，穿过亚美尼亚北部通往黑海。南路经波斯

，过亚美尼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抵达地中海沿岸。两条路都经过亚美尼亚高原或沿其边缘行进。

商人们为什么要翻越崎岖的亚美尼亚高原呢？

一个原因是，亚美尼亚路线是连接中国与地中海最短的路径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相对安全。比起在沙漠中遭遇盗贼或游牧民袭击，穿越山地反而更有保障。

再者，亚美尼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商人可以在这里买进卖出。

亚美尼亚的城市沿着这些贸易通道发展起来。

阿尔塔沙特（Artaxata, ��tashat）位于阿拉斯河附近，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这座建于公元前2世纪

的城市曾是亚美尼亚的首都，繁荣程度被誉为「亚美尼亚的迦太基」。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Plutarch）形容它是「一座壮丽的大城」。

另一座重要城市是德温（Dvin, �vin）。从5世纪到13世纪，德温既是亚美尼亚的首都，也是主要商业

中心，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此。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希腊商人，甚至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都

有。德温的市场上交易着各种珍稀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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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运来的是丝绸。中国产的丝绸是当时最昂贵的商品之一。罗马贵族为了得到这种柔软华丽的织

物，不惜一掷千金。除了丝绸，还有瓷器、茶叶、纸张、火药原料等，也都来自东方。

香料从印度和东南亚运来。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这些香料，用于调味和保存肉类，不可或缺。

香料单位重量的价值极高，是商人们偏爱的商品。

从西方运来的是玻璃制品、葡萄酒、橄榄油和金属器具。罗马与拜占庭的玻璃工艺品在东方大受欢迎。

罗马的金币和银币也沿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

亚美尼亚本身也出产重要的贸易商品。亚美尼亚的铜自古闻名，这种制造青铜器不可缺少的金属是亚

美尼亚的主要出口品。亚美尼亚马以品质出众著称，体格强健、耐力十足，被多个国家的骑兵部队采

用。

亚美尼亚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亚美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中都提到过亚美尼亚葡萄酒。阿拉拉特平原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口感甜美、香

气馥郁，广受喜爱。

皮革制品和地毯也是亚美尼亚的特产。亚美尼亚工匠制作出刻有精细花纹的皮革制品，编织出色彩斑

斓的地毯。这些产品沿丝绸之路远销各地。

通过丝绸之路往来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文化、思想和宗教。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播

到中亚。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也循此路到达了波斯和中国。

亚美尼亚恰好处在这种文化交流的中心。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后来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此交

汇。亚美尼亚人在吸收这些多元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自己独有的身份认同。

从亚美尼亚的建筑中可以看到文化融合的痕迹。亚美尼亚教堂建筑受到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但发展出

了独特的亚美尼亚样式。圆锥形屋顶、十字形平面、精美的石雕，都是亚美尼亚教堂独有的特征。波

斯的影响同样可见，部分装饰纹样和建筑技法来源于波斯。

亚美尼亚的文学同样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五世纪以后，大量用亚美尼亚语写成的作品问世。圣经注

释、史书、哲学著作、诗集纷纷涌现。其中不少作品虽然受到希腊、叙利亚、波斯文献的影响，却始

终保持着亚美尼亚独有的视角。

七世纪，亚美尼亚伟大的历史学家莫夫谢斯 霍列纳齐（Movses Khorenatsi, ����delays ���enaci）

撰写了『亚美尼亚史（History of Armenia, ���oц �atmutyun）』。这部著作涵盖了从亚美尼亚起源

到五世纪的历史，将传说与史实交织在一起，在确立亚美尼亚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沿袭了希腊和罗马的史学书写方式，同时没有丢失亚美尼亚自身的立场。

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技术也不可忽视。中国的造纸术（papermaking）向西传播，大约八世纪时传到了

亚美尼亚。此前人们在羊皮纸（parchment）上书写，纸张的引入使得制作书籍变得容易许多，对知识

的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美尼亚商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晓多种语言，理解不同文化。许多亚美尼亚

商人不仅会说亚美尼亚语，还掌握希腊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后来又学会了突厥语。这种语言能力

和文化理解力，使他们成为出色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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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商人社区沿丝绸之路在多座城市扎根。波斯的伊斯法罕（Isfahan）有一个大型亚美尼亚聚居

区，叫做新朱尔法（New Julfa, �o� �ugh�）。十七世纪，波斯的沙阿 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将

亚美尼亚商人强制迁移到此，这座城市后来成为国际贸易的枢纽。

印度、中国、东南亚也有亚美尼亚商人的身影。印度的加尔各答（Kolkata）和马德拉斯（Madras，今

金奈Chennai）建起了亚美尼亚教堂。史料记载，中国的广州（廣州）也曾有亚美尼亚商人活动。他们

不只是做生意，还充当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亚美尼亚商人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带来远方的消息，介绍新的思想和技术。中世纪欧洲之所以能够

了解东方，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亚美尼亚商人。

丝绸之路还促成了艺术和音乐的交流。中国的乐器传到了西方，波斯和阿拉伯的音乐传向了东方。亚

美尼亚音乐也在这样的交流中得以发展。亚美尼亚传统乐器杜杜克（duduk, �udu�）是一种用杏木制

成的木管乐器，音色哀婉深沉。据说这种乐器的声音，正是亚美尼亚人心中悲伤与思念的写照。

饮食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传播。东方的香料进入了西方的厨房，西方的烹饪技法传到了东方。亚

美尼亚菜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受中东影响的烤肉串（kebab）、受波斯影响的抓饭（pilaf, �lav）、受

希腊影响的多尔玛（dolma）等菜肴，都出现在了亚美尼亚人的餐桌上。

丝绸之路传播的并非都是好东西。疾病也随之迁移。六世纪，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 Plague）沿着丝

绸之路蔓延开来。这场瘟疫给拜占庭帝国、波斯以及亚美尼亚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数百万人丧生，

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丝绸之路进入了新的阶段。阿拉伯帝国迅速扩张，波斯帝国覆灭，整个中东落

入伊斯兰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也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不过，亚美尼亚人坚守了基督教信仰，在阿

拉伯统治下依然保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阿拉伯统治时期，贸易并未中断。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反而在某些方面让贸易更加活跃。巴格达、大马

士革、开罗等大城市成为新的贸易中心，亚美尼亚商人与这些城市保持着频繁的商业往来。

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被称为亚美尼亚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巴格拉图尼王朝（Bagratuni, �agratuni）

和阿尔茨鲁尼王朝（Artsruni, ��tsruni）统治着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享有相对的独立。这一时期，

亚美尼亚的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商贸也十分繁荣。

阿尼（Ani）是这一时期亚美尼亚的首都，被称为「拥有一千座教堂的城市」，繁华至极。阿尼是丝绸

之路上的重要据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此汇聚。有记载说人口超过了十万，在当时算得上是一座

巨型城市。

十一世纪末，新的势力登场了。来自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入侵亚美尼亚。1071年，拜占

庭帝国在曼齐刻尔特（Manzikert）战役中惨败于塞尔柱人，亚美尼亚由此落入突厥人的控制之下。

大批亚美尼亚人离开故土，南迁至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亚美尼亚王国

，即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 1198-1375）。这个王国地处地中海沿岸，在

十字军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连接欧洲与东方的贸易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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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而到来。蒙古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

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被称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这段时期，丝绸之路迎来了有史以

来最安全、最繁忙的阶段。

以马可 波罗（Marco Polo）为代表的欧洲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前往东方旅行，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亚

美尼亚商人在此期间也大显身手。蒙古宫廷中有亚美尼亚出身的官员，蒙古大汗的后妃中也有亚美尼

亚人。

十四世纪后半叶，蒙古帝国分裂瓦解，丝绸之路也随之走向衰落。帖木儿（Tamerlane）的入侵、黑死

病的肆虐、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多重因素叠加，使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地位。

十五世纪末，欧洲人开辟了海上航线，丝绸之路的时代事实上画上了句号。瓦斯科 达 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世界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移到了海洋。

丝绸之路的遗产并未消失。数千年间通过这条道路形成的文化交流传统，延续至今。亚美尼亚曾经充

当东西方桥梁的经验，已经刻入了亚美尼亚人的基因。时至今日，亚美尼亚人依然在世界各地建立起

离散社区，继续扮演着连接不同文化的角色。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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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以信仰武装的亚美尼亚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圣格列高利与梯里达底三世，，基督教国教化的两位主角

亚美尼亚在公元30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这件事远不止是一桩宗教事件。它

是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历史性转折，是个人的复仇与宽恕、信仰的力量交织而成的一出大

戏。

故事要追溯到公元257年。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夫二世（Khosrov II）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一世结有

同盟。然而政治利害错综复杂，一个出身亚美尼亚贵族家庭、名叫阿纳克（Anak）的人物受波斯指使

，袭杀了科斯罗夫国王。这是一桩惨烈的事件。亚美尼亚王室几近覆灭，发动叛乱的阿纳克一家也在

王室的反击中被处死。

阿纳克的一个幼子活了下来。他的名字叫格列高利乌斯（������ ���delays �delays delays

avdelays ordelays edelays ichwichdelays，Grigor Lusavorich）。

格列高利乌斯被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乳母带走，逃往罗马帝国治下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他

在那里的基督教信仰中长大，成长为一个兼具灵性与学识的青年。

科斯罗夫国王的幼子梯里达底（�����，Trdat）也逃往罗马，在那里长大成人。这两个仇家的后

代彼此不知对方身份，却命中注定般地再度相遇。

公元280年代初，梯里达底在罗马的支持下登上了亚美尼亚王位，即梯里达底三世。他是一位拥有强大

军事与政治实力的国王，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保持着密切关系。

格列高利乌斯成为梯里达底的臣属，在宫廷中任职。

然而他的身份暴露的时刻终于到来。梯里达底命令格列高利乌斯向异教神灵献祭时，格列高利乌斯表

明自己是基督徒，拒绝服从。随后，他的父亲正是阿纳克这一事实也被揭露。弑君者之子。

梯里达底王怒不可遏。他将格列高利乌斯投入霍尔维拉普（��� ��delays ， Khor Virap），，一个

深坑。「霍尔维拉普」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深坑」。这个深坑位于阿尔塔沙特（Artashat）王宫地下

，深约6米，阴暗潮湿。格列高利乌斯在这里被囚禁了整整13年。

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撑不过几周。但有一个女人偷偷往坑里扔下一块面包，格列高利乌斯凭借祈祷

和冥想支撑了下来。13年的时光将他引入更深的灵性世界，即使在肉体的痛苦中，他也达到了保持内

心平静的圣者境界。

另一边，梯里达底王变得越来越残暴。他想娶一位名叫赫里普西梅（Rhipsime）的美丽基督徒女子为妻。

赫里普西梅是从罗马逃避迫害而来的修女，她和同伴修女们拒绝了国王的求婚。梯里达底勃然大怒，

残酷处死了赫里普西梅、她的同伴修女以及她们的导师加亚内（Gayane）。传说，在这番残忍行径之

后，梯里达底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些记载说他像野猪一样四处游荡在田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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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姐姐霍斯罗维杜赫特（Khosrovidukht）做了一个梦。梦中天使显现，说：「只有格列高利乌斯

能治愈国王。」臣下们起初不信。那个可怕的深坑关了13年，人早该死了。然而打开囚禁的洞穴后，

格列高利乌斯竟然还活着。虽然消瘦虚弱，但他的目光依然有光。

格列高利乌斯被带到宫中。他为疯狂的国王祈祷。他是弑杀国王父亲的政敌之子，然而他心中没有仇

恨，只有宽恕与治愈。祈祷结束，奇迹发生了。梯里达底恢复了神志，身体也康复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梯里达底王的思想和人生。那个被自己关在深坑里13年的人，没有丝毫怨恨，反而

为自己祈祷，，这个事实对他是巨大的冲击。国王跪在格列高利乌斯面前，恳求他教授信仰。格列高

利乌斯为国王讲解了基督教教义，传递了爱、宽恕与救赎的信息。

公元301年，梯里达底三世正式皈依基督教。同年，他向亚美尼亚全境发布了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历史

性宣言。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正式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

（公元301年，梯里达底三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是在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将其定为国教则是公元380年的帖撒

罗尼迦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由此可见，亚美尼亚比罗马早了10年以上做出这一决断。

梯里达底的皈依不只是个人的信仰告白，而是国家政策的根本性转向。国王下令摧毁全国的异教神庙

，或将其改建为教堂。瓦加尔沙帕特（Vagharshapat）的阿纳希特（Anahit）女神庙被彻底摧毁，原址

上建起了基督教堂。

这就是后来的埃奇米阿津（�delays ，Etchmiadzin）大教堂的起点。

格列高利乌斯被任命为亚美尼亚第一任大主教（Catholicos）。他前往凯撒利亚（Caesarea）接受正式的

主教祝圣，回国后致力于在亚美尼亚全境建造教堂、培养神职人员。他的热忱令人敬佩。他亲自翻山

越岭传播福音，为无数人施洗。传说他一天之内为数千人施洗。

格列高利乌斯的传教方式务实而有章法。他在异教神庙旧址上建造教堂，将异教节日转化为基督教节

日。这种方式帮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基督教。同时，他努力将基督教教义与亚美尼亚文化融合。他尊

重亚美尼亚人的传统和习俗，并以基督教的视角重新诠释它们。

格列高利乌斯的家族在亚美尼亚教会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两个儿子弗尔塔内斯（Vrtanes）

和阿里斯塔凯斯（Aristakes）都成为大主教，他的后代在此后数个世纪里领导着亚美尼亚教会。亚美尼

亚教会由此从一开始就带有世袭色彩，这是东方基督教的独特传统之一。

格列高利乌斯获得了「光明使者（Lusavorich，Illuminator）」的称号。

这个称号的含义不只是说他将基督教之光带到了亚美尼亚。它更深的意思在于：他在黑暗中度过了13

年，却始终没有失去灵性之光，反而用这光照亮了整个国家。他的一生本身就是基督教信息的完美体

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走向生命，从仇恨走向宽恕。

格列高利乌斯大约在公元328年去世。据传他晚年在达拉纳拉克（Daranarak）山的洞穴中隐居。去世后

，他成为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最重要的圣人，他的纪念日9月30日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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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里达底三世大约在公元330年去世。在位期间，他将亚美尼亚建设为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并成功

地在波斯和罗马之间维持了独立。据传他的陵墓在阿赫塔马尔（Aghtsamar）岛上，但确切位置不得而

知。

圣格列高利与梯里达底三世的故事超越了历史事实本身，成为塑造亚美尼亚民族认同的根本性叙事。

这个故事展示了宽恕的力量、信仰的胜利，以及个人的奉献如何能够改变整个国家。霍尔维拉普深坑

如今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从那里远望，亚拉拉特山（��delays ，Ararat）白雪皑皑的峰

顶象征着亚美尼亚民族永恒的希望与信仰。

2.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建筑与信仰的圣地

埃奇米阿津（�delays ，Etchmiadzin）大教堂不只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它是亚美尼亚基督教信仰跳动的

心脏，是亚美尼亚民族认同的象征。它的名字本身就蕴含深意。「埃奇米阿津」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

「圣子降临之处」，源自一个传说：耶稣基督在异象中降临此地，指示了建造教堂的位置。

公元301年梯里达底三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后不久，圣格列高利正在寻找建造新信仰中心的地点。祈祷

中的某个夜晚，他看到了异象。天空裂开，金色光芒照射大地。光中，耶稣基督降下，手持金锤击地

三次，说：「在这里建我的殿。」格列高利乌斯醒来后立即赶往那个地点，开始建造教堂。

这个地点位于瓦加尔沙帕特（�delays ，Vagharshapat）城。瓦加尔沙帕特是2世纪时亚美尼亚国王瓦加

尔什一世（Vagharsh I）建造的古城，当时是亚美尼亚的首都。这座城市位于亚拉拉特平原的中心，四

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从这里可以看到亚拉拉特山的壮丽景色，这对亚美尼亚人有着特殊意义，，

亚拉拉特山是《圣经》中诺亚方舟停靠之山，亚美尼亚人相信自己是诺亚的后裔。

最早的埃奇米阿津教堂据推测建于公元303年至304年之间。学者们认为当时的建筑是木结构的巴西利

卡（basilica）形式。巴西利卡是早期基督教建筑的典型样式，由一个长方形正殿和半圆形后殿（apse）

构成，这种形制借鉴自罗马的公共建筑。

我们今天所见的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基本结构，是公元483年至484年间重建的。当时的大主教瓦汗一世

（Vahan I Mamikonian）主持了这次重建工程，这是亚美尼亚建筑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刻。不仅将

木建筑改为石砌建筑，连建筑样式本身都进行了全新的创造。

新的埃奇米阿津大教堂采用了集中式平面（centralized plan）。这种方式是在接近正方形的正殿之上架

设穹顶。四根巨大的立柱支撑中央穹顶，四个后殿以十字形排列在穹顶周围。这种结构被称为「方形

正殿上的穹顶」，成为亚美尼亚教堂建筑的独特标志。

这种建筑样式包含丰富的象征意义。正方形象征大地，圆形穹顶象征天空。因此建筑本身表达的是天

地的交汇，即神与人的相遇。十字形平面自然象征基督的十字架，四个后殿代表向四方传播的福音。

穹顶下方的中央空间代表宇宙的中心，表明那里正是上帝临在的神圣之所。

在建筑技术方面，埃奇米阿津大教堂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当时亚美尼亚建筑师以当地出产的火山凝灰

岩（tuff）为主要建材。凝灰岩易于加工，隔热性能优异，还呈现独特的粉红色和橙色调，能营造出美

丽的外观。石材经过精细打磨，彼此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这种技术保证了建筑历经数个世纪仍然

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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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的建造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亚美尼亚建筑师使用了穹隅（pendentive）技术，，在正方形的四角构

建三角形结构，从而在方形基座上架起圆形穹顶。这种技术有效地分散了重量，同时赋予内部空间以

高度和开阔感。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建成后经历了多次修缮和扩建。公元618年，大主教科米塔斯一世（Komitas I）为大

教堂增建了附属建筑。7世纪时外墙得到加固，内部装饰更加丰富。然而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654年至

1658年之间。在当时的大主教菲利波斯（Philippos）指示下进行了大规模重建，现在所见的钟楼和外部

结构便是在那时完成的。

17世纪的重建中增加了一座三层钟楼。这座钟楼沿袭了典型的亚美尼亚风格，同时部分吸收了当时流

行的巴洛克元素。钟楼各层饰有拱形窗户，顶部覆以锥形尖塔。钟楼内安装了数口钟，其中最大的一

口发出的声响在数公里之外也能听到。

大教堂内部以壁画（fresco）和雕刻装饰得富丽堂皇。穹顶内部绘有耶稣基督「全能者」（Pantocrator）

的形象。这遵循了拜占庭传统：基督一手施以祝福，另一手持《圣经》。墙面上绘有圣人的肖像和《

圣经》中的场景，后殿中有圣母玛利亚与圣婴耶稣的画像。

祭坛（altar）区域被视为格外神圣的空间。按照传统，这里只有神职人员方可进入，与普通信徒之间以

圣像屏（iconostasis）隔开。不过亚美尼亚教会的圣像屏比东正教的要低矮、开放得多，信徒可以看到

祭坛上进行的仪式。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中保存着神圣的遗物（relic）。最著名的是「圣矛（Holy Lance）」的残片。传说这

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罗马士兵刺入他肋旁的那支矛的一部分。据传这件圣物于6世纪从耶路撒冷带

来，如今存放在大教堂珍宝馆中一个特制的银质匣中。

另一件圣物是「诺亚方舟残片」。按照亚美尼亚传统，这是从亚拉拉特山顶取回的诺亚方舟碎片。它

是否真是方舟的一部分，科学上并未得到验证，但对亚美尼亚人而言，它具有印证自己是诺亚后裔这

一信念的象征意义。

大教堂的珍宝馆还保存着大量古代手抄本、珍贵的圣体器皿、历任大主教的权杖与冠冕，以及装饰精

美的福音书。其中部分可追溯至5世纪，代表了亚美尼亚艺术与工艺的最高水准。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最高领袖「大公宗主教」(Catholicos)的正式驻地，也是教会的

行政中心。所有重要的教会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新司铎的祝圣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每年有数万名朝圣

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祈祷、参加弥撒。

每年九月第二个星期日举办「埃奇米阿津庆典」。这一天，大教堂及其周边挤满数千名信众，华丽的

仪式与音乐、舞蹈交织成一场盛大的节日。大公宗主教亲自主持的圣餐礼是庆典的高潮，数百名司铎

与数千名信众一同领受圣体。

周围分布着几座重要建筑。神学院、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大公宗主教的居所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整个区域于200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评价是：「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及其周边遗迹是亚美尼亚教会建筑发展的独特见证，对基督教建

筑与艺术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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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奇米阿津大教堂与亚美尼亚的历史命运休戚与共。波斯入侵、阿拉伯统治、蒙古劫掠、与奥斯曼帝

国的战争、苏联时期的宗教压迫，在无数苦难中，这座大教堂存活了下来。它曾被损毁、被掠夺，但

每一次都得到重建和修复。这是亚美尼亚民族不屈意志与信仰力量的象征。

1991年亚美尼亚从苏联独立时，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再次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庆祝新独立国家诞生的

特别弥撒在这里举行，大公宗主教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今天，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对亚美尼亚人

来说，仍然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永恒桥梁。从埃里温到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向西约20公里，车程

30分钟到1小时即可到达。埃奇米阿津(Etchmiadzin, ��delays)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部，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是亚美尼亚基督教的心脏。

（以机场为中心，埃奇米阿津大教堂位于首都埃里温市区的另一侧）

最经济的方式是乘坐小巴「马尔什鲁特卡」(marshrutka, ���������)。从埃里温市中心的基利

基亚汽车站(Kilikia Bus Station, �������)出发，该站位于共和国广场西北方向步行15分钟处，在

Mashtots大道与Sayat-Nova大道交叉口附近。

搭乘202路或203路马尔什鲁特卡即可，确认车前挡风玻璃上标有「��������」字样。票价约

300至400德拉姆(dram, ����, 折合人民币约5元)，非常便宜，上车后直接付给司机或收费员。建议

自备零钱。

首班车约早上7点，末班车约晚上8点，发车间隔15至20分钟。车程约30至40分钟，在埃奇米阿津市中心

下车即可。告诉司机「���� �achartr」(马伊尔 塔查尔，即大教堂)，他会提醒你。

下车后步行5至10分钟即可到达大教堂。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座位时可能需要站着，行李多会不

太方便。好处是能和当地人一起乘车，体验真正的本地生活。

更便捷的方式是打车。下载Yandex Taxi或GG Taxi等打车软件会很方便。Yandex Taxi最受欢迎，GG Taxi

是亚美尼亚本土应用。单程费用约2500至3500德拉姆(dram, ����, 折合人民币约50至70元)，包含往

返等候约5000至6000德拉姆(dram, ����, 折合人民币约100至120元)。也可以在街上拦出租车，但建

议出发前谈好价格。协商价格一般在3000至5000德拉姆(dram, ����, 折合人民币约60至100元)左右，

要求打表或事先议价。注意防范针对游客的漫天要价。

参加一日游也是不错的选择。行程通常包括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圣赫里普西梅教堂(St. Hripsime,

�outsideban �利普斯��利)、圣盖亚涅教堂(St. Gayane, �outsideban �a亚涅)和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

遗址(Zvartnots, �vantnots)，还有导游讲解。全程约4至5小时，每人费用25至4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0

至290元）。可以在酒店前台预订，也可以通过GetYourGuide、Viator等在线平台，或者埃里温市内旅行

社预订。在共和国广场附近的现场招揽员那里直接报名也没问题。

背包客推荐小巴（300至400德拉姆，约5元人民币），赶时间推荐出租车（2500至3500德拉姆，约50至

70元人民币），想高效游览多个景点推荐一日游（25至40美元，约180至290元人民币）。

门票免费，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开放，但礼拜时间可能限制参观。室外可以自由拍照，室内在礼拜

期间最好不要拍摄。

在埃奇米阿津还有几处值得一去的地方。圣赫里普西梅教堂步行10分钟可达，是一座建于7世纪的精美

教堂。圣盖亚涅教堂步行15分钟可达，建于630年。大教堂旁边的埃奇米阿津博物馆展出圣物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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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1000德拉姆(dram, ����, 折合人民币约20元)。埃奇米阿津与埃里温之间的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

遗址，是7世纪圆形教堂遗迹，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半日上午行程可以这样安排：早上8点从埃里温出发，8点30分到达埃奇米阿津大教堂。8点30分到10点

参观大教堂，10点到10点30分参观圣赫里普西梅教堂，10点30分到11点参观圣盖亚涅教堂。回程路上11

点到11点30分参观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中午即可返回埃里温。下午行程则可以下午2点出发，2点30分

到4点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4点到4点30分参观周边教堂，4点30分到5点参观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5点

30分返回埃里温。

最佳参观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之间，游客较少，光线也好。星期日上午可以观摩弥撒，但会比较拥挤。

上午可以安排埃奇米阿津和兹瓦尔特诺茨；如果有一整天时间，可以把埃奇米阿津与霍尔维拉普(Khor

Virap, �or Virap)、亚美尼葡萄酒庄一并游览。

埃奇米阿津是亚美尼亚基督教的心脏，1700年历史的见证者。自301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以来，这里始

终是信仰的中心。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而是亚美尼亚人灵魂栖息的圣地。建议留出充足的时

间，慢慢走、细细看。

3.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延续千年的独立神学传统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indexelakan ��eghets�,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国家教会，也是东方基督教中拥有独特神学传统的一支。教会名称中的「使徒」二字，表达的是这

样一种信念：教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的亲传门徒。

根据亚美尼亚传统，基督教最初由两位使徒传入亚美尼亚。

一位是达太(Thaddeus)使徒。他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在《圣经》中又被称为「犹大 达太」或「别名

达太的勒拜」。

传说达太在公元40年代中期来到亚美尼亚，使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其中包括当时亚美尼亚国王萨纳图

克(Sanatruk)的女儿桑杜赫特(Sandukht)公主。然而国王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达太和众多基督徒。达太

成为亚美尼亚的第一位殉道者，在他的墓地上建造的圣达太修道院(Saint Thaddeus Monastery)至今仍矗

立在伊朗西北部。

第二位使徒是巴多罗买(Bartholomew)。他同样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据传在公元50年代到访亚美尼亚。

巴多罗买主要在亚美尼亚南部地区传教，建立了多座教堂。他最终也遭殉道。传说他被活活剥皮，以

极其残酷的方式被处死。

尽管有这些早期传教活动，但基督教在亚美尼亚广泛传播并成为正式宗教，如前文所述，是在301年圣

格列高利与梯里达底三世时期。301年之后，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迅速完成了组织化和制度化。

教会的早期组织采用层级结构。

最高层是大公宗主教(Catholicos)。这个头衔来自希腊语「katholikos」，意为「普世的」或「全体的」。

亚美尼亚语写作「�atoghikos」，指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最高领袖。圣格列高利是第一任大公宗主教

，这一职位最初在他的家族内世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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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宗主教之下是主教(bishops)。每位主教负责一个特定地区，监管该地区的教堂并任命司铎。主教之

下是司铎(priests)，他们在各教堂主持弥撒、照料信众。最底层是辅助圣职人员，即执事(deacons)。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神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是405年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Mesrop Mashtots)创制了亚美

尼亚文字。

这在教会史上是革命性的时刻。在此之前，亚美尼亚人用希腊语或叙利亚语做礼拜，读《圣经》也只

能读外语版本。文字的诞生使得《圣经》和礼仪文本可以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这成为教会真正走进

民众的转折点。

梅斯罗布和他的弟子们立即着手翻译《圣经》。他们参照希腊语和叙利亚语原本，译出了准确而优美

的亚美尼亚语译本。这部译本质量之高，被誉为「亚美尼亚圣经的女王」。五世纪的亚美尼亚语文学

迎来了「黄金时代」，大量神学著作和史书相继问世。

（用亚美尼亚文字翻译希腊语《圣经》，制作手抄本并加以传播）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神学遵循了早期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教会接受了325年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和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确立了三位一体教义

，明确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上，亚美尼亚教会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这次会议讨

论的是耶稣基督本性的争论。会议宣布：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两种本性在一个位格

之内结合，不相混淆、不相变化、不相分离、不相割裂。

亚美尼亚教会没有接受这一决定。原因不仅仅是神学上的分歧。451年对亚美尼亚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

年。那年5月26日，亚美尼亚在阿瓦赖尔(Avarayr)战役中与波斯萨珊王朝交战。这场战役是为了抵抗波

斯强迫亚美尼亚改信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虽然战败，但这次抵抗迫使波斯放弃了宗教强制政策，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得以保存。

在这种局势下，亚美尼亚教会无法出席迦克墩公会议，也没有余力审议其决定。亚美尼亚教会认为，

迦克墩公会议未能彻底排斥聂斯托利主义(Nestorianism)。

亚美尼亚教会转而追随济利禄(Cyril)的神学。济利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他教导基督的神性与人

性结合为「一个本性(mia physis)」。这被称为「合性论」(Miaphysitism)。它与「一性论」

(Monophysitism)不同。一性论主张基督的人性被神性所吞没，是一种极端立场；而合性论主张两种本

性完整保留，同时合而为一。

506年，亚美尼亚教会在德温(Dvin)公会议上正式拒绝了迦克墩公会议的决定。由此，亚美尼亚使徒教

会成为「非迦克墩派(Non-Chalcedonian)」即「东方正统教会(Oriental Orthodox Church)」的成员。

持相同立场的教会还有科普特正统教会(Coptic Orthodox Church)、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Ethiopian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正统教会(Syriac Orthodox Church)等。

由于这一神学分歧，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 Church，即希腊

正教、俄罗斯正教等)分道扬镳。



25

进入20世纪和21世纪后，各方重新开启了神学对话。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差异只是表述方式的不同，

并非信仰本质上的分歧。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礼仪(liturgy)独特而庄美。主要礼仪被称为「神圣礼仪(Divine Liturgy)」或「帕塔拉

格(Patarag)」。礼仪大部分以古典亚美尼亚语「格拉巴尔(�rabar, Grabar)」进行。格拉巴尔是5世纪的

书面亚美尼亚语，与今天日常使用的现代亚美尼亚语差别相当大。正如拉丁语曾是天主教会的礼仪用

语，格拉巴尔被视为亚美尼亚教会的神圣语言。

礼仪富于象征性和仪式感。司铎身穿华丽的祭服，燃香，使用钟和铙钹。圣餐礼(Eucharist)是礼仪的核

心，信众相信饼和葡萄酒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亚美尼亚教会使用无酵饼，这一点与天主教相同，

但与东正教（使用有酵饼）不同。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有七项圣礼(sacraments)：洗礼(Baptism)、坚振(Chrismation)、圣餐(Eucharist)、告解

(Confession)、婚配(Marriage)、圣秩(Ordination)和病人傅油(Unction of the Sick)。与天主教的七件圣事

完全一致。

洗礼通常在婴儿时期举行，采用全身浸入水中的浸礼方式。有意思的是，亚美尼亚教会的洗礼和坚振

在同一天连续举行。坚振时，将圣油涂抹在额头、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双手、胸口和后背，象

征圣灵的恩典降临全身。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非常重视对圣人的敬礼。最受尊崇的圣人自然是光照者圣格列高利，此外还有圣赫

里普西梅、圣加雅涅、圣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等众多亚美尼亚圣人。教会同样深切敬礼普世教会的圣人

，以及圣母玛利亚。

教会设有许多节日和斋期。最重要的节日是复活节（�����，Zatik）。亚美尼亚教会的圣诞节颇

为独特：教会在1月6日将圣诞节与主显节（Epiphany）合并庆祝，称为「特阿纳达尔茨」（��delays

，Theophany），同时纪念基督的诞生和受洗。这一做法保留了古代基督教的传统，4世纪以前所有教

会都是如此。

斋戒是亚美尼亚灵修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长的斋期是复活节前四十天的「大斋期」（Great Lent）。

在此期间，信徒不食肉类、乳制品和鸡蛋，专注于祈祷和忏悔。此外还有夏季的「使徒斋期」、圣母

升天前两周的斋期，以及圣诞节前的斋期。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同时认可独身圣职制和已婚圣职制。普通司铎可以结婚，大多数堂区司铎都已成家。

但主教必须保持独身，因此主教从修道院出身的修士或未婚司铎中选出。

修道院传统在亚美尼亚教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从4世纪起，大量修道院相继建立，成为灵修、学

术和艺术的中心。塔特夫（Tatev）修道院、哈格帕特（Haghpat）修道院、格加尔德（Geghard）修道

院等，在中世纪既是重要的学府，也是手抄本制作中心。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音乐传统同样独树一帜。礼仪音乐以无伴奏合唱为主，采用古老的调式体系。最

著名的亚美尼亚圣歌是「沙拉坎」（���akan，Sharakan），这些圣歌从5世纪传承至今，蕴含着深

沉的灵性和诗意之美。

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Genocide）期间，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约150万亚

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帝国屠杀，其中许多人因坚守基督教信仰而殉道。数千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摧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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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神职人员遇害。

苏联时期（1920，1991），教会同样遭到严重迫害。教堂被关闭或改作他用，宗教教育被禁止。教会在

地下艰难存续。1991年亚美尼亚重获独立后，教会迅速复兴。

今天，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在全球拥有约900万信徒。其中约300万人生活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境内，其余

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侨民社区（diaspora）。俄罗斯、美国、法国、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等国都有规模

可观的亚美尼亚社区。

教会设有两个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宝座。首要宝座位于埃奇米亚津，持有「全体亚美尼亚人的卡

托利科斯」（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称号。第二个宝座位于黎巴嫩的安特利亚斯（Antelias），持

有「大奇里乞亚之家的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 of the Great House of Cilicia）称号。此外，耶路撒冷和

君士坦丁堡各设有一个宗主教（Patriarch）宝座。

现任埃奇米亚津卡托利科斯为加雷金二世（Karekin II），他于1999年当选。他致力于走访世界各国的

亚美尼亚社区，推动与其他基督教会的对话，守护亚美尼亚的灵性遗产。

现任埃奇米亚津卡托利科斯，加雷金二世（Karekin II）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在今天依然是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与文化的核心。历史、语言、音乐、艺术，以及

最根本的信仰，都通过这座教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千七百多年间历经无数磨难，使徒教会凭借不

灭的信念和顽强的生命力存续至今，始终是全世界亚美尼亚人的灵性故乡。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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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世纪的荣光与修道院守护的文化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巴格拉图尼王朝，，亚美尼亚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从9世纪到11世纪统治亚美尼亚的巴格拉图尼王朝（Bagratuni Dynasty, ����delays），开启了亚美尼

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7世纪到8世纪间，亚美尼亚在阿拉伯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黑暗岁月，而巴格

拉图尼家族的崛起让这个国家重新恢复了独立王国的地位。这一时期是亚美尼亚中世纪文化的巅峰，

建筑、艺术、学术竞相绽放，堪称一场文艺复兴。

历史上持续向地处地缘要冲的亚美尼亚施压的各方势力

巴格拉图尼家族原本就是亚美尼亚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传说他们自称是犹太大卫王的后裔，但

从史实来看，这是一个古代亚美尼亚的本土贵族家庭。即便在阿拉伯统治时期，他们依然在亚美尼亚

境内保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力。

阿绍特一世（Ashot I, ���� �）凭借出色的政治才干，在阿拉伯哈里发（Caliph）和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并于885年获得了亚美尼亚国王的正式承认。这是数百年来

亚美尼亚重新成为独立王国的历史性时刻。

巴格拉图尼王朝的首都最初设在阿尼（Ani, ���），后迁至卡尔斯（Kars, ����），最终又回到

了阿尼。阿尼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也是贸易的中心。

据传首都阿尼拥有1001座教堂，宗教建筑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阿尼（Ani, ���）遗址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从亚美尼亚一侧难以进入。但在当年，阿尼是中世纪

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城市。据说人口超过十万，在那个年代是惊人的规模。

（现位于土耳其境内的阿尼遗址保留着大量教堂废墟）

用「The Ruins of Ani - The City of 1001 Churches」作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照片。

阿尼遗址位于土耳其的卡尔斯省，紧邻亚美尼亚边境。由于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之间的陆路边境自1993

年起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无法从埃里温直接前往。最便捷的方式是经格鲁吉亚中转进入土耳其，再从

卡尔斯前往阿尼遗址。

从埃里温到格鲁吉亚可以乘坐小巴、火车或合乘出租车，大约需要6到7个小时。从第比利斯到土耳其

卡尔斯可乘坐大巴或小巴，算上过境时间，路程相当漫长。从卡尔斯到阿尼遗址开车大约45分钟到1小

时。据说卡尔斯某家咖啡馆门前有往返阿尼遗址的观光巴士，但运营情况需到当地确认。包出租车或

租车是最快捷方便的选择。

也可以不经第比利斯，直接穿过格鲁吉亚前往土耳其卡尔斯。最现实的路线是从亚美尼亚的久姆里出

发，经格鲁吉亚的阿哈尔齐赫前往土耳其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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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里温到久姆里可乘坐小巴或火车。久姆里到格鲁吉亚阿哈尔齐赫的小巴每天上午10点发车，约3.5

小时，票价20拉里。从阿哈尔齐赫到土耳其

边境需要通过格鲁吉亚-土耳其边境的图尔克格兹或波索夫口岸。从阿哈尔齐赫到土耳其边境可以打车

或搭便车。

更稳妥的方式是，久姆里的旅行社有时会经营经格鲁吉亚前往土耳其东部的团队游。参加这种团，一

天之内就能过境抵达卡尔斯。Live Tour Gyumri（电话 +374 33 177 447）是一家专做西亚美尼亚旅游的公

司，运营一日游线路，可当天到达卡尔斯。该线路涵盖卡尔斯、阿尼遗址和奇尔迪尔湖，费用为25,000

亚美尼亚德拉姆。Cascade Travel Caucasus（网站 thecascadetravel.com）也提供从久姆里经格鲁吉亚前往

卡尔斯的定制游服务。

这类旅行团会代为处理过格鲁吉亚边境所需的一切手续，并在边境更换导游和车辆，安全送达土耳其。

参团的话，大约12小时内可以从久姆里抵达卡尔斯，而且不需要中途换车，十分方便。如果选择私人

出租车，从久姆里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境大约60美元，但后续交通衔接可能不太顺畅。

如果觉得绕道土耳其路途太远，也可以在亚美尼亚边境附近的观景台远眺阿尼遗址。希拉克地区海卡

佐尔村附近的观景台相对容易到达。不过那里属于边境地带，有俄军管控，想看清楚可能需要带望远

镜。从埃里温乘坐公共交通不太方便，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久姆里参加含导游的旅行团或租车前往。

要想深入游览遗址内部，还是得选择经格鲁吉亚进入土耳其卡尔斯的路线。如果只想远远看看遗址的

轮廓，可以考虑到亚美尼亚一侧的观景台。

巴格拉图尼的国王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石治理国家。王室与教会紧密合作，积极资助修道院和教堂的

修建。

这一时期建造的众多修道院和教堂，展示了亚美尼亚建筑风格的成熟面貌。圆拱顶、锥形屋顶、精细

的石雕是巴格拉图尼时代的标志。建筑师们熟练地运用火山岩（volcanic rock, ���������

delays），打造出抗震性能优异的建筑结构。

经济上，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通过丝绸之路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亚美尼亚商人，足迹从欧洲一直延伸

到中国。亚美尼亚商人群体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delays）、威尼斯（

Venice, ���delays）、开罗（Cairo, �delays）、第比利斯（Tbilisi, �delays）等重要城市都设有据点。

他们经营丝绸、香料和珠宝，获取丰厚利润，其中一部分财富被用于家乡修道院和教堂的建设。

学术和艺术同样取得了长足发展。修道院开设学校，教授神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抄本（

manuscript, ��delays）的制作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抄写员（scribe, �delays）在羊皮纸（parchment,

�delays）上精心抄写福音书（gospel, ��delays）和祈祷书（prayer book, �delays），而细密画（

miniature, �delays）画师用华丽的插图装饰书页。这一时期的抄本至今保存在马特纳达兰（

Matenadaran, �delays）抄本博物馆中，被公认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格里高尔 纳雷卡奇（Grigor Narekatsi, �delays �delays）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和诗人。

他在纳雷克修道院（Narek Monastery, �delays delays）度过了一生，留下了杰作『哀歌之书』（Book of

Lamentations, �delays）。这部作品被誉为亚美尼亚语写就的最伟大的灵性文学，2015年教廷将他册封

为普世教会的教会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 �delays �delays）。纳雷卡奇的诗深刻探索了个人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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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的关系，饱含对人类罪孽与救赎的省思。

这一繁荣从11世纪中叶开始受到威胁。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 �delays delays）从东方发起入侵，

1045年拜占庭帝国攻占了阿尼。拜占庭迫使巴格拉图尼王朝末代国王加吉克二世（Gagik II, �delays �）

放弃王位。亚美尼亚再次沦入外族统治，1064年塞尔柱突厥人征服阿尼，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

巴格拉图尼王朝覆灭之后，亚美尼亚文化仍然存续了下来。许多亚美尼亚人南迁至奇里乞亚（Cilicia,

�delays）地区，建立了新的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在13世纪和14世纪一度繁荣，与十字军（

Crusaders, �delays）交往密切，吸收了欧洲文化。留在本土的修道院则守护着巴格拉图尼时代的荣光，

成为维系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核心。

巴格拉图尼时代是亚美尼亚人自豪感的源泉。这一时期创造的建筑和艺术品，证明了即便在外族统治

之下，亚美尼亚文化依然何等坚韧、何等富有创造力。修道院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民族文化的宝库

，是教育与艺术的中心。哈奇卡尔（khachkar, �delays，十字石碑）是这一时期臻于完善的独特艺术形

式，石头上雕刻的十字架和纹样凝聚着亚美尼亚人的信仰与审美。

（格里高尔 纳雷卡奇（�delays �delays）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神学家和诗人。）

今天到亚美尼亚旅行时遇见的那些修道院和教堂，大多建于巴格拉图尼时代或之后。它们坐落在深山

之中、湖畔、峡谷之间，每一座都有自己独有的故事。这些建筑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而是承载着亚

美尼亚人灵魂的圣地。巴格拉图尼王朝留下的遗产，不只是建筑和艺术品，更是亚美尼亚人在艰难岁

月中坚守信仰与文化的精神。

巴格拉图尼时代的建筑技术精巧得令人惊叹。当时的建筑师充分考虑了地震频发的地域特点，设计出

柔韧的结构。石块与石块之间留有适当的余量，使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不会倒塌而是随之摇摆。正是这

种技术，让千年以上的建筑经历了数次强震依然屹立至今。穹顶（dome, �delays）结构将重量均匀分

散以提高稳定性，内部空间在设计时还考虑了声学效果。

经济繁荣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王室和贵族向修道院捐赠土地和财产，商人们将贸易利润的一部分奉献

给教会。修道院以这些资产为基础开办学校、制作抄本、救济贫困之人。有些修道院还经营医院和客

栈，照料朝圣者和旅人。像塔特夫修道院（Tatev Monastery, �delays delays）这样的地方，住着数百名

修士，实际上发挥着大学级别教育机构的功能。

巴格拉图尼时代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每天有多次祈祷时间，重大节日则举行盛大的仪式。复活节、

圣诞节、主显节（Epiphany, �delays）等大节日期间，数千名信众涌向修道院。朝圣是信仰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步行前来拜访圣地。每座修道院都保存着独有的圣物或遗物，因而具有

朝圣地的价值。

音乐也是宗教生活的核心。亚美尼亚礼仪音乐（liturgical music, �delays delays）拥有独特的旋律与和声。

被称为「沙拉坎」（sharakan, �delays）的圣歌以复杂的旋律和节奏为特征，只有训练有素的唱诗班成

员才能演唱。一些修道院设有音乐学校，教授年轻人圣歌。这一音乐传统延续至今，在亚美尼亚使徒

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delays ��delays �delays）的礼拜中仍然可以听到。

巴格拉图尼王朝在国际关系方面同样游刃有余。国王们在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和格鲁吉亚王

国（Kingdom of Georgia, �delays delays）之间维持平衡，守护着亚美尼亚的独立。他们通过外交联姻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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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同盟，通过贸易协定确保经济利益。这种均衡外交最终在拜占庭的野心和塞尔柱突厥的入侵面前瓦

解了。进入11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再度陷入分裂，重新落入外族统治之下。

尽管如此，巴格拉图尼时代奠定的文化根基并未消亡。修道院在蒙古入侵、波斯统治、奥斯曼帝国压

迫之下，始终守护着亚美尼亚文化。抄写员们继续抄写书籍，建筑师们继续建造新的教堂，诗人们继

续用亚美尼亚语写诗。正是这种文化上的连续性，让亚美尼亚在失去独立国家之后，仍能作为一个民

族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亚美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Armenia, �delays �delays），巴格拉图尼时代被视为民族自豪感的

源泉。学校详细教授这一时期的历史，以巴格拉图尼国王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建筑随处可见。埃里温（

Yerevan, �delays）的马特纳达兰博物馆陈列着这一时期的抄本，参观者可以亲眼看到千年前亚美尼亚

人的智慧与艺术造诣。修道院之旅不是一般的观光，而是与亚美尼亚灵魂相遇的朝圣。

2. 亚美尼亚修道院，，民族认同的堡垒

到亚美尼亚旅行的人最先感到惊讶的，是散布在山间和谷地中的无数修道院。小小的亚美尼亚拥有数

百座修道院和教堂，它们不只是宗教设施，更是遍布各处的文化中心。在外族入侵和迫害之中，修道

院始终是守护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堡垒。曾经作为教育、艺术和文学中心的修道院，至今仍是亚美尼

亚人的精神故乡。

（1）信仰与学术交辉的知识堡垒

亚美尼亚的修道院生活从4世纪初基督教获得官方承认之后便已开始。在早期基督教于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delays delays）遭受迫害的年代，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

301年，梯里达底三世（Trdat III, �delays �）在圣格里高利（Saint Gregory, �delays �delays）的感召下

皈依基督教，此后众多民众接受了洗礼（baptism, �delays）。追求真正信仰生活的人当中，有一部分

离开尘世，到山间和洞穴中开始修行。

早期的修士们受到了埃及和叙利亚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 ��delays delays）的影响。沙漠圣安东尼

（Saint Anthony, �delays ��delays）和圣帕科米乌斯（Saint Pachomius, �delays �delays）的教导传入

亚美尼亚后，许多年轻人独自或结成小团体，在山中潜心祈祷和冥想（meditation, �delays）。起初，

天然洞穴（cave, �delays）或简陋的石屋就是他们的居所。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团体逐渐壮大，发展

成正式的修道院。

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布局颇为独特。大多数修道院坐落在与外界隔绝的深山或峡谷（gorge, �delays）之

中。这是为了让修士们远离尘世诱惑，全身心投入信仰生活。同时也有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共同体的

现实考量。厚实的石墙、坚固的大门，有时还配备防御塔（tower, �delays）的修道院，在战争年代充

当了避难所。

修道院的中心永远是教堂。教堂大多采用十字形平面，中央耸立着穹顶。穹顶象征天空，从内部仰望

时，透过窗户射入的光线让人感受到一种神圣的氛围。

教堂内部装饰简朴。比起华丽的修饰，更注重石材的质感和建筑本身纯粹的美。祭坛（altar, �delays）

朝向东方，因为人们相信那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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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周围是修士们的住所。小房间沿回廊排列，每位修士在自己的房间里祈祷、读书和就寝。在公共

食堂（refectory, �delays）里，每天

修道院的抄经室（scriptorium，��������delays）曾一起吃过一两顿饭。饮食极为简朴，大多

由面包、蔬菜和水果组成。肉类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能享用，禁食（fasting，����）是修道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修道院里设有抄经室（scriptorium，������������），那是修道院文化的心脏。抄经士们

在羊皮纸上精心抄写圣经、祈祷书和神学著作。

完成一本书有时要花上好几年。抄写不是简单的复制工作，而是祈祷与冥想的修行。

抄经士们在每一个字上倾注心血，还在页边空白处绘上精美的插图。这些抄本至今仍收藏在马坦纳达

兰博物馆，被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学校也是修道院的重要设施。不只年轻修士，平信徒（layperson，��������）的子女也能在

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课程从亚美尼亚语的读写入手，涵盖圣经研读、神学、哲学、数学乃至天文学。

一些大型修道院发展成了大学级别的教育机构。塔泰夫修道院大学在中世纪曾有数百名学生在此求学

，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中心。从这里走出去的学者们在亚美尼亚各地担任教师和神职人员。

修道院在经济上同样举足轻重。拥有大片土地的修道院从事农业和畜牧，有的还酿造葡萄酒（wine，

����）、种植水果。修士们亲身参与劳动，这本身就是修道生活的一部分。按照「祈祷并劳作」

（ora et labora，����delays � �������）的原则，每天的日程分为祈祷时间和劳动时间。生

产的物资一部分用于修道院运转，其余则分给穷人或出售。

修道院还设有医院（hospital，�����delays）和住宿设施。朝圣者和旅人可以在修道院免费食宿。

患病的人能得到修士们的诊治。中世纪修士们精通草药学（herbalism，���delays），许多人专程来

到修道院寻求治愈。部分修道院还建有药草园（herb garden，�delay），种植各种植物。

修道院的一天由严格的作息构成。黎明即起，先做晨祷，早餐后各自履行职责。午间祈祷和午餐之后

继续劳作，傍晚以晚祷（vespers，��delay）结束一天。夜间也有祈祷时段，有的修士甚至通宵祈祷。

这种规律的生活，是修士们灵性成长的框架。

修道院共同体有明确的等级制度（hierarchy，�delays）。修道院院长（abbot，�delays）是共同体在灵

性和行政上的领导者，其下设有多个职位：负责礼拜仪式的司铎、主管教育的教师、管理抄经室的图

书管理员、掌管财务的会计，以及接待来客的知客等，各司其职。所有决定由院长做出，但重大事项

会在共同体会议上讨论。

女修道院（convent，�delays）也是存在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女性同样可以选择修道生活。女修道院

在结构和规则上与男修道院大致相同。修女（nun，��delays）们也祈祷、劳作、读书。有些修女是

出色的抄经士，还有的在刺绣（embroidery，��delays）和织造（weaving，�delays）等手工艺上技艺

精湛。

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样重要。修道院虽地处偏远，但并非与世隔绝。主教（bishop，�delays）和大牧

首（catholicos，�delays）会到修道院主持弥撒、施以祝福。贵族和国王也前来祈祷、捐赠。一些修道

院作为著名的朝圣地，全年都有朝圣者络绎不绝。修道院是地方社区的灵性中心，人们每逢大事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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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修道院。

修道院建筑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融为一体。建筑师们在不破坏周围景观的前提下，让人感受到这里是

一处神圣之所。许多修道院建在山坡上，远远便能望见，宛如信仰的灯塔。砌石技术极为精湛，不用

水泥也能筑成坚固的墙体。考虑到该地区地震频发，建筑采用了柔性结构，正因如此，千年以上的建

筑至今屹立不倒。

修道院文化是亚美尼亚民族认同的核心。在外族统治时期，修道院是守护亚美尼亚语言和文化的精神

堡垒。创造亚美尼亚字母的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Mesrop Mashtots，�delays �delays）本人就是修士，

他创造的文字正是在修道院中传授和使用的。时至今日，许多修道院依然活跃，仍有年轻人选择修道

生活。参访修道院，是理解亚美尼亚历史与文化的最好方式。

（2）格加尔德修道院（Geghard Monastery），镌刻在岩石中的圣所

格加尔德修道院（Geghard Monastery，�delays）是亚美尼亚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它坐落在埃里温以东

40公里处阿扎特峡谷（Azat Gorge，Adzat delays）的深处，部分建筑直接从岩壁中凿出。格加尔德在亚

美尼亚语中意为「长矛」（spear，delays），相传刺穿耶稣基督肋旁的朗基努斯之矛（Holy Lance，

Scode delays）曾保存于此。如今那支矛收藏在埃里温的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Etchmiadzin Cathedral，

�delays）博物馆中，但修道院仍保留着这个名字。

格加尔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世纪。早期基督教时代，修士们开始在这条峡谷的洞窟中修行。传说圣格

列高利本人曾到此地并予以祝圣。最早的修道院被称为艾里万克（Ayrivank，��delays），即「洞窟

修道院」（cave monastery，delays）。9世纪被阿拉伯军队摧毁后，在12世纪和13世纪得以重建。现在能

看到的大部分建筑都出自那个时期。

走近修道院，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岩壁。峡谷中赤红色的火山岩绝壁犹如天然的城墙（fortress wall，

delays）。从停车场到修道院有一条短短的步道，两旁是售卖纪念品的小店。这里卖手工水果卷（fruit

roll，delays）和一种叫「加塔」（gata，delays）的传统面包。加塔香甜酥脆，很受欢迎。

走进修道院大门，最先看到的是主教堂（Katoghike Church，�delays）。它建于1215年，是典型的亚美

尼亚十字形教堂。内部简洁而庄严。高耸的穹顶和小窗投入的光线营造出神秘的氛围。墙面上雕刻着

十字架和几何纹样，祭坛后方有古老的铭文（inscription，delays）。如果在弥撒时间到访，可以聆听亚

美尼亚礼仪音乐。圣歌在石墙间回荡，产生深沉的共鸣，宛若天上之音。

主教堂旁边是从岩石中凿出的礼拜堂（chapel，delays）。这才是格加尔德真正的神奇所在。阿瓦赞礼

拜堂（Avazan Chapel，delays）大约建于1240年，是直接从山体岩石中开凿而成的空间。走进去，天然

岩石与人工雕刻融为一体的景象令人惊叹。穹顶上刻着精致的十字架和星形图案，音响效果出色，轻

微的声音也会被放大回荡。中世纪的修士们一定曾在这里吟唱赞美诗（hymn，delays），颂赞上帝。

再往深处走，是上层礼拜堂（Upper Chapel，delays）。它完工于1283年，同时也是普罗希安家族（

Proshyan family，delays）的陵墓（mausoleum，delays）。中央大厅覆盖着八角形穹顶，墙面上雕有狮子

和雄鹰等动物图案，那是普罗希安家族的纹章（coat of arms，delays）。这个家族是当时亚美尼亚的显

赫贵族，向修道院捐赠了大量财产，作为回报，获得了在修道院内建造家族陵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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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加尔德最令人震撼的空间，大概要数圣泉礼拜堂（Holy Spring Chapel，delays）了。这间小小的礼拜

堂中有一眼从岩石中涌出的泉水（spring water，delays），被视为修道院最神圣之处。泉水终年不断，

清冽甘甜。朝圣者们饮下泉水，还装瓶带走。人们相信泉水有治愈之力，许多人边饮水边祈求病体康

复。礼拜堂墙上刻满了数不清的十字架，那是历代朝圣者为纪念到访而留下的印记。

走出修道院，可以尽赏峡谷风光。四周被陡峭的岩壁环抱，阿扎特河（Azat River，delays）在峡谷底部

奔流。春天野花遍开，夏天绿树成荫，秋天红叶黄叶交相辉映，冬天白雪覆盖，一派静谧之美。这里

的自然景色让修道院的神圣感愈发鲜明。

来到格加尔德的旅行者常常觉得时间在这里停住了。穿行在狭窄的岩石通道中，仿佛追随着千年前修

士们的足迹。在幽暗凉爽的岩洞礼拜堂里点燃一支蜡烛（candle，delays）祈祷，尘世的喧嚣便远去了

，内心的宁静随之而来。无论宗教信仰如何，这里都能给人一种灵性的体验。

格加尔德周边还有不少值得一看的地方。修道院入口附近排列着一行哈奇卡尔。这些十字石出自不同

年代，各自拥有独特的纹样。有的只刻着素朴的十字架，有的则装饰着繁复的几何图案和植物纹样（

floral pattern，delays）。细细端详这些哈奇卡尔，也是游览格加尔德的乐趣之一。

沿峡谷稍往上走，便能看到「石头交响曲」（Geghard Symphony of Stones，delays）。那是大自然造就

的玄武岩柱群（basalt column，delays），看起来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pipe organ，delays）。数百根

垂直耸立的六棱石柱汇聚在一起，景象壮观。这一自然奇观由火山活动形成：熔岩（lava，delays）冷

却凝固时，形成了这种规则的柱状结构。许多人在这里拍照，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格加尔德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delays）名录。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价这座修道院是「自然与人类创造物的完美融合」。岩凿建筑技术与艺术价值，加上

周围的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亚美尼亚政府正在努力保护这一遗产，访客们也

应当怀着敬意来到这片珍贵的土地。

从首都埃里温前往格加尔德有多种方式。最方便的是乘出租车或自驾，从埃里温市中心出发约40分钟

即可到达。道路铺装良好，路标清晰。如果乘坐公共交通，需要先搭乘开往加尔尼村（Garni village，

delays）的小巴（minibus，delays），再从那里打车或步行前往格加尔德。加尔尼到格加尔德大约7公里

，喜欢徒步的话，可以沿着美丽的峡谷小路慢慢走上两个小时左右。

在埃里温市区盖（Gai）公交站附近搭乘266路公交车，可以到达格加尔德修道院附近。车费仅500亚美

尼亚德拉姆（AMD），非常便宜。在终点站下车后，需要步行约20到30分钟才能抵达修道院，一路上

可以欣赏优美的风景。不过这趟公交车并不严格按时刻表发车，而是等车上坐得差不多了才出发，所

以最好留出充裕的时间。

从埃里温市区打车到格加尔德修道院大约需要40分钟，费用在10,000亚美尼亚德拉姆（AMD）左右。

当地有Yandex等打车软件，用起来很方便，出发前就能查到预估价格、轻松预约，外国游客也不用担

心被宰，可以安心乘坐。

（地图上红色圆点所示区域即为格加尔德修道院和加尔尼神庙所在地）

通常会把加尔尼神庙（Garni Temple，delays）和格加尔德修道院安排在同一天游览。加尔尼神庙是亚

美尼亚现存唯一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delays）建筑，建于公元1世纪，供奉太阳神密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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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hras，delays）。一天之内同时看到异教神庙和基督教修道院，是了解亚美尼亚历史多样性的绝佳方

式。在加尔尼附近还可以观看传统拉瓦什面饼（lavash bread，delays）的制作演示，也有提供午餐的民

居家庭餐。

（加尔尼神庙）

（从加尔尼神庙到格加尔德修道院的23公里徒步路线）

加尔尼神庙、格加尔德修道院和石头交响曲是埃里温近郊最受欢迎的景点，通常安排在一天内一起游

览。

加尔尼神庙是亚美尼亚仅存的希腊化风格异教神庙。公元1世纪献给太阳神密赫尔，具有罗马式立柱和

建筑风格。4世纪亚美尼亚定基督教为国教时，大多数异教神庙遭到拆毁，但加尔尼因是王室夏宫的一

部分而得以保存。1679年毁于地震，20世纪得到修复。它矗立在俯瞰峡谷的三角形悬崖之上。外国游

客门票为1,500亚美尼亚德拉姆（约合人民币28元）。

石头交响曲位于加尔尼神庙下方阿扎特河峡谷中，是一大片壮观的柱状节理。垂直耸立的六棱形玄武

岩柱看起来酷似巨型管风琴，因此又被称为「玄武岩管风琴」或「石头交响曲」。其规模在全球数一

数二，是感受自然奇观的好去处。既可以从加尔尼神庙俯瞰，也可以下到峡谷底部仰望石柱。门票约

为200至1,000亚美尼亚德拉姆（约合人民币4至18元）。

格加尔德修道院是一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岩凿修道院。相当一部分建筑直接从

巨大的山体岩壁中开凿而成，营造出独特而宏伟的氛围。格加尔德意为「长矛」，得名于相传曾保管

在此的圣矛，即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刺穿其肋旁的那支矛。4世纪由圣格列高利创建，12世纪到13世纪间

扩建为现在的规模，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纪亚美尼亚修道院的建筑和装饰艺术。免费参观。

加尔尼神庙与格加尔德修道院之间的直线距离约10公里。不过，如果想慢慢欣赏亚美尼亚的风景，也

可以沿着约23公里的徒步路线步行前往。

从加尔尼神庙出发，沿阿扎特河峡谷有一条通往格加尔德修道院的徒步小径，途中会经过石头交响曲

和一座11世纪的中世纪石桥。全程约23公里，累计海拔落差约850米。

步行大约需要6到7个小时，属于中等难度。徒步路线沿阿扎特河延伸，穿越被高耸绝壁环绕的壮美峡

谷。途中有岔路可通往哈布茨塔尔修道院，也能进入霍斯罗夫森林保护区。徒步出行需穿舒适的鞋子

并带足饮用水，4月到10月是最佳时节。

天气晴好的春秋季节，可以从埃里温打车先到加尔尼神庙，然后沿徒步小径慢慢走，依次游览石头交

响曲和格加尔德修道院，再从格加尔德修道院乘出租车或小巴返回埃里温。

游览这三处景点最常见的方式是参加旅行团。跟团最省心、最高效，交通和行程全部安排妥当。通常

还会顺路参观查伦茨拱门等其他景点。拼团游大约50美元（约合人民币360元），包车私人游大约140美

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

包出租车的话，行程可以自由安排，上门接送也很方便。从埃里温出发，一天内游览加尔尼、格加尔

德和石头交响曲，包车费用约13,000至15,000亚美尼亚德拉姆（约合人民币240至280元）。乘坐公共交

通最便宜，但需要先坐小巴到加尔尼村（每人300至500德拉姆，约合人民币6至9元），再另外打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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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费时间。加尔尼到格加尔德的出租车费约3,000亚美尼亚德拉姆（约合人民币55元）。

格加尔德是一座活着的修道院。如今仍有修士在此居住，每天举行礼拜。访客应当尊重修道院的灵性

氛围。许多人把这里的宁静与神秘铭记于心。岩洞礼拜堂里的敬畏之感、圣泉清冽的滋味、峡谷的寂

静，都会长久留在记忆中。这里不只是一个景点，而是一处涤荡心灵的朝圣之地。到亚美尼亚旅行，

格加尔德是不容错过的必到之处。

（3）塔泰夫修道院，，与天相接的灵性圣塞

塔特夫修道院坐落在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省（Syunik Province, �yun�qi �arzz）一道深邃的峡谷之上。

修道院建在海拔1500米高原的边缘，仿佛悬浮在天地之间。在沃罗坦峡谷（Vorotan Gorge, ��otan

�irch）陡峭的悬崖顶端，修道院已朝着天空矗立了一千多年。

塔特夫（Tatev, �a�ew）在亚美尼亚语中包含「赐我翅膀」（give wings, �uR �ew）之意，据说源自

创建修道院的圣尤斯塔提奥斯（Saint Eustatios, Surb Ewstatios）在祈祷时发出的呼喊。

塔特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世纪。895年，休尼克领主阿绍特（Ashot, �shot）和他的妻子舒尚（

Shushan, �ushan）在此建造了修道院。这个地方在更早之前就被视为圣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基督

教传入之前这里曾有一座异教神殿（pagan temple, �ethanosakan tachaR）。早期基督教时代这里建有一

座小礼拜堂，到了9世纪才正式扩建为修道院。

从10世纪到14世纪，塔特夫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塔特夫大学（Tatev University, �a�ewi

hamalzaRan）是中世纪亚美尼亚最权威的教育机构，最多时有500名学生在此求学。课程涵盖神学、哲

学、数学、天文学、音乐、抄写技术等多个学科。格里戈尔 塔特瓦齐（Grigor Tatevatsi, Grigor

�a�ewatsi）等伟大的神学家曾在这里教书，培养了大批杰出学者。塔特夫抄写室制作的书籍被视为

亚美尼亚文化的瑰宝。

塔特夫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1170年的大地震摧毁了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筑，重建花了很长时间。14世

纪后半叶，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带来了洗劫。17世纪遭到波斯的进攻，18世纪又受到奥斯曼帝国的

侵袭。尽管如此，修道院每一次都被重新修复，成为亚美尼亚人不屈意志的象征。

20世纪初的苏维埃时代，宗教活动被禁止，修道院遭到废弃，日渐荒芜。1931年又一次大地震使许多

建筑坍塌。1990年代亚美尼亚独立后，经济困难也让大规模修复难以开展。进入2000年代，在政府和民

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大规模修复工程终于启动。今天人们看到的塔特夫，正是这种坚韧保护精神的

成果。

造访塔特夫最震撼的方式，是搭乘世界上最长的双向缆车「塔特夫之翼」（Wings of Tatev, �a�ewi

�eweR）。这条缆车于2010年开通，从哈利佐尔村（Halidzor village, �alidzor）到塔特夫修道院全长5.7

公里。在沃罗坦峡谷上方320米的高度飞行12分钟，这段旅程本身就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脚下是幽深的

峡谷和蜿蜒的河流，远处雪山连绵。缆车接近修道院时，高原边缘那座宏伟的建筑群慢慢映入眼帘。

下了缆车，沿着一条短路走向修道院入口。修道院被坚固的石墙环绕，看起来像一座堡垒。这并非装

饰，而是为了抵御外敌、保护修道院里的人。穿过入口，眼前出现一片宽阔的庭院，中央矗立着圣巴

多罗买与保罗大教堂。这座教堂建于895年，是修道院的主体建筑，以十字形平面和高耸的穹顶为特征。



36

走进大教堂内部，高耸的天花板和厚重的石柱增添了庄严气氛。墙上还留有壁画（fresco, fReska）的痕

迹，但大部分已随岁月褪色。祭坛后方有精细的石雕，展现了9世纪亚美尼亚石匠技艺的精华。教堂的

音响效果令人惊叹，轻声的耳语在穹顶之下被放大，化为一种神秘的回响。可以想象中世纪修士在此

吟唱圣歌时，那场面该有多庄严。

大教堂旁边是圣格列高利礼拜堂（Chapel of Saint Gregory, Surb Grigori matuR）。这座小建筑建于1295年

，装饰着更为精细的雕刻。入口上方的半圆楣饰（tympanum, thaGhaRak）刻有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 Surb Mariam）和婴儿耶稣的浮雕，周围环绕着天使（angel, hReshtak）和使徒（apostle, aRaqyal）。

这座礼拜堂主要用于个人祈祷，至今仍能看到人们在此点燃蜡烛、安静祈祷的身影。

修道院内最独特的构造物是加瓦赞石柱（Gavazan, �awazan）。这根8米高的石柱立在修道院庭院正中

，柱身饰有精美的十字架和几何纹样。令人称奇的是，这根柱子会动。柱底安放在一个球形基座上，

地震发生时便会摇晃。这是中世纪工程师惊人智慧的体现，相当于一套早期地震预警系统。直到今天

，这根柱子仍然有效。用手推它，可以看到它发生微微的晃动。

修道院围墙附近留有油坊和面包窑的遗迹。这说明塔特夫不只是一个礼拜场所，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

共同体。修士们生产橄榄油、烘焙面包、酿造葡萄酒。附近还有曾用作图书馆抄写室的建筑遗址。虽

然现在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大量珍贵手抄本正是在这里诞生的。

塔特夫周围的自然风光美得令人屏息。从修道院所在的高原（plateau, baRdzRawandak）俯瞰沃罗坦峡

谷，景色壮观至极。峡谷深度超过500米，是沃罗坦河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春天，峡谷两侧野花盛

开；夏天，绿色草原延展铺开。秋天，树林染上金色；冬天，白雪覆盖一切，化作银色世界。这里的

日落尤其美丽。夕阳西下，峡谷被染成一片红色，修道院在余晖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塔特夫之行既是灵性的朝圣，也是与自然的相遇。许多旅行者在这里感受到深深的平静。远离尘世喧

嚣，在这个离天空更近的地方，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审视自己。沿着修道院四周缓缓行走，想象千年的

历史，想起那些守护这里的修士们的奉献，心中会自然升起敬畏之情。

塔特夫附近还有塔塔维修道院（Tatavi Monastery, �a�awi wanq）。这座小修道院距塔特夫步行约30分

钟，虽然不太为人所知，却宁静而美丽。沿着林间小径行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冥想时光。在只听得

到鸟鸣和风声的幽静树林中，遇见一座小小的修道院，会让人觉得仿佛穿越了时间。

（塔特夫修道院距首都埃里温较远）

从埃里温到塔特夫约250公里，距离不算近，驾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道路向南穿过休尼克省，沿途可

以欣赏到许多美丽的风景。可以几个人拼车包出租车，也可以参加从埃里温出发的一日游。

造访塔特夫的最佳时间是5月到10月。这个时段天气宜人，缆车也正常运行。夏天因为地处高原，气温

比埃里温凉爽。冬天降雪较多，缆车有时会停运，出发前最好确认运行情况。一整天都在户外活动，

请准备舒适的鞋子和适合天气的衣物。

塔特夫是亚美尼亚最偏远的地方之一，但绝对值得前往。缆车带来的兴奋感、修道院的庄严气势、峡

谷的自然之美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一段难以忘怀的体验。很多人将塔特夫之行列为亚美尼亚旅程中最

精彩的篇章。这座仿佛向天空展开翅膀的修道院，是人类信仰与自然之美相遇的圣地。

（4）霍尔维拉普，，从幽深的信仰之穴中绽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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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维拉普（Khor Virap, �or Wirap）是亚美尼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这座修道院坐落在阿拉拉

特平原中央，是亚美尼亚基督教的发源地，也拥有以阿拉拉特山为背景的最美风景。霍尔维拉普在亚

美尼亚语中意为「深坑」（deep pit, �or phos），指的是将亚美尼亚改宗为基督教国家的圣格列高利被

囚禁13年的地下牢穴。亚美尼亚语发音中，「Kh」不是韩语的「�」，更接近带有摩擦感的「�」音。

中文常写作「霍尔维拉普」或「科尔维拉普」，两种写法都通用。

霍尔维拉普的故事要追溯到3世纪末。当时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迫害基督教。格列高利在罗马接

受基督教教育后返回亚美尼亚，却因基督徒身份被逮捕。国王将他投入阿尔塔沙特王宫附近的地下深

坑。这个坑原本用来处决囚犯，阴暗潮湿。

传说格列高利在这个坑中被关了13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据说有一位虔诚的妇人每天向坑里投下

一块面包。期间梯里达底王身患重病，精神错乱。御医束手无策，王的姐妹做了一个梦。梦中天使现

身，说只有被关在地下牢穴中的圣者才能治愈国王。当人们把格列高利从坑中拉出来时，他已骨瘦如

柴，但依然活着。

格列高利为国王祈祷，国王痊愈了。经历了这一奇迹，梯里达底王皈依基督教，于301年宣布亚美尼亚

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格列高利成为亚美尼亚第一任大主教（Catholicos），他的后人在此后数

个世纪里领导着教会。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改宗故事，成为亚美尼亚人信仰认同的核心。

今天的霍尔维拉普修道院建于17世纪。但这里成为圣地的历史远比这久远。4世纪时就已建起一座小礼

拜堂，中世纪时扩建为修道院。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多建成于1662年，此后经历了多次修缮。修道院

坐落在一座可以俯瞰阿拉拉特平原的小山丘上，周围是葡萄园和果园。

来到霍尔维拉普，先让人震撼的是阿拉拉特山雄伟的身姿。虽然位于土耳其境内，但阿拉拉特山是亚

美尼亚人心中的圣山，距修道院不过几公里。海拔5137米的大阿拉拉特（Greater Ararat, �ets ARaRat）

与3896米的小阿拉拉特（Lesser Ararat, Phoqr ARaRat）并肩耸立，景象壮丽。晴天时，白雪覆盖的山峰

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分明。这幅画面已成为亚美尼亚的标志性影像，无数摄影作品和绘画以此为题。

穿过修道院入口，先看到圣格沃尔克礼拜堂（Saint Gevork Chapel, Surb Geworg matuR）。这座小礼拜堂

建于19世纪，设计简洁而优雅。堂内供有圣格沃尔克（圣乔治，Saint George, Surb Geworg）的圣像（

icon, sRbapatkweR），墙上贴满了信众留下的祈祷文和写有心愿的纸条。很多人在这里点燃蜡烛，为家

人的健康和幸福祈祷。

礼拜堂旁边是修道院的主教堂，，圣母玛利亚大教堂。这座教堂是17世纪建筑的佳作，拥有典型的亚

美尼亚穹顶结构。内部饰有壁画，描绘了圣经场景和圣人的生平。祭坛后方装饰华丽，穹顶天花板上

绘有耶稣基督的像。如果参加周日弥撒，可以体验亚美尼亚礼仪之美。

霍尔维拉普真正的核心在地下牢穴。教堂地面上有一道狭窄的台阶，沿阶而下就能到达圣格列高利被

囚禁的那个深坑。台阶又陡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越往下走，温度越低，湿气越重。深坑位于

地下6米处，是一个直径约4.5米的圆形空间。天花板很低，成年人难以站直。

走进坑中，强烈的情感涌上心头。在这样一个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度过13年，简直难以想象。墙壁粗糙

冰冷，唯一的光源是从上方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许多朝圣者在这里跪下祈祷。有人会流泪。这是默想

圣格列高利所经历的苦难与坚忍、反省自身信仰的时刻。坑内空间有限，无法容纳多人同时进入，有

时需要排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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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还有第二间牢穴。那是关押其他囚犯的地方，比圣格列高利的牢穴稍宽，但同样阴暗。下到那里

的游客不多，但想要更深入体验的人会两处都去。从地下回到地面时，会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从

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走向生命，这是一段象征性的旅程。

走出修道院，在周围转一转也是不错的选择。修道院后方有一片古老的墓地，立着不同时代的哈奇卡

尔石碑。有些已有数百年历史，上面刻着精美的十字架和花纹。墓地稍远处有一座小丘，从那里望出

去，阿拉拉特山的景色更好。很多摄影师会在这座小丘上拍摄修道院与阿拉拉特山同框的照片。

（圣格列高利被囚禁13年的地下牢穴）

春天来霍尔维拉普，周围的田野被虞美人花染成一片红色。红色花海、古老修道院、雪顶阿拉拉特山

交相辉映，如同画卷。夏天能看到葡萄渐渐成熟的过程，秋天有农民收割的田园景象。冬天白雪覆盖

万物，阿拉拉特山与修道院归于同一种色调，呈现出梦幻般的风景。

霍尔维拉普对亚美尼亚人有着独特的意义。这里不只是一个历史遗址，而是民族认同的根基。基督教

改宗是亚美尼亚历史的转折点，此后亚美尼亚的文化、艺术、文学全都围绕基督教展开。站在霍尔维

拉普，你能真切感受到亚美尼亚拥有多么悠久的基督教历史。

从霍尔维拉普望去的阿拉拉特山引发复杂的情感。它是亚美尼亚人心中的圣山，如今却属于土耳其领

土，无法亲自前往。因为1915年的大屠杀（genocide, tseghaspanutywn）以及此后的历史，阿拉拉特山成

了失落与乡愁的象征。同时，它也象征着亚美尼亚人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存。在霍尔维拉普遥望阿

拉拉特，不只是个人层面的感动，更是一种民族性的体验。

从埃里温到霍尔维拉普约45公里，驾车约40分钟即到。沿M2高速公路（highway, mayRuGhi）向南行驶

，在阿尔塔沙特按路标指引驶向修道院。道路铺设良好，容易找到。可以搭出租车前往，许多旅行社

也提供包含霍尔维拉普在内的一日游。乘公共交通可以先坐小巴到阿尔塔沙特，再搭出租车或步行前

往修道院。

霍尔维拉普很适合与其他景点组合游览。附近有霍尔维拉普酒庄（Khor Virap Winery, �or Wirapi

ginegoRtsaRan），可以品尝亚美尼亚葡萄酒。也可以把诺拉旺克修道院（Noravank Monastery, Norawanq）

或格加尔德修道院串成一天的行程。阿拉拉特山的景色在早晨和傍晚最美，有条件的话尽量选这些时

段前往。日落时分阿拉拉特山被染成金色的景象，会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

参观时保持虔敬的心态很重要。霍尔维拉普虽然也是旅游景点，但它仍是一座运转中的修道院，是亚

美尼亚人的圣地。请穿着得体，保持安静，弥撒进行时不要打扰。下地下牢穴时要小心，台阶陡峭且

可能湿滑，务必抓好扶手慢慢走。有幽闭恐惧症的人下去之前要慎重考虑。

离开霍尔维拉普时，许多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圣格列高利的坚忍与信仰、一个民族的戏剧性

改宗、失去的圣山之美与哀愁，全都凝聚在这座小小的修道院中。霍尔维拉普是理解亚美尼亚的一把

钥匙。没有来过这里，很难说真正了解亚美尼亚。

（5）哈格帕特与萨那欣，，中世纪学术的双子灯塔

亚美尼亚北部洛里省的德贝德峡谷（Debed Gorge, �ebed �irch）中坐落着两座伟大的修道院。哈格帕

特（Haghpat, �aghpat）和萨那欣（Sanahin, �anahin）相距不过几公里，却各有独特的历史和特色。这

两座修道院建于10世纪，是中世纪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学术中心，1996年一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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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亚美尼亚建筑的杰作，也是中世纪知识与艺术的宝库。

（哈格帕特修道院）

哈格帕特修道院由巴格拉图尼王朝的阿绍特三世（Ashot III, �shot G）国王之妻霍斯罗瓦努什王后（

Queen Khosrovanush, �osrowanuish tagouhi）于976年建造。哈格帕特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巨墙」（

huge wall, hska pat），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修道院的宏伟结构。传说哈格帕特和萨那欣的建造是一对父子

建筑师之间的竞赛。父亲建了哈格帕特，儿子建了萨那欣。哈格帕特建成后，萨那欣那边的人喊道「

这边的更好」（this one is better, sa aweli law e），于是便有了「萨那欣」这个名字。

哈格帕特深藏于密林之中，弥漫着神秘的气息。通往修道院的路窄而弯曲，两旁是古木（ancient tree,

hin tsaR）和苔藓（moss, mamuR）。穿过村庄，登上山坡，修道院便出现在眼前。古老的石墙和长满苔

藓的屋顶仿佛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走过入口是一片宽阔的庭院，多座建筑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哈格帕特的中心是圣尼尚大教堂（Cathedral of Saint Nshan, ����� ����� ��delays）。这座

教堂建于991年至1001年间，呈十字形平面，顶部是高耸的穹顶。内部庄严而朴素，粗壮的石柱支撑着

天花板。墙上还留有壁画的痕迹，但大部分已在漫长的岁月中消失了。教堂的声学效果极好，即便是

低声耳语，也会在穹顶下被放大。可以想象，中世纪修道士们的圣歌在这里回响时，该是怎样的庄严

景象。

教堂旁边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钟楼（bell tower, �����������）。这座钟楼是亚美尼亚最美

的钟楼之一，四层结构，饰有精致的拱券和雕刻。钟至今仍在敲响，钟声在峡谷中回荡，传向远方。

登上钟楼，可以眺望四周的群山和溪谷。远处的萨那欣修道院依稀可见，两座修道院仿佛在彼此守望。

哈格帕特最独特的建筑是藏书室。这座13世纪的建筑用于保存抄本和书籍，是亚美尼亚现存最古老的

图书馆建筑。厚实的石墙和小窗户将书籍与潮湿和阳光隔绝。室内至今还留有当年书架的痕迹。数百

部珍贵的手抄本曾在这里被制作和保存。

哈格帕特的抄写室是中世纪亚美尼亚学术的中心，许多学者在此求学和著述。

修道院院内立着多块哈奇卡尔。其中最著名的是「救赎十字石」，由雕刻师瓦赫拉姆（Vahram,

������）于1273年创作。这块哈奇卡尔饰有繁复而精细的纹样，中央十字架周围的植物图案与

几何图案浑然一体。它被视为亚美尼亚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学者前来研究。

哈格帕特修道院的食堂建筑也保存完好。这座建筑建于1257年，高挑的天花板和宽敞的大厅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中世纪的修道士们在这里默默进餐，由一人朗读圣经章节或圣徒传记。食堂一侧设有小型

讲台，朗读者就坐在那里。建筑的声学设计使朗读者的声音均匀地传遍整个空间。

距哈格帕特几公里处，就是萨那欣修道院。萨那欣与哈格帕特大致建于同一时期，但学术色彩更浓。

萨那欣学院（Sanahin Academy, �������� ��������）是中世纪教授数学、天文学、哲

学和神学的顶级学府。格里戈尔 马吉斯特罗斯（Grigor Magistros, ������ �delays）、霍汉内斯

萨尔卡瓦格（Hovhannes Sarkavag, �ovhannes �arkavag）等杰出学者曾在此执教。

萨那欣的位置比哈格帕特更为开阔。它靠近村庄，交通便利，周围视野也更加开阔。修道院入口处有

一座古老的石桥，建于12世纪，至今仍在使用。桥的一端有一尊猫的雕刻，引来不少旅行者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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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这只猫是为了纪念建造这座桥的女建筑师。

（萨那欣修道院）

萨那欣的主教堂是圣母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Mother of God, ���ρ� �stvacdacin tachar）。建于

934年至966年间，比哈格帕特的教堂略早，建筑风格相近。内部光线更暗一些，但这反而营造出冥想

般的氛围。祭坛附近保存着一些古老的圣像，部分已有数百年历史。

教堂旁边是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r, ��enaphrkch ekeghetsi）。这座小教堂建于957年，连接

两座教堂的加维特建筑颇具特色。加维特（Gavit, �avit）是教堂的门厅，信徒在礼拜前聚集于此，或

在这里举行重要仪式。萨那欣的加维特宽敞而优美，天花板由复杂的石拱支撑。光线进入的方式经过

精心计算，一天之中，室内的氛围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萨那欣的图书馆建于1063年，比哈格帕特的藏书室更大、更精致。这栋建筑不仅是藏书之所，也是学

习空间。学生们在这里阅读抄本，展开讨论和研究。墙上刻有强调学问重要性的铭文。「智慧是黑暗

中的光，是打破愚昧枷锁的钥匙」这句话，生动地展现了中世纪学者的精神。

萨那欣同样拥有众多哈奇卡尔。其中一些设计独特，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一块哈奇卡尔上刻有天文

符号，证明这里曾进行过天文学研究。另一块上刻有疑似数学公式的符号，让人得以窥见萨那欣学院

的学术水准。

两座修道院都有钟楼，但风格略有不同。哈格帕特的钟楼更加坚固，带有军事要塞的气质；萨那欣的

钟楼则更为优雅、富于装饰性。这正反映了两座修道院的性格差异：哈格帕特更封闭，更像堡垒；萨

那欣更开放，学术气息更浓。

两座修道院之间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它们有时在学术上一较高下，但在危机时刻则彼此援手。

蒙古入侵时期，一座修道院遭到攻击，另一座便提供庇护。抄本也在两院之间交换流通，共享知识。

正是这种合作，使许多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哈格帕特与萨那欣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中世纪亚美尼亚的知识中心。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天

文学家、医生、音乐家汇聚于此，交流学问。一些学者将希腊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文献译成亚美

尼亚语，古代知识由此得到保存和传播。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数百年，古典学术的复兴已经在这里悄

然发生。

两座修道院的抄本本身也是艺术品。抄写员不只是复制文字，而是把每一页都装饰得精美绝伦。页边

绘有动物、植物和几何纹样，重要章节的首字母以金箔装饰。部分抄本中还有描绘当时生活场景的插

图，成为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音乐在两座修道院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设有创作和教授沙拉坎圣歌的音乐学校。一些作曲家创作

了新的旋律，推动了亚美尼亚礼拜音乐的发展。音乐还被用作记忆术。背诵长篇文字时，配合旋律吟

唱，记忆起来更加容易。

哈格帕特与萨那欣的建筑体现了对地震的深刻理解。这一地区位于地震带上，历史上多次遭受强震。

两座修道院却屹立了一千多年。秘密在于柔性结构：石块之间精密契合，但允许微幅移动。地震来临

时，整座建筑略微摇晃却不会坍塌。这与现代抗震设计的原理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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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自然风光同样动人。德贝德河切出深邃的峡谷奔流而下，两岸绿树成荫的山峦高耸。春天，谷

地染上一片翠绿；夏天，凉爽的河风扑面而来。秋天，红叶将峡谷渲染成金色和绯红色；冬天，白雪

覆盖，修道院愈发寂静而神秘。

若想游览两座修道院，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从埃里温出发，要向北行驶约160公里，车程大约两个半小

时。道路翻山越岭，弯弯曲曲，但沿途风景优美，并不沉闷。途经阿拉韦尔迪（Alaverdi, ��averd）

镇，这里曾以铜矿闻名。如今已归于宁静，但苏联时代的工业遗迹随处可见。

哈格帕特与萨那欣相距约10公里，驱车15分钟即可抵达。喜欢徒步的人也可以在两座修道院之间远足。

沿山路步行约两小时可达，途中可欣赏德贝德峡谷的壮丽景色。路线标识清晰，但最好带上向导或地

图。

在两座修道院之间徒步，可以走一条名为「世界遗产步道」（World Heritage Trail）的远足路线。

这条远足路线从萨那欣修道院出发，终点是哈格帕特修道院，全程约11.8公里，耗时约3.5至4小时，属

于中等难度。海拔在830至1040米之间，全程路况清晰可辨。途中还有一条岔路通往建于1233年的卡扬

要塞（Kayan Fortress）。步道沿德贝德河峡谷延伸，途经高耸的悬崖、森林、草地和乡间村落。路上

有亚美尼亚徒步协会设置的白-红-白标志，辨路十分方便。

两座修道院附近有小型咖啡馆和餐厅，可以在那里用午餐。能品尝到当地美食，比如哈什（Khash,

�ash，牛蹄汤）和京加洛夫面饼（Zhingyalov Hats, �ingyalov hats，香草薄饼）。当地居民十分热情，

喜欢讲述关于修道院的故事。有些家庭还提供民宿，可以住上一晚，体验宁静的乡村生活。

哈格帕特也是苏联时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 萨洛扬（William Saroyan, ��ilyam Saroyan）祖先居住的

村庄。他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作家，在许多作品中倾诉对故乡的思念。根据遗嘱，他的骨灰一半葬在亚

美尼亚，一半葬在美国。哈格帕特村有一座纪念他的小型博物馆。

参观两座修道院时，建议留出充足的时间，慢慢游览。每座修道院至少安排两个小时，可以仔细欣赏

建筑，在周围散步，感受这里的氛围。清晨或傍晚前往，游客较少，体验更加宁静。如果星期天上午

到访，还可以参加礼拜。

哈格帕特与萨那欣是艰难年代中坚守学问和艺术的见证。在外敌入侵和迫害之中，这里的修道士们依

然抄写书籍、教导学生、保存知识。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奉献，让亚美尼亚文化存续至今。

想象一下那些修道士的身影吧：在取暖都成问题的严冬，他们就着烛光一笔一笔地抄写书卷。那画面

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他们保存下来的知识，并非只是过去的遗物，而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文明的根

基。哈格帕特与萨那欣提醒着我们，知识有多珍贵，守护它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6）诺拉万克：红色峡谷中镌刻的艺术魂

诺拉万克（Noravank, �oravank）坐落在亚美尼亚南部瓦约茨佐尔省（Vayots Dzor Province, �ayots

Dzori marz）的阿马古峡谷尽头。诺拉万克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新修道院」，但这座修道院其实已有

近千年的历史。修道院与周围赤红色的岩壁交相辉映，被公认为亚美尼亚最美的风景之一。

诺拉万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世纪，但现存建筑大多建于13世纪和14世纪。这一时期，诺拉万克得到了

奥尔贝良家族（Orbelian family, �rbelyan �ntanik）的资助。奥尔贝良家族是休尼克地区的显赫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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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修道院打造成了家族陵寝和文化重镇。家族的主教们安葬于此，大量财产捐赠给了修道院。

从埃里温到诺拉万克，往东南方向约120公里，车程约两小时。末段路沿阿马古峡谷深入。进入峡谷后

，两侧红色悬崖拔地而起，道路越来越窄。这条峡谷经过数百万年水流的切割而成，岩层的红色来自

铁元素的氧化。颜色随光线变幻：早晨是明亮的橙色，正午是鲜艳的红色，傍晚则呈现深沉的紫红。

行至峡谷尽头，视野骤然开阔，诺拉万克赫然出现。黄褐色的修道院以红色悬崖为背景，仿佛自然的

一部分。从停车场到修道院有一段短短的步道，两旁生长着野花和香草。春天，野玫瑰和虞美人沿路

盛开；夏天，百里香和牛至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

修道院院内有三座主要建筑。最古老的是圣卡拉佩特教堂（Saint Karapet Church, �urb Karapet ekeghetsi）

，建于9世纪至10世纪。这座小教堂设计朴素，典型地展现了早期亚美尼亚建筑的特征。内部昏暗狭窄

，但这反而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墙上隐约还能辨出古老壁画的痕迹。

第二座建筑是圣格里高尔教堂（Saint Grigor Church, �urb Grigor ekeghetsi），建于1275年。这座教堂用

作奥尔贝良家族的陵寝，内部安放着家族成员的墓葬。教堂入口上方的门楣上有精美的雕刻，描绘了

基督与彼得、保罗。周围还刻有狮子、鹰、牛等动物，分别象征四位福音书作者。

诺拉万克真正的瑰宝是圣母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Mother of God, �urb Astvatsatsin ekeghetsi）。这座

两层建筑于1339年落成，出自建筑师莫穆克（Momik, �omik）之手。莫穆克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建筑师

兼雕刻家，他把诺拉万克打造成了毕生的巅峰之作。这座教堂在亚美尼亚建筑史上地位独特：两层结

构的教堂本就罕见，从外部楼梯拾级而上的设计更是极具创新性。

一楼用作奥尔贝良家族的陵寝。昏暗的室内排列着墓碑，墙上刻有家族徽章。天花板很低，气氛庄重。

这是一个默想死亡与永恒的空间。

通往二楼的阶梯是这座教堂最令人难忘的特征。狭窄的石阶紧贴建筑外墙垂直而上，两侧全无遮挡，

令人心生畏惧。中世纪时连栏杆都没有，攀登本身就是对信仰的考验。现在虽然加装了简易扶手，登

上去仍然需要勇气。许多访客只是在阶梯下仰望，不敢上去。

鼓起勇气登上阶梯，便到达二楼的礼拜堂。这个小小的空间充满了光。四面都有窗户，阳光倾泻而入

，象征天国。一楼的幽暗与二楼的光明，寓意从死亡到复活、从尘世到天堂的旅程。从这座礼拜堂俯

瞰峡谷，美得令人屏息。

教堂外墙上的雕刻堪称艺术的极致。莫穆克将石头雕琢得如同木材般细腻。入口上方的门楣上，雕刻

着上帝怀抱婴儿耶稣的画面，天使们环绕四周。天使的羽翼、衣褶、面部表情，无不栩栩如生。这是

13世纪亚美尼亚雕刻艺术的巅峰。

建筑的柱子上也刻满了繁复的纹样。葡萄藤、石榴、花朵等植物图案与几何纹样交织在一起。每根柱

子的纹饰都略有不同，逐一细看颇有趣味。莫穆克在这些雕刻中留下了自己的落款：「莫穆克，我虽

为罪人，却蒙神恩完成此作。」措辞谦逊。

修道院院内散布着众多哈奇卡尔，其中许多出自莫穆克之手。他也是哈奇卡尔雕刻的大师，在诺拉万

克至少留下了五件杰作。最著名的一件制作于1308年，中央十字架周围的纹样精细得如同蕾丝。十字

架下方以浅浮雕表现了耶稣受难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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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万克周围的自然风光为修道院增色不少。红色悬崖随光线变幻色彩，日落时分最为壮观。夕阳西

沉时，悬崖仿佛在燃烧，通体赤红，修道院在这片火红的背景前泛着金光。许多摄影师专程来到诺拉

万克，就是为了捕捉这一刻。

峡谷中栖息着各种鸟类。鹰在高空盘旋，燕子在崖壁缝隙里筑巢。春天候鸟归来歌唱，夏夜可以听到

猫头鹰的叫声。山羊、狐狸、野兔也时常出没，运气好的话，还能发现濒危的高加索豹（Caucasian

leopard，��������� ��delays）的踪迹。

诺拉万克附近有一家小咖啡馆，可以歇歇脚。这里能品尝到当地产的葡萄酒和奶酪。瓦约茨佐尔省是

亚美尼亚顶尖的葡萄酒产区之一，用阿雷尼（Areni，�����）葡萄酿造的红酒已获得国际认可。

阿雷尼村里有好几家酒庄，可以参加品酒之旅。

参观诺拉万克的最佳时段是傍晚。游客渐少，阳光变得柔和，峡谷的色彩最为动人。在修道院看一场

日落，是难以忘怀的体验。日落之后天色很快变暗，建议带上头灯或手电筒。峡谷的路上没有路灯，

夜里非常黑。

夏天，诺拉万克会举办音乐节。室内乐演奏或合唱在修道院庭院举行，红色崖壁环绕，形成一座天然

的圆形剧场，在这里听音乐别有一番滋味。乐器的声音在峡谷中回荡，繁星满天的夜空之下，一场音

乐会如同魔法。

诺拉万克规模不大，一到两个小时就能逛完。不要赶路，慢慢待着就好。围绕修道院散散步，坐在岩

石上望着峡谷，在安静中回望自己。这里是旅游景点，也仍然是一处灵性空间。

诺拉万克附近的阿雷尼洞穴（Areni Cave，������ ��������）是世界上发现最古老酿酒

设施的地方。塔特夫修道院也在同一个方向，可以安排一天的行程一起游览。

许多人惊叹于莫穆克的才华。他集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抄写员于一身，诺拉万克是他所有才能的

结晶。红色峡谷中的修道院，是人类创造力与信仰交汇而成的奇迹。自然的壮美与人工艺术的精微在

这里融为一体，这就是诺拉万克。

（7）塞凡纳万克：守护塞凡湖的千年明珠

塞凡纳万克（Sevanavank，����delays）坐落在亚美尼亚最大的湖泊塞凡湖（Lake Sevan，

����delays �delays）畔。修道院建在一座曾经是岛屿的半岛上，以湛蓝的湖面和天空为背景，是

亚美尼亚最具画意的地方之一。塞凡湖位于海拔1900米的高原上，被称为「高加索的明珠」。

塞凡纳万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74年。休尼克公主玛丽亚姆（Princess Mariam，�delaysdelaysdelays）在

此修建了修道院。当时这里是一座离岸的孤岛，只能乘船抵达。正因为这种与世隔绝的位置，对追求

严格修行生活的修士来说，这里是理想之地。犯了过错的神职人员也曾被送到这里忏悔度日。

中世纪时期，塞凡纳万克是重要的精神中心。最多时有300名修士在此生活，修道院设有学校和抄写室。

修道院拥有大片土地和捕鱼权，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塞凡湖盛产鳟鱼，修士们捕鱼充作口粮，一部

分拿去出售。塞凡鳟鱼（Sevan trout，�delaysdelays）至今仍是亚美尼亚的名菜。

20世纪，塞凡纳万克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剧变。1930年代，苏联政府决定为水力发电和灌溉降低塞凡湖

的水位。湖水被大量抽走后，水位急剧下降，原来的岛屿变成了半岛。湖泊面积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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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代起，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如今恢复水位的努力仍在进行中。

从埃里温到塞凡纳万克，向东北方向大约70公里，开车约一小时，路况良好。前往塞凡湖的沿途风景

很美。出了城就开始爬山路，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即使在夏天，塞凡湖也比埃里温凉快将近10度，是

亚美尼亚人热门的避暑去处。

湖面初现时，它的辽阔令人惊叹。塞凡湖面积1240平方公里，比韩国的昭阳湖大得多。晴天时湖水呈

深青绿色，周围群山倒映湖中，如同一幅画。「塞凡」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黑色修道院」，据说是

因为远远望去，修道院显得很暗。

到了塞凡镇，就能看到通往修道院的台阶。大约250级，有些陡，但不算难走。拾级而上回头望去，湖

景越来越开阔壮观。不少人会在中途停下来拍照。因为海拔高，可能会有些气喘，建议慢慢上。

登上台阶，便来到修道院院内。宽阔的平地上矗立着两座教堂，四周环绕着古老的哈奇卡尔。原本有

三座教堂，其中一座在1930年代被毁。留存下来的两座分别是圣使徒教堂（Holy Apostles，�delays

��delaysdelays）和圣母教堂（Holy Mother of God，�delays �delaysdelaysdelays）。

圣使徒教堂是两座中较大的一座，建于9世纪，采用典型的亚美尼亚十字形制，以黑色火山岩砌成。内

部朴素而昏暗，那种静谧的氛围很适合冥想。墙体厚实，窗户狭小，外界的噪音和光线被隔绝在外。

这是为了帮助修士全神贯注地祈祷而做的设计。

圣母教堂略小一些，建造年代与圣使徒教堂相近。两座教堂的建筑风格相似，但装饰细节有所不同。

这座教堂献给圣母玛利亚，内部供有圣母的圣像。许多女性朝圣者来到这里，为孩子的健康和幸福祈

愿。

修道院院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湖景。站在这里可以360度环视整个塞凡湖。北面湖水一望无际，南面

可以看到塞凡镇和远处埃里温的方向。东西两侧，雪山围绕着湖泊。起风时湖面掀起波浪，宛如大海。

修道院周围立着几十块哈奇卡尔，出自不同年代，风格和纹样各异。有的只刻了朴素的十字架，有的

则布满复杂的几何图案。每一块哈奇卡尔背后都有故事：有的纪念战死的勇士，有的纪念捐资修院的

赞助人。

塞凡纳万克不仅是历史遗迹，也是欣赏自然之美的好地方。很多人参观完修道院后会在周围散步。走

到半岛边缘，湖水近在眼前，可以听到波浪的声音。春天野花遍地，夏天绿草如茵，秋天群山染成金

色，冬天湖面结冰，变成银色的世界。

塞凡湖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沿湖有许多海滩和度假村，可以游泳和晒太阳。湖水冷但清澈干净。高山

湖泊即使在夏天水温也只有18度左右，刚下水觉得凉，很快就习惯了。每到周末，很多亚美尼亚人带

着家人来塞凡度过一天。

沿湖有许多餐厅，可以吃到新鲜的塞凡鳟鱼。烤鳟鱼、鳟鱼烤串、鳟鱼汤，做法多样。当地人称之为

「伊什汗（ishkhan，�shdelays）」的塞凡特有鳟鱼，是亚美尼亚的骄傲。遗憾的是，由于过度捕捞和

环境破坏，野生伊什汗几乎灭绝，如今吃到的大多是养殖鳟鱼。

塞凡湖周边还有许多可看的地方。北岸有诺拉图斯（Noratus，�delaysdelays）墓地，这里矗立着数百

块哈奇卡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哈奇卡尔集中地。有些已有千年以上历史，每一块设计都独一无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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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拉图斯，像是在逛一座露天博物馆。

东岸有一座叫海拉万克（Hayravank，�delaysdelays）的小修道院，建于9世纪。它不如塞凡纳万克有名

，但更安静、更宁谧。湖就在旁边，可以听着水声静坐冥想。黄昏时分从这里望去，湖景格外动人。

塞凡湖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各种鸟类在此栖息，鹈鹕和海鸥数量很多。春秋两季有候鸟途经此地

，是观鸟爱好者钟爱的地方。湖中除了鳟鱼还有多种鱼类，允许垂钓的区域可以进行休闲钓鱼。

塞凡地区在冬季运动方面也颇有名气。附近的察赫卡佐尔（Tsaghkadzor，�delaysdelays）滑雪度假村

，冬天可以滑雪和玩单板。坐缆车上到山顶，塞凡湖和周围群山的雪景尽收眼底。

游览塞凡纳万克的最佳时间是5月到10月。夏天天气好，湖景最美，但游客也多。春秋相对清静，9月

天气宜人又人少，是理想的选择。冬天非常冷，风也大，不过冰封湖面的景色自有一种独到的美。

来塞凡记得带保暖的衣物。海拔高，比埃里温冷得多，湖边风又大。夏天傍晚也会变凉，最好带件外

套。塞凡纳万克适合从埃里温当天往返。在塞凡住一晚也不错，能把湖边的日出和日落都看到，夜里

还有满天繁星。塞凡镇和周边有各种住宿，选择范围很广。

离开塞凡纳万克时，把湖与修道院的那份宁静收进心里。碧蓝的湖水、安静的修道院、清冽的空气，

以及群山的恢弘，交织成一种完美的和谐。塞凡纳万克是自然与灵性相遇的地方，也是亚美尼亚之美

的一个缩影。

（8）修道院网络：连接信仰与文化的纽带

亚美尼亚的修道院并非各自独立的宗教场所，而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在灵性、文化和

经济上相互连接，承担着亚美尼亚社会的核心功能。修道院之间交流不断，知识与传统因此得以保存

和传播。

修道院网络的中心是埃奇米亚津（Echmiadzin，�delaysdelays）大教堂。埃奇米亚津是亚美尼亚使徒教

会的总部，卡托利科斯的驻地。所有修道院都承认埃奇米亚津的灵性权威，重大决定须经卡托利科斯

批准。每年主要节日，各修道院的代表会聚集到埃奇米亚津开会，讨论教会事务。

修道院之间存在等级关系。一些大型修道院管辖着若干小修道院。塔特夫修道院监管休尼克省的小修

道院，哈格帕特是北部地区修道院的中枢。这种层级结构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助于合理分配资源。

修士们可以在修道院之间自由移动。年轻修士会到多个修道院求学，拜访不同的老师。有人在一处学

神学，在另一处学哲学，再到别处学音乐。这种流动性让知识和技艺得以传播，各个修道院的长处也

因此被共享。

手抄本的交换是修道院网络的一项重要功能。一座修道院得到珍贵书籍后，其他修道院会派抄写员前

去抄录副本，有时也会直接借阅原本。知识就这样被保存下来并不断扩散。蒙古入侵之类的危机发生

时，珍贵手抄本会被转移到安全的修道院加以保护。

在经济上，修道院之间也彼此协助。丰收的修道院会向歉收的修道院输送粮食。遭受火灾或地震损毁

的修道院，能得到其他修道院的支援来重建。富裕的修道院还为贫困修道院的学生提供资助。正是这

种互助体系，让所有修道院都能存续并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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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是巩固修道院网络的重要因素。信众游走于各修道院之间，追求灵性上的成长。有些人一生中会

进行一次大朝圣，走遍所有主要修道院。朝圣者把一座修道院的故事带到另一座，加强了修道院之间

的联系。朝圣在经济上同样举足轻重，因为朝圣者的捐献和奉献金是修道院运营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外族统治之下，修道院网络的作用尤为关键。亚美尼亚在数百年间并非独立国家，修道院是守护亚

美尼亚认同的精神堡垒。没有政治中心的时候，埃奇米亚津的卡托利科斯事实上充当了亚美尼亚的领

袖。外国统治者也承认这一点，与亚美尼亚社群沟通时，都要和卡托利科斯协商。

作为教育网络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每座修道院都有自己的专长。塔特夫以神学和哲学见长，哈格帕

特和萨纳欣擅长自然科学，格拉佐尔（Gladzor，�delaysdelays）以法学闻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修道院求学，毕业后在全国各地担任教师。这套教育网络使亚美尼亚在中世纪保持了相当高的识字

率。

艺术和建筑技术也通过修道院网络传播。杰出的建筑师或雕刻家会参与多座修道院的建设。莫穆克这

样的大师，不仅在诺拉万克留下了作品，也为其他修道院做过设计。年轻艺术家给大师当助手，在实

践中学习技艺，日后独立创作自己的作品。这种传承制度让亚美尼亚建筑和雕刻的独特风格得以延续

和发展。

音乐传统也借由修道院网络保存了下来。每座修道院都有自己的沙拉坎曲目，但重要的作品会迅速传

播到其他修道院。音乐家巡回各修道院教授新旋律。每年还举办音乐比赛，各修道院的唱诗班同台竞

技。这种交流让亚美尼亚礼仪音乐既保持了统一性，又兼具多样性。

医学知识同样在共享之列。每座修道院都有药草园，修士们研究草药的疗效。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后，

就与其他修道院分享。有些修道院收藏着医学专著，抄写后分发给各地。中世纪亚美尼亚的医学水准

相当高，正得益于这种知识共享。

修道院网络在灾难时期还充当救济体系。战争、饥荒、瘟疫来袭时，未受波及的修道院会立即展开救

助。它们提供食物、药品和住所，收养孤儿。难民在修道院找到临时栖身之处，在重建生计之前一直

得到接济。这张社会安全网帮助亚美尼亚社会一次次挺过危机。

在外交层面，修道院网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外国教会或政治领袖的沟通，主要通过修道院进行。

使节团到访修道院，受到款待，并在此举行会谈。重要文件在修道院里起草和翻译。十字军时代，与

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就是通过修道院来维系的。

修道院网络同时也是一套信息传递系统。某个地区发生重大事件，消息便通过修道士迅速传遍全国。

国王即位、战争爆发、重要人物去世，这些讯息都经由修道院网络送达各地。在邮政系统尚未成形的

年代，这是一种极为高效的沟通方式。

从精神层面看，修道院网络是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的根基。即便在外族统治之下，修道院依然守护着

亚美尼亚的文化和语言。在亚美尼亚语被禁止公开使用的时期，修道院里的礼拜和教学从未中断过亚

美尼亚语。正因如此，历经数百年异族统治，亚美尼亚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独有的身份。

修道院网络的遗产在今天依然鲜活。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修道院正重新焕发生机。年轻人选择修道生

活，修道院学校陆续复办。埃奇米阿津仍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中心，也是全球亚美尼亚离散社群的

精神凝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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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网络绝非过去的遗迹。它展示了共同体、知识共享、互助合作的价值，是一个仍在呼吸的传统。

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分裂、孤立、知识垄断，或许能从亚美尼亚修道院网络的历史中找到启示。

通过协作与共享，让每个社区繁荣，让整个社会变强，中世纪亚美尼亚的修道院早已在实践这套模式。

3. 哈奇卡尔（十字石）：刻在石头上的祈祷，朝向永恒的艺术

哈奇卡尔是亚美尼亚文化中最独特、最动人的表达之一。「哈奇卡尔」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十字石」

，指的是在石板上雕刻十字架和繁复纹饰的石碑。数以千计的哈奇卡尔散布在亚美尼亚各地，每一座

都有独一无二的图案和故事。哈奇卡尔不只是纪念碑，而是信仰、艺术与历史融为一体的文化遗产。

哈奇卡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9世纪。早期形态十分朴素，不过是在平整的石面上刻一个十字架。随着时

间推移，图案渐渐变得复杂而精细。10世纪和11世纪，哈奇卡尔艺术开始绽放；到12世纪和13世纪，达

到巅峰。这一时期的哈奇卡尔装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密浮雕。

哈奇卡尔的基本结构相对固定。长方形石板的中央是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个圆形纹饰，象征太阳

或生命之轮。十字架周围和空白处填满各种图案，最常见的有葡萄藤、石榴、花朵、星形和几何纹样。

每一个元素都承载着象征意义。

十字架自然代表基督受难。亚美尼亚哈奇卡尔上的十字架形态独特：四臂末端逐渐展宽，或装饰成花

瓣形状。这是在强调十字架并非死亡的标志，而是生命与复活的象征。十字架常被表现为生命之树，

枝条上长出叶片和花朵。

葡萄藤是常见的装饰母题。葡萄象征圣餐中的葡萄酒，代表基督的宝血。藤蔓象征教会共同体，每串

葡萄代表一位信徒。石榴象征复活与永生。石榴内部无数的籽粒，也被用来比喻教会众多的成员。

星形和太阳纹饰象征天国与永恒。八角星很常见，因为基督被认为是在星期日，即一周的第八天复活

的，八角星因此代表复活。圆形纹饰表达永恒与圆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圆，象征上帝的无限。

几何图案表现的是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对称而反复的纹样暗示造物的数学之美。学者认为，这些纹样

源自古代亚美尼亚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符号体系。十字架与异教符号相互融合，由此诞生了独具一格的

亚美尼亚基督教艺术。

制作一座哈奇卡尔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高超的技艺。要先挑选合适的石材，多用火山石或石灰岩，既容

易雕刻又经久耐用。把石头打磨平整之后，匠人先勾勒设计草图，再用凿子和锤子小心翼翼地刻出纹

饰。

完成一座哈奇卡尔要花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匠人每天工作数小时，在每一处细节上倾注心血。有些哈

奇卡尔精细得如同蕾丝，让人以为是织物而非石头。要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准，需要数十年的磨练。

哈奇卡尔匠人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名匠的作品价格不菲，富有的赞助人争相委托订制。一些匠人把自

己的名字刻在作品上。例如，季莫泰（Timote, ������）、瓦赫拉姆、莫穆克等名字都曾在哈奇

卡尔上被发现。他们的作品如今被视为博物馆里的珍宝。

哈奇卡尔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最常见的是墓碑。人们为逝者竖立哈奇卡尔，纪念亡者并祈愿灵魂安息。

富裕家族会订制华丽的哈奇卡尔来彰显门第。墓碑上的哈奇卡尔通常刻有铭文，记录死者的姓名、去

世日期，有时还有简短的生平或祈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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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纪念胜利的哈奇卡尔。打了胜仗之后，国王或将领会竖立哈奇卡尔来记录战功。有些用来纪念和

平条约，或标记重大政治事件。这类哈奇卡尔具有珍贵的历史记录价值。

纪念朝圣的哈奇卡尔也很多。完成圣地朝圣的人竖起哈奇卡尔来纪念自己的旅程。有些朝圣者在每一

处到访的圣地都留下一座哈奇卡尔。这些石碑常常充当路标，标示出朝圣路线。

还有纪念捐赠的哈奇卡尔。向教堂或修道院慷慨捐助的人竖立哈奇卡尔，记录自己的善行。这不是炫

耀，也有鼓励他人捐赠的用意。哈奇卡尔上会刻上捐赠者的姓名和捐赠内容。

纪念治愈与神迹的哈奇卡尔同样存在。从疾病中康复或经历过神迹的人，会竖起哈奇卡尔表达感恩。

有些哈奇卡尔专门奉献给某位圣人，人们前来拜访，祈求圣人代祷。

哈奇卡尔被认为不只是石制纪念碑，而是拥有灵性力量的圣物。人们在哈奇卡尔前祈祷、点燃蜡烛、

许下心愿。有些哈奇卡尔据说能显示神迹：病人触摸后便能痊愈，不孕的女性在前面祈祷后便能怀上

孩子。

哈奇卡尔还承载着守护的意义。竖立在村口、桥头、水井旁的哈奇卡尔，被认为能祝福所在之处、抵

御邪恶。有些哈奇卡尔上刻着祈求保护的祷文，比如「上帝啊，请保佑这个村庄和它的居民」。

亚美尼亚各地共有数万座哈奇卡尔。最著名的哈奇卡尔群落是诺拉图斯墓地，这里约有900座哈奇卡尔

，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9世纪。漫步诺拉图斯，就像在亲眼见证哈奇卡尔艺术的演变史：从早期朴素的

设计到晚期繁复的杰作，每个阶段尽收眼底。

格加尔德、哈格帕特、塞凡修道院等地也收藏着大量哈奇卡尔。每座修道院都有独特的风格，专家看

到一座哈奇卡尔就能判断它出自哪个地区。北部地区的哈奇卡尔偏几何化、严谨；南部地区的则更有

机、更自由。

2010年，哈奇卡尔的雕刻工艺及其象征体系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教科

文组织评价哈奇卡尔是「亚美尼亚基督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的独特表达」。这次入选为哈奇卡尔艺术的

保护与传承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

遗憾的是，许多哈奇卡尔在历史进程中遭到毁坏。有的毁于外族入侵，有的被拆作建筑材料。在阿塞

拜疆的纳希切万（Nakhchivan, ��������）地区，数千座亚美尼亚哈奇卡尔被系统性地摧毁。

2005年，阿塞拜疆军队彻底夷平了朱尔法（Jugha, �����）的古代哈奇卡尔墓地。国际社会将此行

为谴责为文化灭绝，但被毁的哈奇卡尔已无法复原。

所幸在亚美尼亚本土，哈奇卡尔艺术依然生生不息。当代匠人学习传统技法，继续制作新的哈奇卡尔。

有人严格遵循传统设计，也有人尝试现代诠释。在埃里温的梯形广场（Cascade, ����delays）等现

代建筑中，哈奇卡尔被用作装饰元素，传统与现代由此交融。

哈奇卡尔制作技艺通过师徒关系代代相传。年轻匠人跟随老师傅学艺数年。起初练习简单纹样，逐步

过渡到复杂设计。要能独立完成一座完整的哈奇卡尔，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哈奇卡尔是亚美尼亚人身份的象征。散居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社区在教堂或纪念馆前竖立哈奇卡尔，

以此维系与故土的联结。20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之际，世界各地都竖起了哈奇卡尔，追悼遇

难者，纪念这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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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卡尔是信仰的表达，是历史的记录，是共同体的记忆。每一座哈奇卡尔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

失去挚爱的悲痛、赢得胜利的喜悦、对上帝的感恩、对未来的期盼。刻在石头上的这些故事，千年之

后依然在向我们诉说。

读懂哈奇卡尔，就是读懂亚美尼亚人的灵魂。像石头一样坚韧，又像花朵一样细腻；在苦难中创造美

，在死亡面前歌颂生命。这一切都凝结在哈奇卡尔之中。当你在亚美尼亚旅行途中遇到一座哈奇卡尔

，请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刻在石头里的千年祈祷，会开口向你说话。

4. 抄本：连接信仰、修行与知识的修道者的劳作

亚美尼亚的抄本传统是世界上最丰厚、最美丽的传统之一。自5世纪亚美尼亚文字创制以来，亚美尼亚

人以极大的热情抄写和装饰书籍。历经千余年积累的数万卷抄本中，约30,000卷保存至今，其中大部分

收藏在埃里温的马坦纳达兰研究所。这些抄本不只是书，而是信仰、艺术与历史共同承载的文化遗产。

抄写手稿是修道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每座修道院都设有抄写室，熟练的抄写员在羊皮纸上一笔一划、

虔诚地书写。完成一部福音书通常要六个月到一年，大部头的书甚至要几年。抄写员从黎明工作到日

落，这不只是劳作，更是祈祷的行为。

光是准备羊皮纸就是一道复杂的工序。先把羊皮或小牛皮浸在石灰水中去除毛发，再晾干、展薄、打

磨表面使之光滑。制作顶级抄本时，一张羊皮纸的准备就要耗费好几个月。一部大型圣经需要数百张

羊皮纸，投入的资源十分惊人。

墨水也是自己制作。黑色墨水用炭粉或烟灰混合胶液制成。红色墨水用于主要标题或重要段落，原料

是朱砂矿物或从植物中提取的染料。金箔用来装饰最重要的字母和插图：把真金研磨成粉，与胶液调

和成金液，小心涂抹上去，干了之后便呈现出闪亮的金色。

抄写员使用芦苇笔或羽毛笔。笔尖被削得锋利，以便画出纤细的线条。这项工作对专注力要求极高。

一个失误就可能毁掉整页，而羊皮纸太珍贵了，不能丢弃。写错了只能小心刮去，重新来过。

抄本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微型插画。微型画师在极小的空间里以惊人的精细度描绘场景。圣经故事、圣

徒生平、历史事件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纸面上。颜料取自矿物、植物和昆虫等天然材料：蓝色来自青

金石，红色来自胭脂虫，黄色来自藏红花。

亚美尼亚微型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人物多正面朝向观者，面部表情平和而带有灵性。透视法不同于

西方绘画，采用等级比例，即重要人物画得更大。背景常常是金色或抽象的，将场景置于超越时空的

永恒之境。

服饰和建筑的细节描绘极为精到。衣服的褶皱、珠宝的闪光、建筑上的装饰，无一不细腻入微。这些

细节对研究当时生活状况的历史学家来说是珍贵的资料：人们穿什么衣服、采用什么建筑样式、使用

什么工具，都能从抄本插画中找到线索。

边框装饰也是艺术的一部分。沿着页面边缘，绘有繁复的植物纹样、动物和几何图案。有些装饰充满

奇幻色彩，鸟、龙、格里芬等神话生物跃然纸上。这些装饰并非纯粹的点缀，而是承载着象征意义。

比如葡萄藤象征教会，孔雀象征复活，狮子象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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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的开篇都配有一幅精心绘制的插画。四位福音书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肖像画工

精细。作者通常被描绘为坐在书桌前书写或冥想的姿态，旁边画着各自的象征：天使、狮子、公牛、

鹰。

重要段落的首字母被放大并华丽装饰，称为装饰大写字母，本身就是一件小型艺术品。字母内部有时

绘有微型场景，有时字母被变形为植物或动物的形态。比如「�」（亚美尼亚语第一个字母）常被画

成鸟的形状，「�」则被画成树的形状。这些装饰大写字母为页面注入视觉节奏，同时起到强调重要

段落的作用。

抄本中常附有题记（colophon, ���delays �delays ）。题记写在抄本末尾，记录这本书是谁、在何时

何地制作的，为谁而作，过程中遭遇了什么困难。有些题记非常私人化，读来令人动容。比如：「我

，瓦赫拉姆，历时三年抄完这部福音书。冬天手冻得握不住笔，夏天酷热难耐。为了保存主的话语，

我忍耐了下来。」

题记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战争、饥荒、瘟疫等事件以抄写员的视角被记录下来。「抄写这本书的那

年，蝗虫铺天盖地，吃光了所有庄稼」「蒙古大军入侵，修道院被烧毁」，这类记载为历史研究提供

了重要线索。

抄写员们常常留下自己的名字，但笔调总是谦卑的。「我是罪孽深重的抄写员格里高尔。此书若有谬

误，皆因我之过失，恳请宽恕。凡读此书者，请为我祈祷。」这样的字句，映射出抄写员们的虔诚与

谦逊。

有些抄本承载着非凡的历史。埃奇米阿津福音书（Etchmiadzin Gospels, ����delays

��������）制作于6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亚美尼亚抄本之一。据传书中保存着钉过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铁钉碎片，被视为亚美尼亚教会最神圣的圣物之一。

穆格尼福音书（Mugni Gospels, ������� ��������）是11世纪的作品，被誉为细密画的

杰作。几乎每一页都有装饰，色彩至今依然鲜艳。这部福音书曾保存在穆格尼（Mugni, ������）

修道院，如今收藏于玛泰纳达兰。

奇里乞亚抄本（Cilician manuscripts, �������� ��������）拥有独特的风格。这些抄本

制作于12世纪至14世纪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因与十字军的接触而受到西欧美术的影响。更写实

的人物描绘、丰富的色彩、动感的构图是它们的鲜明特征。传统的亚美尼亚元素同样保留得很强烈，

展现出东西方文化独特的交融。

医学抄本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别。中世纪亚美尼亚的医生们将希腊、阿拉伯、波斯的医学文献翻译成亚

美尼亚语。这些抄本详细记录了草药图谱、解剖图和治疗方法。部分插图在科学上相当准确，成为植

物学和医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历史著作与编年史也被精美地抄写下来。摩西 霍列纳齐（Movses Khorenatsi, �ovses �orenaци）的『

亚美尼亚史』（History of Armenia, �ayoц �atmutyun）、基拉科斯 甘扎克齐（Kirakos Gandzaketsi,

�irakos �andzakeci）的编年史等作品被反复抄写。每个抄本因时代和地点不同，呈现出各异的插画风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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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同样被抄录保存。格雷戈尔 纳雷卡齐的『祈祷之书』、弗里克（Frik, �rik）的诗作、涅尔谢

斯 施诺尔哈利（Nerses Shnorhali, ���ses �norhali）的赞美诗，都被精心抄写和装饰。这些抄本不仅

保存了文学作品本身，也推动了亚美尼亚语的发展。

音乐抄本属于一个特殊的范畴。沙拉坎和其他礼拜音乐以独特的记谱法被记录下来。亚美尼亚人开发

了自己的音乐记谱系统，叫作「哈兹」（khaz, �az）。小符号标注在文字上方，用来标示旋律的走向。

这套记谱法的读法一度失传，20世纪学者们重新破解，使得复原古代亚美尼亚音乐成为可能。

抄本的制作是一项集体劳动。抄写员书写文本，细密画师绘制插图，装饰师负责边框和大写字母的装

饰，装订师完成最终的成书。每位专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最高水准的技艺。大型项目需要多人协作

，有时历时数年才能完成。

装订本身也是一门艺术。完成的页面贴合在木板上，再用皮革或织物包裹制成封面。为富有的赞助人

制作的抄本，封面饰以象牙、金属和宝石，极尽华丽。有些封面上雕刻着圣经场景的浮雕，再以金箔

和珐琅装饰。这样的封面本身就是艺术品，在博物馆里会被单独陈列。

抄本极其珍贵，因而受到特别保护。修道院图书馆采用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有些抄本上写着这样

的警告：「偷窃此书者，必受上帝审判。」战争或外敌入侵时，最珍贵的抄本会被藏匿起来，或转移

到安全的地方。

许多抄本在历史长河中散佚了。火灾、劫掠、蓄意破坏，令数万卷抄本永远消失。蒙古入侵时，格拉

扎尔大学的图书馆被焚毁，数千卷抄本化为灰烬。1915年大屠杀期间也有大量抄本遭到毁坏。每一卷

失落的抄本，都是知识与艺术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幸，大量抄本存留了下来。目前玛泰纳达兰收藏着约17000卷抄本，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抄本收

藏之一。玛泰纳达兰不只是博物馆，也是研究机构。学者们持续对抄本进行研究、保存修复和数字化

工作。

得益于数字化项目，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线浏览许多亚美尼亚抄本。通过高分辨率图像，连细密画的

细节都能放大观看。这让全世界的学者得以研究亚美尼亚抄本，也为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做出了贡献。

位于首都埃里温的玛泰纳达兰建筑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这座建筑于1957年落成，采用苏联古典主义

风格设计，同时融入了亚美尼亚传统元素。入口处矗立着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的雕像，周围排列着亚美

尼亚历史上伟大学者和作家的雕塑。拾级而上的过程，本身就像一趟回溯亚美尼亚知识史的旅程。玛

泰纳达兰位于埃里温市中心，地址是马什托茨大街（Mesrop Mashtots Avenue）53号，坐落在这条大街

尽头的山丘之上。周二至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开放，周日和周一闭馆。从埃里温市中心沿马什托茨

大街向北步行即可抵达，建筑前方有一座亚美尼亚文字创制者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的大型雕像，非常好

找。

玛泰纳达兰博物馆陈列着最精美的抄本。参观者可以亲眼看到超过千年历史的书页。色彩依旧鲜明，

金箔闪烁生辉，令人不由得惊叹。现代书籍几十年就褪色，而以天然颜料制作的中世纪抄本，历经千

年仍保持着它们的美。

位于埃里温市中心的玛泰纳达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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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还展出了最小和最大的抄本。最小的只有拇指大小，不用放大镜根本无法辨读上面的字。这么小

的书，大概是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的。最大的抄本重达28公斤，只能放在祭坛上阅读。翻一页就需要

两个人合力。

抄本艺术在今天仍有一些艺术家在学习和实践传统技艺。他们在羊皮纸上用天然墨水书写，以传统细

密画技法绘制插图。这些人让传统保持着生命力，并将技艺传授给新一代。

当代亚美尼亚艺术家从传统细密画中汲取灵感，创作新的作品。在绘画、平面设计、插画领域，他们

重新诠释传统细密画的色彩、构图和象征。这说明传统并没有被封锁在博物馆里，而是作为当代文化

的一部分，继续鲜活地呼吸着。

抄本对亚美尼亚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书不只是信息载体，而是神圣之物。对抄本的尊崇延续到了今天

，体现为亚美尼亚高企的识字率和浓厚的阅读文化。按人口比例计算，亚美尼亚是世界上书店和图书

馆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每年十月第一个星期六是纪念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的日子。玛泰纳达兰会举办特别展览和活动，学生们

前来参观，学习抄本的历史。这一天，人们表达对创造了亚美尼亚语和文字的马什托茨的感恩，也表

达对文字所孕育的精美抄本的自豪。

抄本传统是亚美尼亚在外族统治下依然能保持自身认同的秘密之一。即便没有独立国家的年代，修道

院里的抄写员们仍在用亚美尼亚语制作书籍。每一卷抄本都是一份宣言：「我们还在这里，我们的语

言和文化还活着。」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比刀剑和枪炮更有力量。

参观玛泰纳达兰不只是一次博物馆之行，更像是一场朝圣。亚美尼亚人带着孩子前来，让他们亲眼看

看祖先留下的遗产。「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祖先贫穷、遭受迫害，却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美的书。」

这种自豪感代代相传，成为亚美尼亚认同的核心。

抄本与细密画艺术展示了人类精神的胜利。在战争、贫困、迫害之中，人们依然创造着美。一边为生

存而挣扎，一边仍为艺术腾出时间。这才是亚美尼亚抄本真正的意义所在。它们不只是古老而美丽的

书，而是对人类不屈意志和灵魂之美的见证。

强烈推荐您到玛泰纳达兰走一趟。花两三个小时浏览这座令人惊叹的收藏吧。看着千年前的修士在烛

光下一笔一画绘就的细密画，您会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结。那位修士从未想过会有您来看这幅画

，然而他的作品跨越千年，打动了您的心。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抄本的魔力。

亚美尼亚中世纪的荣光浓缩在修道院、哈奇卡尔和抄本之中。三者既是信仰的表达，也是民族认同的

表达。巴格拉图尼王朝繁盛期形成的这一文化传统，在王朝覆灭之后依然存续，成为亚美尼亚人熬过

最黑暗岁月的力量。

深藏山中的修道院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知识的堡垒。外部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候，修道院内部仍在安

静地抄写书籍、教导学生、雕刻哈奇卡尔。这份沉静的奉献，守护了亚美尼亚文化。

刻在石头上的哈奇卡尔，是朝向永恒的祈祷。人的生命短暂，但刻入石头的十字架能屹立千年。每一

座哈奇卡尔都是一个曾经自成宇宙的个体发出的呼喊：「我曾在此，我曾信仰，我曾爱过。」也是一

份宣言：「我们曾在此，我们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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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们身无长物，但他们制作的书比国王的珍宝更珍贵。以精致细密画装饰的抄本，展现了灵魂的丰

盈。外来的敌人可以夺走土地、掠走财产，却无法夺走羊皮纸上的文字和细密画中蕴含的美。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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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国夹缝中的生存故事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奥斯曼与波斯，，沦为帝国角力场的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的土地，一直是强国之间的角力场。从16世纪到19世纪，亚美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

法维王朝）之间被反复瓜分、再瓜分，命运始终不由自己掌握。这一时期的亚美尼亚人，不得不在两

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夹缝中拼尽全力求存。

奥斯曼帝国从14世纪后期开始急速扩张。掌控了安纳托利亚半岛之后，帝国向东拓展疆域，进入了亚

美尼亚高原地带。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后，奥斯曼帝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奥斯曼苏丹们认定，要牵制东方的波斯、确保贸易通道，就必须拿下亚美尼亚地区。

与此同时，波斯在1501年迎来了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一个新的强大国家诞生了。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

伊斯兰定为国教，复兴波斯传统，同时不断扩张领土。萨法维王朝的沙赫（国王）在向西拓展的过程

中，自然将目光投向了亚美尼亚。原因很明确：亚美尼亚拥有肥沃的农田，又是重要贸易通道经过的

战略要地。

1514年的查尔迪兰战役，成为决定亚美尼亚命运的关键事件。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与萨法维王

朝的沙赫伊斯玛仪一世，在伊朗西北部的查尔迪兰平原正面交锋。奥斯曼帝国凭借从欧洲引进的火炮

和火枪武装起来的耶尼切里部队取得了胜利。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亚美尼亚西部归入奥斯曼帝国版图

，东部则落入波斯的势力范围。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两个帝国围绕亚美尼亚持续交战。1555年的阿马西亚条约带来了短暂的和平，

但没能维持多久。根据这一条约，亚美尼亚被正式一分为二。西部亚美尼亚归奥斯曼帝国，东部亚美

尼亚归波斯。埃里温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波斯领土，埃尔祖鲁姆和凡湖地区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17世纪初，战争再度爆发。从1603年到1618年持续的奥斯曼-萨法维战争，将亚美尼亚的大地化为焦土。

波斯的沙赫阿拔斯一世采取了一项政策：每当奥斯曼军队入侵，就将亚美尼亚人强制迁移到波斯内陆。

仅1604年至1605年间，就有约30万亚美尼亚人被强制迁徙。他们被安置到伊斯法罕附近新建的城市，，

新朱尔法。

这种强制迁移政策背后有着明确的战略考量。

沙赫阿拔斯一世实施焦土战术，确保奥斯曼军队即使占领了亚美尼亚，也无法获得粮食和人力。

同时，他也想把亚美尼亚人的商业才能和技术用于波斯的经济发展。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人确实在波

斯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主导了与印度、俄罗斯、欧洲的贸易往来，经手丝绸、香料和

贵金属。

1639年的席林堡条约（祖哈布条约）重新划定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之间的边界。这条约确定的边界线

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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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被彻底分成了两半。西部亚美尼亚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生活，东部亚美尼亚人则成为波

斯的臣民。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生活在米利特制度之下。米利特意为宗教共同体，奥斯曼帝国按照宗

教将基督徒、犹太人等非穆斯林群体分别组织，允许其自治。

亚美尼亚米利特由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宗主教领导。亚美尼亚人需要缴纳吉兹亚税，不能服兵役，

法律地位低于穆斯林。宗教自由得到承认，他们可以经营自己的学校和教堂。

君士坦丁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亚美尼亚社区。他们在商业、金融和手工业领域表现出色。亚美尼亚商

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伊兹密尔、阿勒颇这样的贸易城市，亚美尼亚商人

充当了欧洲商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中间人。有些亚美尼亚人甚至在苏丹宫廷担任银行家或财务顾问。

西部亚美尼亚农村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日子要艰难得多。他们遭受库尔德族和突厥族地主的盘剥，得

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山区，库尔德部落首领掌握着实际权力。亚美尼亚农民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非法征

收，有时还成为暴力和劫掠的受害者。奥斯曼政府既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

波斯统治下东部亚美尼亚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萨法维王朝承认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信仰，但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亚美尼亚人要缴纳吉兹亚税，

出任公职也受到限制。在商业领域，他们倒是享有相当的自由。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十分繁荣。

他们从沙赫那里获得了贸易垄断权，建立起连接印度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进入18世纪，波斯陷入了混乱。1722年阿富汗人入侵，萨法维王朝覆灭，多个势力争夺波斯的统治权。

在这个过程中，东部亚美尼亚更加凋敝。阿富汗人、奥斯曼军队、波斯的各路军阀轮番劫掠亚美尼亚

的土地。大量亚美尼亚人在战争和饥荒中丧生。

1736年，纳迪尔沙赫重新统一波斯、夺取政权。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张领土，但以暴政著称。在纳

迪尔沙赫治下，亚美尼亚人承受着繁重的税赋和强制征兵。1747年纳迪尔沙赫遇刺身亡后，波斯再次

陷入动荡，这也为俄罗斯推行南下政策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亚美尼亚人为求生存运用了各种策略。有人选择与统治者合作，谋求经济利益；有人逃入

山区，维持半自治的社区生活。亚美尼亚教会在守护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修道院成为亚美

尼亚文化和学术的堡垒，保存手抄本，承担教育职能。

被奥斯曼与波斯瓜分的亚美尼亚，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只能在两个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下艰难度日。

即便如此，亚美尼亚人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认同和文化。商业网络遍及全球，散居各地的侨民社区彼此

相连。这些网络和认同，为后来民族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 俄罗斯帝国，，新统治者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成为亚美尼亚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俄罗斯向黑海与里海之

间的高加索地区扩展势力，与波斯及奥斯曼帝国发生碰撞。亚美尼亚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沦为强国角力

的战场，但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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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进入高加索，始于彼得大帝时代。彼得大帝于1722年发动波斯远征，占领了里海西岸。虽然他

的继任者后来归还了这些地区，但俄罗斯的南下政策并未停止。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罗斯开始与

格鲁吉亚建立密切关系。格鲁吉亚的基督教王国正承受着伊斯兰势力的压迫，渴望得到俄罗斯的保护。

1801年，俄罗斯吞并了东格鲁吉亚。这是俄罗斯全面进入南高加索的信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心完

全掌控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判断这一地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控制了高加索，就能牵制奥斯曼帝国和

波斯，也能打通通往中亚和印度的道路。

1804年，俄罗斯与波斯之间爆发战争。战争持续了9年，于1813年以古利斯坦条约告终。根据这一条约

，俄罗斯获得了如今阿塞拜疆的大部分领土。东部亚美尼亚仍留在波斯版图内。包括埃里温和纳希切

万在内的地区，依然处于波斯统治之下。

亚美尼亚人开始将俄罗斯视为解放者。俄罗斯是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人认为俄罗斯的统治比奥斯曼

帝国或波斯的伊斯兰统治要好。一些亚美尼亚领袖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协助俄罗斯征服高加索。埃奇

米阿津的亚美尼亚教会领袖也支持俄罗斯。他们相信在俄罗斯的庇护下，能够得到宗教自由和安全保

障。

1826年，俄罗斯与波斯之间再次开战。波斯的法特赫 阿里沙赫意图夺回古利斯坦条约中失去的领土。

俄罗斯军队压倒了波斯军。由伊万 帕斯科维奇将军率领的俄军迅速推进，攻占了埃里温和大不里士。

1828年签订的土库曼恰伊条约结束了战争，这一条约为亚美尼亚历史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根据土库曼恰伊条约，包括埃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在内的东部亚美尼亚并入了俄罗斯帝国。阿拉

斯河成为俄罗斯与波斯的边界。至此，亚美尼亚被分属三个帝国。西部亚美尼亚属于奥斯曼帝国，东

部亚美尼亚属于俄罗斯帝国，部分南部地区仍归波斯所有。

俄罗斯将东部亚美尼亚编为亚美尼亚省。埃里温成为中心城市，俄罗斯行政体系随之引入。俄罗斯政

府为增加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口，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土库曼恰伊条约中包含了一项条款：允许波斯

领土上的亚美尼亚人迁入俄罗斯。从1828年到1830年间，约5万名亚美尼亚人从波斯迁入俄罗斯领土。

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也有大量亚美尼亚人迁入俄罗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之后，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

，俄罗斯获得了黑海东部海岸，亚美尼亚人也在这一地区定居。俄罗斯政府视亚美尼亚人为可信赖的

居民。他们是基督徒，在商业和行政领域能力出众，而且愿意配合俄罗斯对高加索的统治。

在俄罗斯治下，亚美尼亚人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成为仅次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受认

可宗教。埃奇米阿津的卡托利科斯被承认为俄罗斯帝国境内所有亚美尼亚人的精神领袖。亚美尼亚人

可以经营自己的学校，用亚美尼亚语接受教育。出版自由也得到了相对保障，亚美尼亚语的报纸和书

籍陆续出版。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中间掀起了一场文化觉醒。这一时期被称为亚美尼亚文艺复兴。

作家、诗人、学者纷纷研究亚美尼亚文化和历史，创作新的作品。哈奇图尔 阿博维扬被誉为近代亚美

尼亚文学之父。他不用古典亚美尼亚语，而是用现代口语体亚美尼亚语写小说。他的作品《亚美尼亚

的伤痕》是一部以波斯与俄罗斯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米卡埃尔 纳尔班迪安、拉法埃尔 帕图尼安、佩特罗斯 杜里安等作家也十分活跃。他们重新审视亚美尼

亚的历史和传统，创作激发民族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承载着政治和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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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亚美尼亚人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呼吁走向近代化。

第比利斯成为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文化的中心。这座城市拥有庞大的亚美尼亚社区，亚美尼亚语学校、

剧院、出版社蓬勃发展。亚美尼亚人在第比利斯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亚美尼亚

商人和企业家在石油、采矿、贸易领域积累了大量财富。

19世纪后期，巴库的石油工业迅速崛起，许多亚美尼亚人向这一产业投入了资金。曼塔绍夫家族、古

卡索夫家族、利亚诺佐夫家族等亚美尼亚石油巨头相继出现。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将其中一部分

用于亚美尼亚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振兴。在他们的捐资下，学校、图书馆、剧院纷纷建立。

俄罗斯帝国的近代化也波及了高加索地区。铁路修建起来，电报线路铺设完成，近代行政体系得以引

入。1883年巴统-巴库铁路通车，埃里温也被纳入了铁路网。这带来了经济发展和交流的增加。亚美尼

亚人积极参与了这一近代化进程。

不过，俄罗斯的统治并非始终都是好事。19世纪后期，俄罗斯加强了俄罗斯化政策。在亚历山大三世

和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政府限制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强制推行俄语和俄罗斯东正教。1885年，俄

罗斯政府关闭了亚美尼亚教会学校或将其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亚美尼亚语教育受到限制，俄语成为必

修教学语言。

1903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没收亚美尼亚教会财产的敕令。这引发了亚美尼亚

人的强烈反抗。亚美尼亚教会不仅是宗教机构，更是民族认同的象征，也是运营学校和慈善事业的社

会机构。亚美尼亚人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有些人甚至不惜武装抵抗。

亚美尼亚革命运动也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年轻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

1887年，以赫里斯托弗 米卡埃利安为核心，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们也受到了俄罗斯革命运

动的影响。亚美尼亚人还积极参与了整个俄罗斯帝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加入了社会革命党或

社会民主工党。

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高加索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亚美尼亚人也参与了革命，要求政治自由和民族权

利。与此同时，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鞑靼）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也愈演愈烈。1905-1906年间，巴库

和其他高加索城市发生了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流血冲突。经济竞争、宗教差异、俄罗斯当

局的分化政策，种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

20世纪初，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他们享受到了俄罗斯帝国近代化和

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许多亚美尼亚人受过教育、生活富裕，形成了城市中产阶层。另一方面，他们

对俄罗斯的压制政策和民族歧视心怀不满。他们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渐渐开始梦想实现民族自决。

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为亚美尼亚带来了现代性，但也制造了新的冲突与问题。这段经历让亚美尼亚人对

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有了切身的理解，日后成为他们建立独立国家的根基。

3. 民族运动的萌芽：通往自由的独立之梦

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欧洲的希腊、意大利、德国相继建成民族国家，巴尔干半岛的多

个民族也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这股时代潮流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

西部亚美尼亚人，开始为争取自身权利与安全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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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大体上被视为忠顺的臣民，被称作「可信赖的米利特」。

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积极配合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帝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许多亚美尼亚人在帝国的行政部门、外交部门和财政部门任职。亚美尼亚建筑师、医生、银行家、企

业家在君士坦丁堡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839年，苏丹阿卜杜勒 迈吉德一世颁布了坦志麦特（意为「重新编制」）改革法令，承诺奥斯曼帝国

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歧视，不论宗教信仰给予所有人同等权

利。1856年又颁布了更为全面的改革敕令。从理论上说，亚美尼亚人可以服兵役、出任公职，在法庭

上也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作证权。

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东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农村地区，这些改革几乎没有落地。库尔德部落首

领和土耳其官僚依旧盘剥亚美尼亚人。在土地纠纷、税收征缴、司法执行等方面，亚美尼亚人遭受着

不公正的对待。库尔德人的劫掠和暴力从未停歇，奥斯曼政府对此要么无力阻止，要么根本不想阻止。

从1860年代起，亚美尼亚人内部开始觉醒和组织化。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成立了国民议会

，讨论本族群的问题。他们推动教育改革，创办现代学校。亚美尼亚语报刊杂志纷纷创刊，文学与艺

术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呼吁亚美尼亚人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通过教育和现代化谋求进

步。

渐渐地，一些亚美尼亚人意识到仅靠改良和启蒙远远不够。奥斯曼政府迟迟不兑现改革承诺，亚美尼

亚人的苦难有增无减，采取更积极手段的呼声日益高涨。进入1870年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正式

拉开帷幕。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给亚美尼亚人带来了希望，也带

来了失望。《圣斯特凡诺条约》中有一条规定：由俄国监督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区的改革。到了《柏林

条约》，这一条款被弱化，改为欧洲列强共同监督。这不过是一纸空文，缺乏任何实质约束力。

对国际社会的冷漠和奥斯曼帝国的镇压深感绝望，一部分亚美尼亚人选择了武装斗争。1880年代和1890

年代，多个亚美尼亚革命组织相继成立。1887年，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后称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即

达什纳克党）在日内瓦创建。该组织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试图通过武装斗争为亚美尼亚人

争取权利。

1890年，赫里斯托福尔 米卡埃利安创立的社会民主洪恰克党（意为「钟声党」）开始活动。他们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主张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发动革命以争取亚美尼亚自治。他们向东安纳托利亚走私武器、

组织亚美尼亚农民，有时还对奥斯曼官员发动袭击。

1890年代中期，东安纳托利亚爆发了大规模屠杀。1894年至1896年间，约十万到三十万亚美尼亚人遇害。

这场屠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苏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二世以镇压亚美尼亚革命运动为名，批准了暴

力镇压行动。由库尔德非正规骑兵组成的哈米迪耶部队被编入建制，对亚美尼亚村庄发动袭击。

欧洲列强谴责了这场屠杀，却没有采取实质行动。英国、法国、俄国各有自己的利益盘算，不愿对奥

斯曼帝国施加真正的压力。国际社会的袖手旁观，让亚美尼亚人产生了深重的被背叛感。这一时期的

屠杀，是二十世纪初更大悲剧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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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爆发，奥斯曼帝国迎来了短暂的希望。青年土耳其党结束了苏丹的专制统治

，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他们打出「奥斯曼主义」的旗号，宣称帝国各民族可以平等共存。亚美尼亚人

欢迎这场革命，与青年土耳其党展开合作。达什纳克党也与青年土耳其党结成了同盟。

希望转瞬即逝。1909年阿达纳再次爆发大规模屠杀，约两万到三万亚美尼亚人遇害。青年土耳其党政

府未能有效制止这场屠杀。更令人忧虑的是，青年土耳其党逐渐转向土耳其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被

抛弃，土耳其化政策开始推行。非土耳其裔群体，尤其是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日益成为猜疑与敌视

的对象。

1912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惨败，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青年土耳其党强硬派主张必须强化

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挽救帝国。恩维尔帕夏、塔拉特帕夏、杰马尔帕夏组成的三头政治登上舞台，他

们以更大的力度推行土耳其化政策。

与此同时，俄国领土上的亚美尼亚人也在政治上觉醒。达什纳克党在俄属高加索地区同样活跃，走的

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路线。与洪恰克党不同，达什纳克党逐步转向温和路线，参与合法的

政治活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达什纳克党积极投身其中，还在杜马（俄国议会）选举中推出了候

选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美尼亚人再度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参战。俄

国与奥斯曼帝国成为敌国，亚美尼亚人夹在中间。奥斯曼政府将亚美尼亚人视为潜在的叛国者。俄军

中有亚美尼亚志愿兵的事实，更加剧了这种猜疑。

1915年春，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发动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这是二十世纪第一场种族灭绝，对亚

美尼亚民族而言是一场灭顶之灾。约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或在驱逐途中死亡。延续数千年的

西部亚美尼亚人社区，事实上从此消亡。

幸存的亚美尼亚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逃往俄属高加索，一部分前往中东的法国和英国委任统治

区，还有一部分移居欧洲和美国。他们向世界讲述种族灭绝的惨剧，要求伸张正义。在战争的混乱中

，国际社会的反应微乎其微。对东部亚美尼亚人来说，新的机遇出现了。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

政权，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1918年5月28日，亚美尼亚人终于宣布独立，建立了亚美尼亚第一

共和国。这个国家又小又穷，满目疮痍，却是六个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亚美尼亚民族运动，从启蒙与组织化起步，经历武装斗争，最终走向独立。

这条路浸透了巨大的牺牲与苦难，但亚美尼亚人从未放弃对自身身份认同和独立的追求。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60

第6章 二十世纪的悲剧与重生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无法忘却的种族灭绝

1915年，是亚美尼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境内亚美尼亚人发动了有组织、有预谋

的屠杀。这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称之为「��� ��delays」（大灾

难，Mets Yeghern）。多达15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或在强制驱逐途中死亡。延续数千年的安纳托利

亚亚美尼亚社区，就此消亡。

要理解大屠杀的背景，必须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夏天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及

奥匈帝国结盟。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尤其是恩维尔帕夏、塔拉特帕夏和杰马尔帕夏组成的青年土

耳其党三头执政，为了挽救帝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他们举起泛突厥主义的旗号，主张把从中亚到

安纳托利亚所有突厥语系民族统合为一。

1914年冬天，恩维尔帕夏在高加索前线对俄国发动攻势。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惨败，超过9

万名士兵战死或冻死。恩维尔帕夏把败仗的责任推到亚美尼亚人头上，声称亚美尼亚人与俄军勾结，

背叛了奥斯曼帝国。确实有一部分亚美尼亚人参加了俄军志愿兵团，但绝大多数奥斯曼境内的亚美尼

亚人是忠诚的帝国臣民。许多亚美尼亚人当时正在奥斯曼军队服役。

1915年4月24日，约25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作家、医生、律师和政治人物在君士坦丁堡被捕。他们是

首都亚美尼亚社区的精英领袖，其中大多数人此后被杀害。今天，亚美尼亚人将4月24日定为大屠杀纪

念日。这次逮捕，成了全国性屠杀的信号。

奥斯曼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命令。表面上打着「战争需要」和「安全理由」的幌子，实际上意在

消灭亚美尼亚人。5月27日，塔拉特帕夏颁布了「临时驱逐法」，规定政府可以「叛国行为或间谍活动」

为由强制迁移居民。这实质上是针对全体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令。

驱逐从东部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村庄开始。奥斯曼宪兵和一支被称为「特殊组织」（Te�kil�t-�

Mahsusa）的准军事力量包围了村庄。亚美尼亚人只得到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财产大多

被抛下，或被迫贱卖。房屋、土地、店铺、牲畜，全部失去。

男性被与妇女和儿童分开。青壮年男子大多被拉到村外立即处决，，枪杀、刀刺，或者被推下悬崖。

一些人被捆绑在一起扔进河里。奥斯曼政府的意图很明确：先除掉亚美尼亚男性，消灭反抗的可能，

让妇女和儿童陷入无助。

妇女、儿童和老人被赶上强制行军的路。他们被命令步行前往叙利亚沙漠中的代尔祖尔。那是一段长

达数百公里的死亡行军。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医疗。酷暑之下，人们精疲力竭、饥肠辘辘。许多

人在行军途中倒下死去。倒下的人要么被丢弃，要么当场被杀。

行进中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匪徒的袭击。宪兵们对此不加阻拦，有时反而纵容鼓励。

妇女和少女被绑架、强暴。许多女性被强行卖给穆斯林家庭，或被掳入后宫。年幼的女孩被土耳其人

或库尔德人家庭收养，被迫皈依伊斯兰教。这不只是肉体上的杀戮，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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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满是尸体。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被扔进河中，有的是活着扔下去的，有的是先

杀后弃。河水被染红，据说下游城镇的居民已无法使用河水。历史学家们记录下了这些证言。

少数幸存者抵达代尔祖尔地区后，被送往沙漠中的集中营。那里也不是安全的避难所。营地没有食物、

饮水和遮蔽处。人们在沙漠的烈日下慢慢死去。1916年，残存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有组织的屠杀。杰马

尔帕夏下令清除代尔祖尔所有的亚美尼亚人。

屠杀使用了各种手段：枪杀、刀杀、溺毙、焚烧、下毒、饥饿致死。一些地方，亚美尼亚人被关进教

堂或谷仓活活烧死。儿童被摔在岩石上，或被活埋。有报告记载了剖开孕妇腹部的暴行。这是一场蓄

意灭绝一个民族的计划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馆（Armenian Genocide Memorial Complex）位

于埃里温市区西南方的齐策尔纳卡贝尔德山丘（Tsitsernakaberd, �������������）上，地

址为8 Tsitsernakaberd Highway, Yerevan 0028, Armenia。）

留在奥斯曼帝国的外国人目睹并记录了这场惨剧。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官、美国传教士、记者留下了

大量报告、书信和日记。德国大使汉斯 冯 万根海姆及其继任者保罗 冯 沃尔夫-梅特涅希多次向柏林发

送报告。美国大使亨利 摩根索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这场屠杀。他记录了与塔拉特帕夏的谈话，写道

自己由此确认奥斯曼政府是蓄意消灭亚美尼亚人的。

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亚美尼亚人开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传教士

们竭尽所能营救亚美尼亚人，，建立孤儿院藏匿儿童，提供医疗救助，并将惨状传达给全世界。他们

的证词后来成为证实大屠杀的关键证据。

一位名叫约翰内斯 莱普修斯的德国牧师访问奥斯曼帝国后，出版了一本记录亚美尼亚人苦难的著作。

他敦促德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制止屠杀。但德国支持自己的战时盟友奥斯曼帝国，未采取有效

措施。在战争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干预十分有限。

奥斯曼帝国内部也有反对屠杀的人。一些土耳其官员和地方长官拒绝执行驱逐令，或设法拖延。他们

认为这种行为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但这些人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一些库尔德人和

土耳其人出于个人良知，私下藏匿或帮助亚美尼亚邻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住了人性。

1918年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战败，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出逃。新的奥斯曼政府开设了战犯审判。

1919年君士坦丁堡举行军事审判，部分官员被判有罪。塔拉特帕夏、恩维尔帕夏和杰马尔帕夏在缺席

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但他们早已逃往国外。

亚美尼亚人决定自己伸张正义。一项代号「复仇女神行动」的秘密计划付诸实施。亚美尼亚革命联盟

（达什纳克党）成员追踪并刺杀了大屠杀的主要罪犯。1921年，所罗门 特赫利里安在柏林击毙了塔拉

特帕夏。在随后的德国法庭审判中，特赫利里安被判无罪。审判过程让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真相公之于

世。

但国际正义并未实现。1923年《洛桑条约》使土耳其共和国获得国际承认，战犯追诉实际上不了了之。

土耳其新领导人穆斯塔法 凯末尔 阿塔图尔克虽然与青年土耳其党保持距离，却并未承认大屠杀的责任。

此后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坚持否认大屠杀的立场。

幸存者散落到世界各地。大批亚美尼亚人逃往俄国，一部分前往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地区。

法国在其叙利亚和黎巴嫩委任统治区接纳了亚美尼亚难民，贝鲁特和阿勒颇形成了大型亚美尼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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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亚美尼亚人去了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部分移居法国、美国和阿根廷。

亚美尼亚侨民社区致力于保存大屠杀的记忆，并将真相传播给全世界。幸存者的证言被收集和记录下

来。亚美尼亚人将4月24日定为纪念日，每年悼念遇难者。他们为争取土耳其政府承认大屠杀、国际社

会正式认定而不懈抗争。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问题，而是关于正义和真相的问题。

二十世纪后半叶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1965年乌拉圭率先承认，

此后众多国家跟进。欧洲议会、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阿根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

兰等均予以承认。美国在2019年由参众两院通过决议，2021年拜登总统正式承认了大屠杀。

土耳其至今不承认这是种族灭绝。土耳其政府主张，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是战争混乱中的悲剧，双方都

有伤亡。土耳其强烈反对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并向承认国施加外交压力。这种否认政策，对亚美

尼亚人来说是持续不断的痛。

埃里温的齐策尔纳卡贝尔德山丘上矗立着大屠杀纪念馆。馆内燃烧着永恒之火，墙壁上刻着遇难者的

名字。博物馆陈列着幸存者的证言、照片和文献。每年4月24日，数十万亚美尼亚人来到这里悼念遇难

者。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社区也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亚美尼亚大屠杀成为二十世纪种族灭绝的先例。拉斐尔 莱姆金创造「genocide（种族灭绝）」这个词时

，据说脑中想的正是亚美尼亚大屠杀。它与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后来的悲剧被放在一起比

较研究，被记录为人类绝不能遗忘的历史。对亚美尼亚人来说，1915年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至今鲜

活的记忆，是一场通往正义的未竟之战。

从埃里温市中心共和国广场（Republic Square, ����delays）到大屠杀纪念馆约4公里，乘出租车10分

钟左右即可到达。乘公共交通可在地铁萨松齐 大卫站（Sasuntsi Davit, ���delays）下车，换乘27路或

68路公交车，在「Tsitsernakaberd」站下车。如果想步行，可沿马什托茨大街（Mashtots Avenue, �delays）

向南走，穿过赫拉兹丹峡谷（Hrazdan Gorge, �delays）上的桥，再沿山路上行，全程约40分钟。因山

路较陡，建议乘出租车前往。

纪念馆全年开放，开馆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夏季延长至下午6点）。参观时请保持庄重的心态

和得体的着装。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当天，大量亚美尼亚人前来悼念，人流极为密集。

2. 苏维埃时代：意识形态下的生存与身份抗争

1920年12月，亚美尼亚被并入苏维埃俄国。1918年宣布独立的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仅存两年半便退出

了历史舞台。成为苏联一员后，亚美尼亚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度过了此后的七十年。这段时期对亚美尼

亚人而言既是压迫和苦难，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和发展。亚美尼亚人守护宗教与文化的努力，与苏维

埃体制的无神论政策不断碰撞。

要理解亚美尼亚并入苏联的经过，须回顾1918年至1920年间的混乱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使高加索地区陷入极度动荡。1918年5月宣布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

临巨大困难，，大屠杀幸存的难民不断涌入俄国领土，粮食和物资严重匮乏，又与邻国发生领土争端。

1920年9月，土耳其军队向东推进，入侵亚美尼亚。虚弱而孤立的亚美尼亚无力抵挡土耳其的进攻。卡

尔斯沦陷，土军直逼埃里温。绝境之中，亚美尼亚政府向苏维埃俄国求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将

此视为掌控高加索地区的机会。红军开进亚美尼亚，土军的推进被阻止了。但代价是亚美尼亚必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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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独立。

1920年12月2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达什纳克党领导的政府倒台，布尔什维克

掌握了权力。1922年，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一同组成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36年起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从此，亚美尼亚的命运由莫斯科决定。

苏维埃体制敌视宗教。马克思列宁主义视宗教为「人民的鸦片」，认为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理应消亡。

然而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远不止是宗教。一千七百年来，教会是亚美尼亚民族认同

的核心。即便在异族统治下，教会始终是保存亚美尼亚文化和语言的支柱。

1920年代初期，政策相对温和。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NEP）期间，对宗教的打压有所克制。埃奇米阿

津的大主教（卡托利科斯）格沃尔克五世采取了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态度。他判断，要保住亚美尼亚

教会就必须与新政权妥协。直到1920年代中期，教会尚能有限度地继续活动。

1928年斯大林完全掌权并推行激进政策后，局势急转直下。斯大林发起了猛烈的无神论运动，要根除

宗教。1930年代是亚美尼亚教会最黑暗的时期。数百座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或拆毁，教堂建筑被改作

仓库、工厂、博物馆，甚至畜棚。珍贵的圣物和手抄本被没收或毁坏。

神职人员是打压的主要对象。数千名神父被捕，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劳改营。许多人遭到酷刑或

被处决。1930年大主教格沃尔克五世去世后，苏维埃当局不允许选举新的大主教。埃奇米阿津长达十

余年没有大主教。这是蓄意瓦解亚美尼亚教会体制的举措。

宗教教育被禁止。神学院关闭，无法培养新的神职人员。向儿童传授宗教知识被视为犯罪。洗礼、婚

礼、葬礼等宗教仪式也变得举步维艰。官方并未明令禁止宗教仪式，但举行仪式的人会被社会打上烙

印，丢掉工作或遭受迫害。

无神论宣传铺天盖地。学校里，孩子们被教导宗教是迷信，科学和共产主义才是真理。共产党员不能

公开信教。一旦被发现有宗教信仰，就会被开除党籍，无法获得好的工作。知识分子、艺术家、教师

尤其需要谨慎。但许多亚美尼亚人秘密地坚守信仰，，在家中暗自祈祷，藏起圣像，悄悄过节。

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期间，亚美尼亚也承受了巨大苦难。共产党干部、知识分子、艺术家被扣上「

人民公敌」的帽子，遭到逮捕和处决。数万亚美尼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亚美尼亚悠久的文化和传统

也因被斥为「资产阶级的」或「民族主义的」而受到攻击。历史书被改写，某些历史事件连提都不能

提。公开讨论1915年大屠杀，更是禁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局面。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为凝聚人心而调整了政策。对包括

俄罗斯东正教在内的传统宗教的压制有所放松。为激发爱国热情，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容许。1943年，新任大主教的选举终于获得批准，格沃尔克六世当选为埃奇米阿津大主教。

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英勇作战。约50万亚美尼亚人在红军服役，其中超过10万人阵亡。涌现了伊万 巴

格拉米扬元帅、阿马扎斯普 巴巴贾尼扬元帅等杰出军事将领。战争英雄中亚美尼亚人占了相当比例，

这提升了亚美尼亚人的声望。战后，对亚美尼亚教会和文化的态度有所缓和。

战后出现了大规模回归祖国运动。斯大林推行政策，鼓励散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侨民回到苏维埃亚美尼

亚。其意图是增加人口、壮大亚美尼亚，同时将海外亚美尼亚人纳入苏维埃势力范围。1946年至1948年

间，约10万亚美尼亚人从中东、欧洲和美国迁回苏维埃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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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他们的却是幻灭。承诺的好房子和好工作并不存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更糟的是，这些人因「

来自国外」而遭到怀疑和监视。一些人被以间谍罪逮捕，送进劳改营。许多回归者后悔了自己的选择

，却再也无法离开。铁幕把他们困在了里面。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解冻」时期到来。政治压迫有所缓和，文化自由空间略有扩大。

许多古拉格囚犯获释。对宗教的态度也稍有软化。但根本性的变化并未发生。宗教在官方层面依然不

受鼓励，无神论教育照旧进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美尼亚在苏联内部发展成为相对先进的加盟共和国。工业化稳步推进，教育

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也随之改善。埃里温蜕变为一座现代都市。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产业蓬勃

兴起。白兰地酿造成了亚美尼亚的骄傲。阿拉拉特品牌的白兰地在整个苏联家喻户晓。

教育和科学同样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盲几乎绝迹，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大幅增长。埃里温国立大学成

为高加索地区首屈一指的学术机构。亚美尼亚科学院在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开展

了重要研究。布拉堪天文台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机构。

亚美尼亚的文化和艺术在有限的空间里同样绽放了光彩。苏维埃体制控制艺术，但同时也提供资助。

国家剧院、歌剧院、博物馆都在运营。阿拉姆 哈恰图良成为世界级作曲家。他的芭蕾舞剧《加雅涅》

中那首「马刀舞曲」，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电影产业也在发展。谢尔盖 帕拉杰诺夫导演的《石榴的颜色》（1969年）被公认为以瑰丽手法呈现亚

美尼亚文化与历史的杰作。尽管帕拉杰诺夫因与苏联审查制度发生冲突而身陷囹圄，但他的作品向世

界展示了亚美尼亚艺术的独特魅力。亚美尼亚电影曾多次在莫斯科电影节和其他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所有的艺术和文化都处于审查之下。艺术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官方路线，批评体制

或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一律遭到禁止。1915年大屠杀是一个不允许公开讨论的话题。1965年大屠杀

五十周年之际，埃里温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苏联当局大为震惊。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走上街头，纪念大

屠杀，要求正义。这在苏维埃时代是罕见的自发群众运动。

示威之后，苏联当局作出了让步，批准在埃里温建造大屠杀纪念馆，，齐策尔纳卡贝尔德。1967年纪

念馆落成，永恒之火被点燃。这里成为苏维埃亚美尼亚时期唯一可以公开表达亚美尼亚民族认同的场

所。每年4月24日，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悼念遇难者。

宗教依然遭受压制，但并未彻底消亡。埃奇米阿津继续运作，大公宗主教作为亚美尼亚教会的象征性

领袖延续下来。一些教堂保持开放，节庆期间前来礼拜的信众尤其多。老年人可以公开去教堂，年轻

人则需要谨慎行事。但在家中，许多家庭默默守护着传统。他们安静地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把故事

讲给孩子们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亚美尼亚也不例外。

腐败蔓延，物资短缺成为日常。人们更多依赖黑市和私人关系，而非官方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亚美

尼亚人的民族意识日渐增强。与海外侨民的接触越来越多，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在加深。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推行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政策，给苏维埃亚美

尼亚带来了深刻变化。新闻自由扩大，政治讨论成为可能。长期被视为禁忌的话题终于可以公开谈论

了。围绕大屠杀的讨论变得活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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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居民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但行政上隶属于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1988年，卡

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要求并入亚美尼亚，由此引发冲突。埃里温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数十万人涌上街

头。这是对苏维埃体制的公然挑战，很快发展成为独立运动。

1988年12月，一场大地震重创亚美尼亚。斯皮塔克、列宁纳坎（今久姆里）、基洛瓦坎（今瓦纳佐尔）

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约两万五千人遇难，五十多万人无家可归。灾难暴露了苏维埃体制的无能。救

援行动效率低下，建筑质量低劣导致大量房屋轻易坍塌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同时，全世界的亚美尼亚

侨民齐心协力投入救助。

1989年到1991年间，苏联走向解体，亚美尼亚朝着独立迈进。亚美尼亚民族运动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共产党的统治日渐削弱。七十年的苏维埃统治即将终结。苏维埃时代对亚美尼亚人而言是压迫与磨难

的岁月，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和身份认同。正是这种韧性，最终使独立成为可能。

3. 1991年独立，，重获自由的亚美尼亚开启新篇章

1991年9月21日，亚美尼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全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亚美尼亚共和国由此诞生。

这是六个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重新拥有完全独立国家的时刻。然而独立的喜悦没能持续太久。新生

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能源危机和战争等严峻考验。

通往独立的道路始于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在苏联全境催生了民族主义运动。在亚美尼亚，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成为政治觉醒的契机。1988年2月，卡拉巴赫地方苏维埃通过了并入亚美尼亚的

决议。埃里温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剧院广场每天都成为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亚美尼亚民族运动（HHSh）领导了这些示威活动。莱翁 捷尔-彼得罗相、瓦兹根 马努基扬、拉菲 霍瓦

尼相等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崭露头角。他们起初聚焦于卡拉巴赫问题，但逐步转向争取民主化，直

至提出独立诉求。苏联当局试图镇压，却无法阻挡民众的支持浪潮。

1988年12月那场大地震，反而加速了独立运动的壮大。苏联政府救灾不力，让人们对莫斯科彻底失望。

包括侨民在内的亚美尼亚人自发组织救援，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人们感到，自己能够也必须自己解

决问题。

1989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发生了暴力事件，数万人沦为难民。住在

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逃往亚美尼亚，住在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迁回阿塞拜疆。事实上这是一场人

口互换。1990年1月，巴库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pogrom），苏联军队介入，但仍造成大量伤

亡。

1990年5月，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议会）举行选举。亚美尼亚民族运动赢得多数议席，莱翁 捷尔-彼

得罗相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实际上行使总统职权。共产党一党专政宣告终结，多党民主制开始运

行。亚美尼亚成为苏联内部民主化进程最快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0年8月，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独立宣言。虽然并非即刻独立，但宣布亚美尼亚是主权国家，

亚美尼亚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这是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亚美尼亚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制定

经济政策，建立外交关系。

1991年，整个苏联都在急速瓦解。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俄罗斯的鲍里斯 叶利钦作为改革派崛起。8

月，莫斯科发生政变未遂。这次政变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的终结。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多个加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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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加快独立步伐。

1991年9月21日，全民公投如期举行。面对「您是否同意亚美尼亚成为脱离苏联的独立民主共和国」这

一问题，99.5%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投票率达到95%。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民意表达了。同日还举行了

总统选举，莱翁 捷尔-彼得罗相当选亚美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

9月23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独立。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亚美尼亚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亚美尼亚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承认了亚美尼亚。

全球各地的亚美尼亚侨民共同庆祝新祖国的诞生。

独立初期异常艰难。亚美尼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崩塌后，生产急剧下滑。苏联

时期亚美尼亚经济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紧密相连，这种联系断裂后，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断。大量工

厂关门停产，失业率飙升。

更严峻的是能源危机。亚美尼亚的能源大部分依赖进口。1988年大地震后，梅察莫尔核电站因安全原

因关闭，局面雪上加霜。与阿塞拜疆的战争导致经过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管道被切断。土耳其以卡拉巴

赫战争为由封锁了与亚美尼亚的边境。亚美尼亚实际上变成了一座孤岛。

1992年到1995年，亚美尼亚经历了「黑暗的冬天」。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有电。没有暖气，人们在严寒中

瑟瑟发抖。人们砍树当燃料取暖，埃里温的公园被砍得光秃秃的。电梯停运，住在高层公寓的人只能

爬楼梯。供水也时断时续。冬天，零下的气温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食物同样匮乏。买面包要排长队，许多基本食品都难以获得。恶性通货膨胀让储蓄瞬间化为乌有。中

产阶级瓦解，大批民众陷入贫困。但亚美尼亚人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家庭和社区互帮互助，海外侨民

的汇款支撑了无数家庭。国际救援组织也提供了帮助。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正在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1991年到1994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爆发

全面战争。名义上是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政府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亚美尼亚深度介入其

中。数千名亚美尼亚青年志愿奔赴卡拉巴赫参战。数万人阵亡或负伤。

战争初期，阿塞拜疆占据优势。阿塞拜疆人口更多，资源更丰富。但亚美尼亚军队逐步扭转了战局。

1992年收复舒沙，1993年又打通了连接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本土的拉钦走廊。1994年5月，在俄罗斯斡

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亚美尼亚控制了卡拉巴赫及其周边阿塞拜疆的七个地区。约十万亚美尼亚人和超

过六十万阿塞拜疆人沦为难民。

这场战争的胜利给亚美尼亚人带来了极大的自豪感，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战争消耗使经济更加凋敝

，与阿塞拜疆及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加剧了孤立局面。卡拉巴赫问题悬而未决，成为「冻结的冲突」，

持续笼罩着亚美尼亚的安全与发展。

1995年，亚美尼亚通过了新宪法，确立总统制共和国体制，规定三权分立。但现实中，总统权力高度

集中。捷尔-彼得罗相以威权方式执政，打压反对派。新闻自由受到限制，选举的公正性屡遭质疑。

1996年总统选举因舞弊争议蒙上阴影，镇压示威的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

经济方面开始逐步企稳。1995年梅察莫尔核电站重新启动，能源危机有所缓解。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

推进，私有化陆续展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实施了经济改革。通货膨胀

得到控制，新货币德拉姆发行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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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全力支援祖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中

东的亚美尼亚社区源源不断地汇款、投资、提供专业知识。柯克 科克里安等亚美尼亚裔美国企业家捐

出了数百万美元。「亚美尼亚」全球基金等组织相继成立，资助修建学校、公路和医院。

1998年，捷尔-彼得罗相因在卡拉巴赫问题上提出妥协方案遭到强硬派的强烈反对而辞职。罗伯特 科恰

良接任总统。科恰良出身于卡拉巴赫，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他执政期间（1998，2008年），亚美尼

亚经历了经济增长，但威权统治也在加强，腐败日益严重。

1999年10月发生了议会恐怖袭击事件。持枪歹徒闯入议会，杀害了包括总理瓦兹根 萨尔基相在内的八

人。这一事件给亚美尼亚政坛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幕后主使众说纷纭，至今未有

定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亚美尼亚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10%。建筑业一片繁荣，埃里温经历了大

规模改造。苏维埃时代的陈旧建筑被拆除，现代化楼宇拔地而起。咖啡馆、餐厅、购物中心纷纷涌现。

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亚美尼亚开始被称作「高加索的硅谷」。

经济增长的红利并没有得到均匀分配。腐败的寡头把持了经济命脉，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很多人依然

贫困，年轻人纷纷出国寻找工作机会。向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外流持续不断。人口减少成为

严峻问题。独立之初三百五十万的人口降到了三百万以下。

政治层面，民主化的步伐缓慢。选举定期举行，但公正性始终受到质疑。反对派遭到打压，新闻自由

受到限制。公民社会虽然活跃，政治影响力却有限。国际机构将亚美尼亚的民主状况评定为「部分自

由」。

2008年总统选举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谢尔日 萨尔基相当选，但反对派指控选举舞弊。示威者与警察发

生冲突，十人死亡。萨尔基相于2008年至2018年间担任总统。他执政期间经济持续增长，但腐败和不平

等也在加剧。2015年修宪将国家体制转为议会制，萨尔基相计划在2018年出任总理。

2018年，一场被称为「天鹅绒革命」的和平公民运动爆发。尼科尔 帕希尼扬领导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迫

使萨尔基相辞职。帕希尼扬出任总理，承诺打击腐败、巩固民主。这是亚美尼亚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

点，，权力第一次通过和平与合法的方式实现了更替。

帕希尼扬政府推行改革，但2020年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带来了巨大考验。阿塞拜疆在土耳其支持下发

动进攻，44天的战争以亚美尼亚的失败告终。亚美尼亚不得不将卡拉巴赫大部分地区和周边七个地区

归还阿塞拜疆。这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和挫折。独立三十多年来，亚美尼亚人经历了无数磨

难，但他们始终在守护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民主化的努力仍在继续，年轻一代怀揣着对未来的期望。

今天的亚美尼亚，正在古老遗产与现代挑战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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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亚美尼亚的灵魂与文化基因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延续两千年的神学与礼仪宝库

使徒教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教会。公元301年，亚美尼亚比罗马帝国更早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这不

是接受一种宗教那么简单，而是重新定义了整个民族的身份。一千七百多年来，教会对亚美尼亚人而

言从来不只是一个宗教机构，它是守护民族存续与文化命脉的堡垒。

亚美尼亚教会之所以被称为「使徒教会」，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耶稣十二门徒中的达陡和巴尔多禄

茂曾亲自来到亚美尼亚传播福音。他们播下的种子，经由圣格列高利开花结果。格列高利使当时的亚

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皈依基督教，整个亚美尼亚由此成为基督教国家。格列高利因此获得「启蒙

者」的称号，意为他将光明带给了身处黑暗中的民族。

亚美尼亚教会的神学遵循早期基督教公会议的决议，同时保有自身的独到之处。它与东正教和天主教

的区别，在于不接受451年卡尔西顿公会议的裁定。卡尔西顿公会议宣称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以两个

本性并存，亚美尼亚教会则主张这两个本性完全结合为一。这种立场被称为「合性论」(Miaphysitism)

，与「一性论」(Monophysitism)不同，后者的称谓其实出于误解。亚美尼亚教会并不是只承认耶稣的

神性，而是相信神性与人性已完全融为一体。

这一神学立场使亚美尼亚教会走上了一条有别于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的道路。亚美尼亚夹在拜

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后来又处于伊斯兰势力和基督教势力的夹缝中求存。在这样的处境下，维

持独立的神学体系和教会制度，是守护民族认同的关键手段。

亚美尼亚教会的礼仪，也就是敬拜仪式，带有浓厚的古风和庄严气息。礼拜主要使用古典亚美尼亚语

「格拉巴尔」进行，情形类似于拉丁语在天主教弥撒中的角色。礼仪经过数百年逐步形成，虽受耶路

撒冷、叙利亚和拜占庭的影响，却以鲜明的亚美尼亚风格重新诠释。

最重要的敬拜仪式是圣餐礼，亚美尼亚语称为「帕塔拉格」，是对耶稣末次晚餐的再现。礼仪分为三

个部分：准备礼拜中，圣职人员布置祭坛、唱诵圣歌，引导会众进入状态；圣言礼仪中，朗读圣经并

宣讲道理；圣餐礼仪中，祝圣饼和酒后分给信众。

礼仪的一大特色是大量使用熏香。敬拜进行时，司祭手持香炉在教堂内巡行熏香。这象征着祈祷升向

天际，同时赋予空间以神圣感。古老语言吟唱的圣歌，在袅袅香烟中回荡，营造出一种神秘而深邃的

灵性氛围。

另一个特色是使用无酵饼。天主教用无酵饼，东正教用有酵饼，亚美尼亚教会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一

致。葡萄酒则不掺水，只用纯酒，象征基督纯粹的神性。

圣职制度也有其独到之处。最高领袖被称为「卡托利科斯」，地位相当于宗主教。目前亚美尼亚教会

有两位卡托利科斯，一位在亚美尼亚本土的埃奇米阿津，另一位在黎巴嫩的西利西亚。这是因为亚美

尼亚人历史上散居在多个地区。

司祭可以结婚，但要晋升主教则须独身，这与东正教传统相同。司祭身穿黑色修道袍，头戴一种锥形

的独特帽子，称为「韦加尔」。有人说这帽子象征基督的荆棘冠冕，也有人说它象征诺亚方舟停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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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拉腊山。

礼仪历，即宗教历法，也别具一格。亚美尼亚教会在1月6日同时纪念耶稣的诞生和受洗，这延续的是

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大多数基督教教会将12月25日圣诞节和1月6日主显节分开庆祝，亚美尼亚教会却

合二为一。

亚美尼亚教会拥有众多圣人。从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开始，殉道者、修道士、神学家都是敬仰的对象。

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同样被铭记为殉道者。1915年被奥斯曼帝国屠杀的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已被集体

册封为殉道圣人。民族的苦难与信仰在此合为一体，这是极为罕见的例子。

圣像，即圣画像（Icon），在教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亚美尼亚教会的圣像受到拜占庭风格的影响

，但整体更为简约和克制。

教堂内悬挂着耶稣、圣母玛利亚和圣人们的圣像，信众在礼拜前后会在圣像前祈祷、点燃蜡烛。

亚美尼亚教会的神学与礼仪，同民族的历史不可分割。在无数次侵略和迫害中坚守这些传统，不只是

出于宗教信仰，那就是在守护作为亚美尼亚人的身份本身。语言被禁止，土地被夺走，人民四散流离

，教会却始终留存，将亚美尼亚人凝聚在一起。

直到今天，散居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仍视教会如故乡。无论在美国、法国、俄罗斯还是中东，只要

有亚美尼亚教会的地方，他们就用同样的语言经历同样的礼仪，形成共同体。这就是亚美尼亚使徒教

会超越宗教、成为民族灵魂本身的原因。

2. 修道院建筑，，刻在石头上的灵魂象征与结构之美

行走在亚美尼亚的群山与峡谷之间，你会看到令人惊叹的景象。险峻的山腰上、幽深的峡谷中，矗立

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不只是宗教建筑，它们是亚美尼亚文化与精神的结晶。

每一座建筑里都凝结着信仰、艺术和历史。

亚美尼亚修道院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石材。亚美尼亚是一片火山岩丰富的土地，黑色和红色的玄武岩

与火山岩尤为常见。建筑师们将石材精心打磨后砌筑成墙，极少使用水泥或砂浆，靠石块之间的精确

咬合来支撑结构。正因如此，这些建筑历经数百年而屹立不倒。

修道院通常由多座建筑组成。中心是教堂，周围分布着修士宿舍、食堂、图书馆和钟楼。不少修道院

用城墙环绕，这不仅为了防御，更是为了营造一个与世俗隔绝的神圣空间。

教堂的平面大多呈十字形，被称为「集中式」布局：中央有穹顶，四面各伸出一条臂翼。这种形制受

到拜占庭建筑的影响，但融入了亚美尼亚自身的独到理解。与拜占庭教堂相比，亚美尼亚教堂更为纵

向挺拔，外部装饰则更加内敛。

穹顶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亚美尼亚教堂的穹顶呈圆锥形高高耸立，象征着人对天的灵性渴望。从穹

顶内部仰望，天花板上常绘有十字架或基督像。日光穿过穹顶上的窗户照射进来，画像在光线中泛起

神秘的光辉，仿佛有神圣之光从天而降。

外墙上刻满了精美的浮雕，最常见的图案是十字架。亚美尼亚的十字架与众不同：不是简单的十字，

而是臂端渐渐展宽，周围缠绕着葡萄藤、石榴和花卉纹样。这叫做「哈奇卡尔」，它本身就是一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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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艺术门类。哈奇卡尔是刻在石板上的十字架纪念碑，竖立在修道院周边、墓地和朝圣路上。

细看哈奇卡尔的纹饰，会被其精细程度所折服。以十字架为中心，几何图案对称铺展，间隙中穿插着

纤巧的植物纹样。没有两块哈奇卡尔是完全一样的，每一块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设计，足见匠人们的创

造力和技艺。

建筑中的象征意义藏在各处。教堂朝向大多面东，因为基督徒相信耶稣再临时将从东方而来。祭坛设

在东端，入口开在西面，信众从西门进入，朝东方敬拜。

修道院的选址同样富有象征意义。许多修道院坐落在半山腰或偏远之地，这体现了修士们远离尘世、

亲近上帝的心愿。同时也有现实考量：偏远之处不易被入侵者发现，在战乱和迫害时期可以充当安全

的庇护所。事实上，许多修道院确实扮演了保存亚美尼亚文化的精神堡垒。

来看几座代表性的修道院。格加尔德修道院的名字意为「长矛」，传说刺穿耶稣的罗马士兵的长矛曾

保存于此。这座修道院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有一部分直接从岩壁上凿刻而成。工匠们将天然洞穴扩展

为礼拜堂，在天花板和墙壁上雕出精细的十字架与纹饰。在岩石中回荡的圣歌，产生出独特的声学效

果。

哈格帕特和萨那欣修道院建于十世纪，是大型修道院建筑群。这里不只是敬拜场所，更是学术和文化

中心。图书馆收藏了数千卷手抄本，修士们在此研究神学、哲学、科学和医学。建筑水准极高，已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霍尔维拉普修道院坐落在可以望见亚拉腊山的位置。这里有圣格列高利被囚禁十三年的地牢，是亚美

尼亚基督教起源中最神圣的地点之一。顺着狭窄的梯子爬下地牢，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逼仄昏暗的空

间。想象格列高利如何在此存活十三年，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塔特夫修道院坐落在深邃峡谷之上。前往那里需要乘坐世界上最长的往返缆车。修道院本身令人赞叹

，周围的风景更是气势磅礴。从修道院往下望去，深谷与山峦层叠铺开，仿佛站在了世界尽头。

光线在修道院建筑中的运用也很讲究。小窗户被精心安排在特定位置，使得一天中不同时段会照亮建

筑的不同部分。清晨日出时，光线从东窗洒向祭坛；正午时分，穹顶的窗户将整个内部照亮。光线的

移动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神的临在。

声学也是建筑设计中的重要考量。穹顶和墙壁的结构能够放大声音，使细微的声响传遍整个教堂。司

祭在祭坛前低声祈祷，后排的信众也能听得清清楚楚。这绝非偶然，而是建筑师深思熟虑的设计。

修道院还承担着社会功能。中世纪时期，修道院兼有医院、学校、孤儿院和旅店的角色。对周边村庄

的居民来说，修道院不仅是灵性的中心，也是获得实际帮助的地方。饥荒或战争来临时，修道院分发

食物、提供庇护。

今天，这些修道院依然在运转。有些成了旅游景点，但许多地方仍有修士居住、举行礼拜。朝圣者前

来祈祷，传统礼仪延续不断。这些古老的石头建筑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是亚美尼亚人灵性旅程

仍在继续的活的空间。

3. 语言与文字，，格拉巴尔中蕴含的民族语言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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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亚美尼亚语，尤其是古典亚美尼亚语「格拉巴尔」，绝不仅

仅是交流工具。它是盛放信仰的器皿，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格拉巴尔的历史，就

是亚美尼亚教会和文化的历史本身。

亚美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却自成一支。它与希腊语、波斯语、拉丁语有亲缘关系，但和其中任何一

种都截然不同。数千年来在高加索地区发展演变，虽吸收了周边语言的影响，核心结构和词汇始终保

持独立。

然而直到四世纪，亚美尼亚语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要么靠口耳相传，要么借用希腊字母或叙利亚字

母来书写。这是个大问题：圣经无法翻译，普通人读不到用自己语言写成的神的话语，教育和文化的

发展也因此受限。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圣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他既是神学家也是语言学家，决心创造一套能完美表达亚

美尼亚语语音的独有文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项目，而是关乎民族未来的神圣使命。

经过长期研究，马什托茨于405年完成了亚美尼亚文字的创制。这套文字由36个字母组成，科学而系统。

每个字母精准对应亚美尼亚语中的一个音素，学起来也不难。字母的形态本身就很美，优雅的曲线与

直线和谐相融，宛如一件艺术品。

传说马什托茨是受到神的启示后创制了文字。他写下的第一个句子出自《圣经 箴言》：「为要使人知

道智慧和训诲。」这句话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文字的目的不只是日常沟通，而是传达和学习神的智慧。

文字诞生后，圣经翻译工作随即展开。马什托茨和他的弟子们将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的圣经译成亚美尼

亚语。这部译本水准极高，被誉为「翻译中的女王」，因为它既忠实传达了原文含义，又充分展现了

亚美尼亚语的优美。

五世纪成为亚美尼亚文化的黄金时代。有了文字之后，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各领域的著作如泉涌

出。神学家编写教义书，历史学家记录民族历史，诗人谱写赞美诗。这个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

格拉巴尔，即古典亚美尼亚语，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书面语。「格拉巴尔」的意思是「书写之语」

，是一种有别于日常口语的庄重典雅的语言。正如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充当学术和宗教语言，格拉巴

尔在亚美尼亚承担了同样的角色，长达千年以上。

古亚美尼亚语的语法复杂而精密。名词有七个格，动词能表达丰富的时态与语气。这种复杂性恰好有

利于传递微妙的语义差异，使神学争论和哲学思辨得以精准呈现。

词汇同样丰富。从日常用语到抽象概念，无所不能表达。虽然也有从希腊语、叙利亚语借入的词汇，

但绝大多数词语都是从亚美尼亚语自身的词根衍生而来。比如表示「神学」的词，并没有照搬希腊语

，而是用亚美尼亚语词根重新造了一个。

抄本传统也不可忽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书籍都靠手工抄写。修道院的缮写室里，修士们在羊

皮纸上用古亚美尼亚语誊抄圣经、礼仪书和神学著作。这项工作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虔敬的修

行。抄写者一笔一画倾注心力，还在书页的空白处绘上精美的装饰。

亚美尼亚抄本本身就是艺术品。首页有精雕细琢的装饰字母，重要段落配有插图。福音书中绘有四位

福音书作者的肖像，以及描绘耶稣生平的画作。色彩绚丽却不失和谐，金箔点缀其间，光线照射下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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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发亮。

最著名的抄本当属埃奇米阿津福音书。这部制作于6世纪的典籍，是现存最古老的亚美尼亚抄本。象牙

制成的封面上雕刻着圣母玛利亚和圣徒像，内页则是整部福音书的精美手抄文本。它是亚美尼亚的国

宝，珍藏在埃奇米阿津大教堂的宝库中。

古亚美尼亚语作为礼仪语言的角色同样关键。直到今天，亚美尼亚教会的礼拜仍然使用古亚美尼亚语。

普通信徒日常说的是现代亚美尼亚语，但走进弥撒，听到的却是一千年前的语言。这是一种与过往保

持联结的方式。想到祖先们曾用同样的词句祈祷，一种超越时间的共同体意识便油然而生。

用古亚美尼亚语写成的祷文和圣歌，节奏感与音乐性极强。朗声诵读，宛如诗歌。纳雷克圣人的祷文

尤其将这门语言的美推向了极致。他把古亚美尼亚语的表达潜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写出了神秘而动人

的篇章。

在遭受压迫的年代，语言变得更加重要。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亚美尼亚语被禁止使用，教堂被关闭。

人们暗中教授和学习古亚美尼亚语，把抄本埋入地下藏匿，等战争结束后再挖出来阅读。守护语言，

就是守护民族本身。

苏维埃时代，古亚美尼亚语同样受到打压。共产党压制宗教，禁止教会礼拜。不过，古亚美尼亚语以

「古典语言」的名义，学术研究尚被允许。学者们表面上做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在保存传统。

古亚美尼亚语是一个活着的传统。神学院至今仍将它列为必修课，因为要成为神父，就必须能用古亚

美尼亚语主持礼仪。普通大学也开设古典语言课程教授古亚美尼亚语。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学生为了阅

读原典而学习它。

亚美尼亚文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字母的形态被运用于雕刻、绘画和设计之中。埃里温有一座亚

美尼亚字母纪念碑，36个巨大的石刻字母矗立在半山腰。人们前去参观，在字母之间漫步，以此纪念

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古亚美尼亚语不只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它是信仰的容器，是祖先的声音，是承载民族认同的珍宝。一

千多年来，无数祈祷与赞歌、泪水与希望，都通过这种语言表达。今天，亚美尼亚的教堂里依然回荡

着古亚美尼亚语圣歌，连接着过去、现在，还有将来。

4. 音乐与诗，以及祈祷：沙拉坎与纳雷克的灵性艺术

灵性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声音是其中之一。修道院石墙间回荡的圣歌，以诗写成的祷文，以及它们

所营造的灵性体验，构成了亚美尼亚文化最深层的维度。其中，沙拉坎这一圣歌传统与纳雷克圣人的

祈祷诗，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沙拉坎是亚美尼亚礼仪音乐的核心。这个词的意思是「连续的歌」或「排列成行的歌」。沙拉坎不只

是音乐，而是用歌声表达的神学。每首圣歌都围绕特定的教义、圣经故事或圣徒生平展开。因此，吟

唱沙拉坎本身就是学习神学、宣认信仰的行为。

沙拉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世纪。亚美尼亚文字诞生之后不久，神学家们便开始翻译希腊语和叙利亚语

的圣歌。他们没有止步于翻译，而是发展出了属于亚美尼亚的独特旋律和节奏，其中融入了亚美尼亚

民歌与传统音乐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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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沙拉坎作曲家包括8世纪的圣科斯坦丁，以及9至10世纪的圣格里高尔 纳雷卡奇。他们创作了数

百首圣歌，许多至今仍在传唱。这些作品质朴而深邃，反复回旋的旋律中蕴含着冥想的气息。

沙拉坎采用的调式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大调或小调，被称为「教会调式」。它与拜占庭音乐有相似之处

，又带有亚美尼亚自身的色彩。独特的音程间隔，时而听来异域风情浓郁，时而又透着一股哀愁。

节奏也颇有意趣。它不像西方音乐那样以固定节拍循环往复，而是跟随歌词的自然韵律。音符的长短

由古亚美尼亚语音节的长度决定。所以，要唱好沙拉坎，必须准确掌握古亚美尼亚语的发音和韵律。

沙拉坎大多是无伴奏演唱。没有乐器，仅凭人声歌唱。这沿袭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人们相信，嗓音

是最纯净的乐器，最适合用来向上帝献上赞美。当它与石砌教堂的声学效果交融，沙拉坎便显得愈加

神秘。

也有合唱的形式，但亚美尼亚的合唱不同于西方的和声。所有人唱同一条旋律，却各自带着细微不同

的音高和音色。由此产生的声音，像是一个巨大的统一声部，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质感与层次。

沙拉坎的歌词充满诗意，隐喻和象征俯拾皆是，圣经的意象被编织得精美动人。比如复活节的沙拉坎

歌咏从黑暗到光明、从死亡到生命的转化。圣诞节的沙拉坎则描绘神的爱从天而降、临到大地。

不同的礼仪时节唱不同的沙拉坎。将临期、圣诞节、四旬期、复活节，每个时节都有专属的圣歌。圣

徒的纪念日也有专门的沙拉坎。因此，一年到头都能体验到形式各异的沙拉坎。

纳雷克圣人的音乐与诗歌占有独特的位置。格里高尔 纳雷卡奇（951-1003）是10世纪亚美尼亚的修士、

神学家、诗人和作曲家。他一生都在纳雷克修道院度过，在那里创作了伟大的灵性作品。

纳雷克最著名的作品是『悲歌之书』。亚美尼亚语叫「马塔扬 沃加克」，由95篇祈祷组成。每篇祈祷

都包含罪的忏悔、悔改，以及对神慈悲的恳求。但这不是普通的忏悔文。它是一场探入人类灵魂最深

处的诗性旅程。纳雷克的语言将古亚美尼亚语的可能性推到了极限。他创造新词，使用独特的语法结

构，构筑出令人惊叹的意象。他的句子虽长且复杂，却自有节奏，朗声读来如同乐章。

举一个例子。纳雷克在忏悔自己的罪时这样写道：「我是落在地上的种子，是暴风中飘散的尘埃，是

被浪潮卷走的沙粒。」这些意象表达了人的脆弱，却不失美感。他这样描绘神的慈悲：「你的慈悲比

海洋更宽广，比天空更高远，比星辰的数目更多。」这是试图用有限的语言去表达无限的神爱。这种

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灵性修行。

『悲歌之书』既是个人的祈祷书，又是群体的声音。纳雷克说「我」，却代言了全人类。他的忏悔既

私密又普遍。因此，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中发现自己的故事。这部书成了亚美尼亚人心目中仅次于圣

经的灵性经典。人们在困难时期阅读它，从中获得慰藉。在病人的床边，在战场上，在牢狱中，在平

凡的日常里，这些祷文被反复诵读。很多人能背诵其中的段落，可见它流传之广、受爱之深。

2015年，教宗方济各宣布纳雷克为「教会圣师」。这是天主教会正式承认亚美尼亚教会圣人的罕见案

例。由此确认了纳雷克的灵性遗产不仅属于亚美尼亚，更是全基督教世界的瑰宝。

音乐与诗也深深渗透在亚美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家祈祷时，出发朝圣时，庆祝节日时，都会唱沙

拉坎。婚礼和葬礼也有各自的圣歌。这说明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被赋予了灵性的意义。这一传统在当

代依然延续。亚美尼亚圣歌合唱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沙拉坎。科姆西塔斯四重唱等知名团体将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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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歌介绍给现代听众。年轻的音乐家也在学习和传承这一传统。

在YouTube和流媒体平台上可以找到大量录音。但在教堂里亲耳聆听是另一回事。石墙间回荡的声响、

香的气味、烛光的摇曳，以及身边一同祈祷的共同体，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完整体验，录音无

法完全再现。沙拉坎与纳雷克的灵性，是亚美尼亚人认同感的源泉。语言不同，国籍不同，世代不同

，但唱起同一首圣歌、诵读同一篇祷文时，他们便合为一体。这就是将一个离散千年的民族凝聚在一

起的力量。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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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世界中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的力量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离散的起源：历史性的扩散与全球网络的构建

亚美尼亚离散族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民族离散案例之一。离开故土、散落在世界各

个角落的亚美尼亚人的故事，不只是一部迁徙史，更是一部关于生存、适应与身份守护的戏剧。

故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帝国时期，亚美尼亚商人沿着丝绸之路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建立起

贸易共同体。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城市扎下根来，奠定了早期离散族

群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迁徙，大多出于经济机遇的驱动，属于自愿行为。

大规模的离散从11世纪拉开序幕。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中，拜占庭帝国败给塞尔柱突厥人，亚美尼亚

高原逐渐落入突厥系势力的掌控之下。大批亚美尼亚人因此向南迁移，在奇里乞亚地区建立了新的亚

美尼亚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从1198年起在地中海沿岸繁荣了近两个世纪，但1375年被马穆鲁克

苏丹国灭亡，又一波离散浪潮随之而来。

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亚美尼亚人扩散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地区。利

沃夫（今乌克兰的利维夫）出现了一个活跃的亚美尼亚商人社区，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

些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努力守护着亚美尼亚语和传统习俗。

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波斯之间的战争引发了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夹在两个帝国之间的亚美

尼亚高原沦为无休止的战场，许多亚美尼亚人为求安全，迁往波斯内陆或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1604

年，沙阿阿拔斯一世将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迁移到伊朗的伊斯法罕，这便是后来繁荣一时的新朱尔法社

区的起点。

（分布在世界各国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社区）

进入19世纪，俄罗斯帝国征服高加索地区，局面再度改变。1828年《土库曼恰伊条约》签订后，东亚

美尼亚划入俄罗斯版图，大量亚美尼亚人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迁入俄属亚美尼亚。与此同时，第比利

斯、巴库、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也形成了亚美尼亚社区。

最悲惨的篇章写在20世纪初。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大屠杀夺去了超过

150万人的生命，幸存者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这是现代亚美尼亚离散族群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难民主要逃往中东，尤其是黎巴嫩、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当时处于法国委

任统治之下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接纳了大量亚美尼亚难民，他们在贝鲁特和阿勒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社

区。前往法国本土的人在马赛和巴黎定居，渡海到美国的人则在波士顿、洛杉矶和纽约扎下了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的政治动荡催生了新一轮迁徙浪潮。1948年以色列建国、1950年代埃及革命、

197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以及近年的叙利亚内战，都使中东的亚美尼亚社区一次又一次被打散。很

多人再次迁往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

苏联解体同样带来了新的离散。1991年亚美尼亚虽然获得独立，但经济困难、1988年大地震、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冲突，迫使数十万人前往俄罗斯、欧洲和美国寻找工作机会。这一波移民以经济因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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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离散族群的人口规模。

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的总人数估计在700万到1000万之间，是本国300万人口的两倍多。他们分布在100多

个国家，其中俄罗斯约200万人，美国约150万人，法国约60万人，黎巴嫩约15万人（叙利亚内战之前）

，阿根廷约13万人，伊朗约12万人，加拿大约10万人。

离散族群社区的显著特征是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高度的组织化。在主要的离散聚居地，都有亚美尼亚

使徒教会、学校、文化中心和政治组织。教会历来是传承语言和文化的核心机构。离散族群在政治上

也十分活跃，在推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国际认定、支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资助本国经济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各地区的离散族群在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同时，保持着独特的亚美尼亚身份认同。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

能说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法国的亚美尼亚人将法国文化与亚美尼亚传统融为一体；美国的第二代、

第三代虽然主要使用英语，却依然认同自己是亚美尼亚人。

离散族群为本国提供经济支持，在国际社会代言亚美尼亚的诉求，同时将新理念和新技术传递回国内。

这张遍布全球的网络，是亚美尼亚这个小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的重要资本。

2. 延伸到世界各地的民族网络

亚美尼亚离散族群最密集的地区是俄罗斯、欧洲和中东。各地区的社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挑

战，但都表现出维护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坚定意志。

俄罗斯的亚美尼亚社区是离散族群中规模最大的，估计有200万到250万人，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

索契、顿河畔罗斯托夫等俄罗斯各地。俄亚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为摆

脱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压迫，将俄罗斯视为保护者。

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在经济上相当成功。很多人从事商业、建筑业、餐饮业和制造业，部分人甚至进

入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上层。莫斯科有雄伟的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教堂，亚美尼亚学校和文化中心也

在积极运作。索契的亚美尼亚人比例之高，被称为「俄罗斯的亚美尼亚」。

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社区有时也会成为反移民情绪和民族主义的靶子。2000年代中期，一些地区发

生过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事件；经济危机时期，他们被指责「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尽管如此，

俄罗斯与亚美尼亚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安全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欧洲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以法国为中心。法国约有60万亚美尼亚裔居民，巴黎、马赛、里昂都有大型

社区。法亚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但现代社区的主体是1915年大屠杀后抵达的难民的

后代。

法国的亚美尼亚人在文化、艺术和政治领域表现突出。著名香颂歌手夏尔 阿兹纳武尔（本名沙努尔 阿

兹纳武良）、电影导演亨利 韦尔纳伊、政治家帕特里克 德韦吉安，都是亚美尼亚裔。法国是2001年正

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最早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亚美尼亚裔法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是推动这一认定

的关键力量。

巴黎的亚美尼亚街区是一个文化中心。以第九区和第十区为核心，亚美尼亚餐厅、食品店、书店、教

堂密集分布。每年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这里都会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法国政治家也会出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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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的亚美尼亚大教堂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中枢。

德国也有约10万亚美尼亚人居住，其中不少是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移民。科隆是德国亚美尼亚社区的

中心，教堂和文化协会都很活跃。英国的亚美尼亚社区规模相对较小，以伦敦为中心，专业人士居多

，在学术和商业领域建立了紧密的网络。

中东的亚美尼亚社区是最古老的离散族群之一。黎巴嫩和叙利亚是1915年大屠杀后接纳难民最多的国

家，两国曾分别拥有40万和30万亚美尼亚人。然而黎巴嫩内战和叙利亚内战使大量人口再度外迁，目

前的数字已大幅缩减。

中东的亚美尼亚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双重身份认同。他们会说阿拉伯语，熟悉阿拉伯文化，同时坚守基

督教信仰、亚美尼亚语和传统习俗。很多人属于中产阶层及以上，从事金银首饰加工、商业、制造业

和专业技术工作。

伊朗的亚美尼亚社区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伊朗虽然是伊斯兰共和国，却将亚美尼亚人作为官方承认

的少数民族对待，议会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专门的席位。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约有12万亚美尼亚人，他们

可以经营自己的学校和教堂。伊斯法罕的新朱尔法是一个延续了17世纪以来历史的社区，堪称亚美尼

亚文化遗产的宝库。

中东亚美尼亚社区面临的挑战是政治动荡。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阿勒颇的亚美尼亚街区遭到严

重破坏，数万人逃往黎巴嫩、亚美尼亚本国或西方国家。黎巴嫩也因经济危机和政治混乱，不断有亚

美尼亚人离开。伊拉克的亚美尼亚社区在萨达姆 侯赛因政权及此后的动荡中几近消失。

中东的亚美尼亚社区在数十年的战争和迫害中，始终在重建教堂和学校，保存文化，向下一代传递身

份认同。中东的亚美尼亚教堂不只是礼拜场所，更承担着难民救助、教育和社会福利中心的职能。

（1）黎巴嫩贝鲁特：布尔吉哈穆德社区

贝鲁特的布尔吉哈穆德是世界上最独特、最充满活力的亚美尼亚离散社区之一。这个位于贝鲁特东北

方向的街区被称为「黎巴嫩的小亚美尼亚」，街头随处可见亚美尼亚文招牌，亚美尼亚美食和音乐无

处不在。

布尔吉哈穆德的历史从悲剧中开始。1915年奥斯曼帝国大屠杀的幸存者穿越叙利亚沙漠，逃到了黎巴

嫩。当时处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黎巴嫩接纳了他们，最初安置在贝鲁特港口附近的临时帐篷营地。

1920年代初，法国当局将贝鲁特东北部的沼泽地和农田分配给难民，这里就成了布尔吉哈穆德。

早期定居者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用木板和铁皮搭起临时住所，饱受疟疾和各种疾病的折磨。很

多人离开故乡时，身上除了穿着的衣服别无他物。幸存者的证言记载，每到夜晚，孩子的哭声和父母

的叹息声在整个营地回荡。

但亚美尼亚人展现出了惊人的恢复力。他们凭借金银加工、制鞋、木工、裁缝等传统手艺，开起了小

作坊。妇女们靠刺绣和编织花边补贴家用。到了1930年代，布尔吉哈穆德已经变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商

业区。狭窄的巷道两侧开满了商铺和作坊，亚美尼亚文的招牌越来越多。

教会是社区的核心。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不只是宗教机构，还是社会福利、教育和文化活动的枢纽。圣

格里高利启蒙者大教堂等多座教堂相继建成，每座教堂都附设学校。这些学校教授亚美尼亚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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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在守护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布尔吉哈穆德在政治上也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三个主要的亚美尼亚政党，，达什纳克、拉姆卡瓦尔、

洪查克，，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支持基础。它们运营青年组织、童子军团体和体育俱乐部，将社区凝聚

在一起。政治立场虽然不同，但都认同一个共同目标：保存亚美尼亚身份、争取大屠杀的国际认定。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布尔吉哈穆德的黄金时期。黎巴嫩经济繁荣，亚美尼亚社区也随之壮大。布尔吉

哈穆德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亚美尼亚产品制造和流通的枢纽。金银匠制作精致的首饰，鞋匠生产高档皮

鞋，机械工厂制造各种零部件。许多家庭跻身中产阶层，有能力送子女上大学了。

文化方面，布尔吉哈穆德同样绽放出光彩。亚美尼亚剧院、电影院、文化中心纷纷开张。知名的亚美

尼亚歌手和音乐家在这里演出，文学沙龙里朗诵诗歌和小说。亚美尼亚报刊杂志发行出版，出版社印

刷亚美尼亚文书籍。布尔吉哈穆德不再只是一个居住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亚美尼亚文化微缩世界。

1975年到1990年持续了15年的黎巴嫩内战，给布尔吉哈穆德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一地区常常沦为交火区

，炮击和狙击夺走了许多居民的生命，更多人受了伤。商铺和住宅被摧毁，不少家庭为求安全移居他

国。但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守护社区。战争期间，学校尽可能保持开放，教堂充当避难所和救济中心。

内战结束后，布尔吉哈穆德缓慢地重建起来。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新建筑拔地而起，商业重新活

跃。亚美尼亚本国的独立（1991年）给社区注入了新的自豪感。很多黎巴嫩亚美尼亚人开始前往本国

探访，一部分人还在那里投资或创业。

今天走在布尔吉哈穆德的街头，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氛围。主街亚美尼亚大道上排列着金银店、家电

商铺、杂货店和餐馆。招牌大多用亚美尼亚文书写，旁边标注阿拉伯文和英文。行人之间自然而然地

传来亚美尼亚语。面包房里卖着传统的拉瓦什薄饼和加塔糕点，餐馆供应多尔玛、烤肉和巴克拉瓦。

布尔吉哈穆德的建筑风格务实，同时又映射出文化认同。大部分建筑是实用的混凝土结构，但教堂和

文化中心融入了亚美尼亚建筑元素。圣格里高利大教堂有传统的锥形穹顶和十字架，内部装饰着亚美

尼亚圣人的圣像画。教堂墙壁上挂着悼念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铭牌。

教育至今仍是社区的头等大事。布尔吉哈穆德有数所亚美尼亚学校，在校学生数以千计。这些学校在

遵循黎巴嫩政府课程标准的同时，集中教授亚美尼亚语、历史和文化。学生们接受三语甚至四语教育

，同时学习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英语或法语。学校不只是学习场所，更是将亚美尼亚身份认同传

递给下一代的关键纽带。

但布尔吉哈穆德当前面临着多重困境。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尤其是2019年以来的金融崩溃，给社区造

成了严重冲击。黎巴嫩镑大幅贬值，许多商人和制造业者处境艰难。电力和供水不稳定，通货膨胀推

高了生活成本。年轻一代尤其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正离开这里，前往亚美尼亚本国或西方寻找出

路。

2020年8月，贝鲁特港口爆炸事故也波及了布尔吉 哈穆德。当地许多建筑受损，部分亚美尼亚居民不幸

遇难。但社区再一次展现出顽强的恢复力，着手重建。教会和非政府组织迅速行动起来救助受灾者，

世界各地的离散族群也纷纷伸出援手。

布尔吉 哈穆德也在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叙利亚内战后，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布尔吉 哈穆德，其

中包括来自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虽然共享同一语言和文化，但与黎巴嫩亚美尼亚人有着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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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经历。社区在欢迎和支持他们的同时，也面临着融合的课题。

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也在演变。第三代、第四代黎巴嫩亚美尼亚人体验亚美尼亚性的方式，和祖辈已

经很不一样。很多人不能流利地说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或英语反而更顺口。但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

己是亚美尼亚人，参加文化活动和宗教仪式。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与祖国及其他离散族群建立联系

的新途径。

布尔吉 哈穆德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个亚美尼亚人聚居的街区。这里是大屠杀幸存者从废墟中站起、建

设新生活的恢复力象征。这里证明了在多元文化的中东，少数民族可以在保持自身认同的同时，为更

广阔的社会作出贡献。这里也是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生命力的鲜活见证，一个不断变化、不断面对挑战

，却从未消亡的社区。

(2) 叙利亚：阿勒颇的千年教堂与学校

叙利亚的阿勒颇，曾经是中东规模最大、最繁荣的亚美尼亚社区所在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

约有10万至15万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阿勒颇，他们在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勒颇的亚

美尼亚社区以教堂和学校为核心来组织，这些机构超越了宗教和教育的功能，是社区的心脏和灵魂。

阿勒颇的亚美尼亚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现代社区的起源是1915年的大屠杀。数万名在奥斯曼帝

国屠杀和驱逐中幸存的亚美尼亚人，穿越叙利亚沙漠逃到阿勒颇。当时仍属奥斯曼帝国的阿勒颇，既

是屠杀的主要发生地之一，也是幸存者汇聚的集结点。一些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冒着生命危险藏匿亚

美尼亚人，西方传教士则开展了救济活动。

1920年代法国开始托管叙利亚，难民们获得了定居的机会。法国当局将阿勒颇东北部的苏莱曼尼耶区

划拨给亚美尼亚难民，这里很快被称为「亚美尼亚区」。起初只有帐篷和临时棚屋，但很快便建起了

永久住宅、商铺、教堂和学校。

教堂是阿勒颇亚美尼亚社区的核心。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分为多个堂区，每个堂区都有自己的教堂和附

属学校。其中最重要的教堂之一是四十殉道者大教堂(Forty Martyrs Cathedral)，坐落在阿勒颇老城区。

这座大教堂最早建于15世纪，后经多次重建，以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精美的建筑和圣像画而闻名。

苏莱曼尼耶区建起了圣以利亚教堂等多座新教堂。这些教堂不只是周日礼拜的场所。它们每天都敞开

大门，承办洗礼、婚礼、葬礼，也是社区会议、慈善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举办地。教堂庭院是孩子们的

游乐场，也是大人们的社交空间。每逢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和9月21日独立纪念日这样的重要日子，

教堂便成为凝聚整个社区的向心力。

阿勒颇的亚美尼亚教堂保存着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古代手抄本、圣像画、礼仪用品和历史文献收藏

在教堂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部分手抄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是亚美尼亚书法和细密画艺术的杰作。这

些文物不是普通的古董，而是证明亚美尼亚民族延续性的活的证据。

与教堂同样重要的是学校。阿勒颇曾有数十所亚美尼亚学校，数千名学生就读。这些学校由不同教派

和政治组织运营。卡伦 扎德学校、古尔本基安学校、塞罗珀利安学校是其中最有名的。每所学校在遵

循叙利亚政府课程的同时，也为亚美尼亚语、历史和文化投入了大量课时。

阿勒颇亚美尼亚学校的一大特色是教学水平高。学生接受多语教育，学习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以及

英语或法语。教师大多是亚美尼亚人，许多人曾在亚美尼亚本国或黎巴嫩的大学深造。学校不只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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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字的地方，更是塑造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场所。学生们学习亚美尼亚诗歌和歌曲，纪念历史事

件，学习传统舞蹈和音乐。

学校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阶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学校教育进入了专业领域或商界。毕业生考

入阿勒颇大学、大马士革大学，或前往黎巴嫩和欧洲的大学深造。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使阿勒颇亚

美尼亚人中涌现了大量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授。

学校和教堂之外，阿勒颇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基础设施。亚美尼亚文化中心、青年会、体育俱乐部和童

子军组织都十分活跃。哈马斯基恩文化协会等机构定期举办戏剧演出、音乐会和讲座。亚美尼亚图书

馆收藏了数千册亚美尼亚语书籍和杂志。每到夏天，孩子们参加教会或青年会组织的夏令营。

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在经济上也颇有建树。许多人传统上从事金银首饰、制鞋、皮革制品和纺织行业。

阿勒颇数百年来一直是中东的主要商业中心，亚美尼亚商人是这一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

经营大规模制造业或进出口贸易。亚美尼亚区的店铺和作坊总是熙熙攘攘，以诚实的工匠精神著称。

亚美尼亚人也为阿勒颇的社会多样性作出了贡献。他们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基督教社区和平

共处。许多亚美尼亚人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一些人深深融入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他们保持着

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叙利亚社会总体上也尊重这种多样性。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一切都变了。阿勒颇成为战斗最激烈的城市之一，苏莱曼尼耶亚美尼亚区恰

好处于交战区的正中央。教堂、学校、住宅和商铺在炮击和空袭中被摧毁。数百名亚美尼亚人丧生，

更多人受伤。

最具象征意义的损失，是四十殉道者大教堂的毁坏。2015年，反对派武装的炮击导致教堂钟楼倒塌，

建筑大部分受损。数百年历史的圣像画和手抄本化为灰烬。其他多座教堂和学校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卡伦 扎德学校变成了废墟，圣以利亚教堂严重受损。

社区大多数成员离开了。有些人逃往大马士革或叙利亚其他地区，更多人移居黎巴嫩、亚美尼亚本国

或西方国家。2011年阿勒颇约有15万亚美尼亚人，到2020年前后已减少到不足2万。世代相传的家庭四

散各地，有些人从此再未相见。

即便如此，留下来的人展现出了惊人的恢复力。战争中，一些教堂仍然坚持开门，神父们冒着生命危

险主持礼拜。教堂变成了避难所、救济中心和医疗站。一些学校在废墟中继续上课，教师们义务授课。

社区组织分发食物、医疗用品和生活必需品。

2016年底叙利亚政府军收复阿勒颇后，重建缓缓启动。一些亚美尼亚人回来了，教堂和学校的修复工

作开始了。亚美尼亚本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离散族群为重建提供了支持。四十殉道者大教堂得到了部

分修复，重新开始举行礼拜。几所学校也重新开学。

要恢复往日的生气，谈何容易。经济已经崩溃，许多年轻人觉得看不到未来，持续外流。留下的社区

日益老龄化，学校的学生人数只有过去的零头。曾经熙攘的亚美尼亚区街道如今一片沉寂，许多建筑

依然是断壁残垣。

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没有放弃。他们发誓要像祖辈在1915年后从废墟中重建社区那样，再一次完成重

建。教堂的钟声依然回荡，学校教室里依然传出孩子们的笑声。阿勒颇亚美尼亚社区的故事并没有结

束。它仍在继续，虽然比从前更小、更脆弱，但依然活着，依然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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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颇的教堂和学校不只是建筑物。它们是社区的身份认同、记忆和希望凝结而成的场所。它们的毁

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损失，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创伤。但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建筑可以被摧毁，

社区的精神却没那么容易被折断。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会重建教堂和学校，传授语

言，守护信仰。因为这正是他们一千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3) 伊朗伊斯法罕的新朱勒法与万克修道院(Vank Monastery)

伊朗伊斯法罕的新朱勒法与万克修道院，是亚美尼亚离散族群历史上最独特、文化底蕴最丰厚的地方

之一。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社区，展现了亚美尼亚文化与波斯文化令人惊叹的融合，至今仍是充满

活力的亚美尼亚人生活中心。

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强制迁徙

新朱勒法的故事始于17世纪初波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萨法维王朝的沙阿 阿巴斯一世(

在位1588-1629)立志将波斯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他试图控制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战略要地亚美尼亚

地区，却面临着该地区被奥斯曼完全夺走的风险。

1604年，沙阿 阿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阿拉斯河流域繁荣的亚美尼亚城市朱勒法及周边地区

的居民强制迁往波斯内陆。这是焦土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奥斯曼军队即使占领此地也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沙阿 阿巴斯也想把亚美尼亚商人的经济才干和贸易网络带到自己的首都伊斯法罕，以此激

活波斯经济。

强制迁徙是一场悲剧。约3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在冬季翻越山岭，长途跋涉前往伊斯法罕。许多人，尤

其是老人和儿童，死于严寒、饥饿和疾病。

抵达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被安置在扎因德河南岸的一块定居地。这里与沙阿华丽的宫殿和花园所在

的北岸隔河相望，距离不远，足以参与经济活动。为了纪念故乡，他们将定居地命名为「新朱勒法」

(New Julfa，波斯语Jolfa-ye Now)。

沙阿 阿巴斯赋予了亚美尼亚人相当大的自治权和特权。他们可以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建造教堂、自由

奉行信仰，还在贸易中获得了特殊权利。亚美尼亚商人得以独家经营波斯珍贵的丝绸贸易，这成为他

们繁荣的基础。

从17世纪中叶起，新朱勒法迎来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亚美尼亚商人建立起横跨波斯丝绸出口到印度、

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庞大贸易网络。他们不仅在阿姆斯特丹、威尼斯、里窝那、马赛等欧洲城市设有贸

易据点，甚至在马尼拉、澳门和加尔各答也设立了商站。朱勒法商人的网络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贸

易体系之一，也是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财富的积累，新朱勒法在文化上也绽放了光彩。到17世纪末，这里的人口达到3万至5万，拥有13

座教堂和修道院，以及数百家店铺和作坊。街道上充满了活力，亚美尼亚语是通用语言。富裕的商人

修建华丽的宅邸，资助艺术家和学者。

波斯-亚美尼亚混合建筑风格与壁画

新朱勒法的建筑发展出一种亚美尼亚与波斯传统优美融合的独特风格。这不是两种风格的拼凑，而是

两种文化中最精华的元素有机结合后诞生的全新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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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克修道院(正式名称为圣救世主大教堂，Holy Savior Cathedral)是这种混合风格最伟大的杰作。这座教

堂始建于1606年，1664年完工，从外观上看，酷似典型的萨法维波斯建筑。建筑采用波斯式砖砌，穹顶

呈波斯清真寺常见的浑圆形状。土黄色和米色的砖墙与伊斯法罕其他伊斯兰建筑融为一体。

然而一旦走进教堂，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展现在眼前。内部被华丽的湿壁画完全覆盖。墙壁、天花板、

穹顶、拱券，每一寸表面都绘满了圣经故事、圣人生平、天堂与地狱的场景，以及花卉和几何纹样。

这些壁画绘制于17世纪后半叶，亚美尼亚、波斯和欧洲巴洛克的影响在其中交织出独特的面貌。

壁画的色彩令人屏息。金箔、青绿色、钴蓝、红色、绿色交相辉映，和谐而富丽。穹顶内部的天堂场

景尤为壮观，金光灿灿，天使和圣人环绕在基督周围。波斯细密画的精致与亚美尼亚宗教艺术的灵性

在此相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

最令人震撼的是「末日审判」场景。这幅巨大的湿壁画覆盖了教堂西墙的整面墙壁，将天堂与地狱形

成对照。上方描绘的是获救的灵魂在天使引领下步入天国花园；下方则是罪人在烈火中受苦的地狱场

面，栩栩如生。这些画面遵循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画的传统，但人物的服饰和装饰元素中融入了波斯风

格的细节。

壁画中也包含历史场景。其中描绘了1604年强制迁徙的画面，表现亚美尼亚人翻山越岭前往波斯的行

军场景，还描绘了沙阿 阿巴斯与亚美尼亚主教们会面的情形。这些画面在保存社区集体记忆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教堂的瓷砖装饰也值得细看。亚美尼亚十字架和基督教符号与波斯花卉纹样及书法图案融为一体。有

些瓷砖上刻着亚美尼亚语铭文，另一些则题写着波斯诗句。这些瓷砖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两

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与相互影响。

除了万克修道院，新朱勒法还有伯利恒教堂(Bethlehem Church)、圣玛利亚教堂等多座精美的教堂。每

一座都有独特的建筑特色，但都共享波斯-亚美尼亚混合风格。有些教堂融入了萨法维时期的园林建筑

元素，教堂前方设有波斯式花园和喷泉。

富裕的朱勒法商人宅邸采用波斯式庭院住宅结构，但室内装饰中融入了亚美尼亚基督教元素。一些宅

邸设有私人礼拜堂，墙上挂着圣家族或圣人的圣像画。与此同时，天花板和墙壁的灰泥装饰、彩色玻

璃窗则遵循波斯传统。

融合不只是风格上的混搭。它象征着亚美尼亚人在适应波斯环境的同时保住自身认同的方式。外观是

波斯式的，内部却是亚美尼亚式的建筑，恰恰是这个群体的隐喻：外在融入波斯社会，内心守护着基

督教亚美尼亚的身份。

世界最早的印刷机与抄本文化的中心

新朱尔法不只是一个贸易中心，更是亚美尼亚文化与学术的灯塔。在印刷和出版领域，它扮演了开拓

者的角色。

1636年，中东第一台亚美尼亚印刷机在新朱尔法建立。距古腾堡在欧洲发明印刷术已过去大约180年，

但对中东地区来说，这仍是划时代的事件。印刷机由一位名叫霍贾 亚伯拉罕的亚美尼亚主教创办，他

曾远赴欧洲学习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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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印刷品是1638年出版的诗篇集。此后，新朱尔法印刷所陆续出版了圣经、礼仪书、神学论文、

语法书、历史著作等各类亚美尼亚语书籍。这些书不仅在新朱尔法流通，还被分发到奥斯曼帝国、俄

罗斯、印度的亚美尼亚社区，成为连接全球亚美尼亚人的文化纽带。

印刷术的引入给亚美尼亚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过去，书籍只能手抄，极其珍贵，价格高昂。有

了印刷术，书变得便宜，传播范围大大扩展，文盲率随之下降，教育也得以普及。在新朱尔法的亚美

尼亚家庭中，拥有圣经和祈祷书成了寻常事。

不过，印刷术的到来并没有让抄本文化消亡。恰恰相反，新朱尔法成了亚美尼亚抄本艺术晚期几个伟

大中心之一。万克修道院和其他教堂的抄写室（Scriptorium）里，精美的彩饰抄本仍在源源不断地诞生。

17世纪和18世纪在新朱尔法制作的抄本堪称艺术杰作。细密画师将波斯细密画技法与亚美尼亚抄本传

统融为一体。福音书的页边缀满了贴金花纹、飞鸟和奇异的动物。四位福音书作者（马太、马可、路

加、约翰）的画像受波斯宫廷画风影响，穿着华丽的服饰，背景精致繁复。

有些抄本还包含赞助人的肖像。富裕商人委托画师将自己和家人画进福音书里，画中人往往头戴波斯

式缠头巾、身穿长袍，手中却握着基督教十字架。这些肖像为我们了解当时朱尔法亚美尼亚人的服饰、

饰品和社会地位提供了珍贵的视觉资料。

万克修道院的图书馆是这些抄本的宝库。馆内收藏了数百卷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亚美尼亚抄本，一部

分在新朱尔法制作，另一部分来自亚美尼亚本土或奇里乞亚。内容涵盖圣经文本、礼仪书、历史编年

史、医学论文、哲学著作等。

18世纪，新朱尔法成为亚美尼亚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学者和神学家聚集于此，规范亚美尼亚语语法

，研究历史，把欧洲的新思想翻译成亚美尼亚语。万克修道院的学校发展为高等教育机构，除神学外

，还教授数学、天文学和医学。

新朱尔法在与其他亚美尼亚社区的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马德拉斯（今金奈）和加尔各

答的亚美尼亚社区，正是由新朱尔法的移民所建立。他们带去了在新朱尔法印刷的书籍，供应给印度

的亚美尼亚人。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印刷所也从新朱尔法的技术人员那里学到了技艺。

如今，万克修道院博物馆展出了这一丰富文化遗产的部分藏品。参观者可以看到17至18世纪的彩饰抄

本、早期印刷本以及亚美尼亚书法的精品。有些抄本极其珍贵，保存在特殊的恒温恒湿环境中，但研

究者可以通过数字复制品查阅。

新朱尔法的印刷与抄本文化，意义远不止于造书本身。它是保存亚美尼亚语言和民族认同的核心手段。

虽然身处波斯，远离故土，亚美尼亚人却通过书籍与自己的文化根脉保持着联系。圣经和礼仪书维系

了宗教认同，历史著作培养了民族自豪感，文学作品让亚美尼亚语始终是一门活的语言。

离散族群灵性生活的象征空间

万克修道院和新朱尔法不只是历史遗迹或旅游景点。它们是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灵性生活的鲜活象征，

证明了即使远离故乡，信仰与认同依然可以延续。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教会是民族认同的内核。自公元301年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

的国家以来，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就不只是一个宗教机构，而是民族的灵魂。在多个帝国的统治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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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承担了保存亚美尼亚语言、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使命。

万克修道院在波斯的土地上延续了这一传统。每个礼拜天，神圣礼仪（Divine Liturgy）以古亚美尼亚语

举行，信众吟唱着几百年未曾改变的圣歌。礼仪中的香烟、烛光和圣歌的回响，在精神上将信众与本

土的埃奇米阿津大教堂、耶路撒冷的圣雅各大教堂连为一体。

教会历法决定了社区的生活节奏。圣诞节（亚美尼亚教会在1月6日庆祝）、复活节、圣母升天日、启

蒙者圣格列高利纪念日等重要节日，整个新朱尔法都会参与庆祝。这些日子不只是宗教仪式，更是整

个社区聚在一起的社会和文化事件。

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有着格外深重的意义。虽然1915年大屠杀并非新朱尔法的直接经历，但进入20世

纪之后，它已成为全球亚美尼亚人的集体创伤。每年这一天，万克修道院都会举行特别礼拜，为遇难

者祈祷。这提醒人们，新朱尔法不只是伊朗的一个地方社区，而是全球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的一部分。

万克修道院还承担着朝圣地的角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前来新朱尔法，体验这里的历史和精

神遗产。在美国或法国长大的年轻亚美尼亚人来到这里，感受到与自己根脉的联结。站在华丽的壁画

前，他们听着祖先在苦难中坚守信仰与文化的故事。

修道院同时也是个人灵性的空间。许多伊朗亚美尼亚人希望在万克修道院举行人生中的重要仪式：洗

礼、初领圣餐、婚礼、葬礼。对于在这里出生和成长的人来说，万克不只是一座历史纪念建筑，而是

承载着个人记忆与情感的场所。

万克修道院在伊斯兰国家伊朗充当着基督教亚美尼亚认同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宗教间对话与相互尊

重的范例。伊朗穆斯林前来万克参观，赞叹它的艺术之美，了解亚美尼亚文化。伊朗政府将万克列为

国家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作为旅游景点推介。

2008年，包括万克修道院在内的伊斯法罕亚美尼亚教堂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国际社会对其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正式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这些教堂是「亚美尼亚基督教

艺术与建筑如何与波斯文化互动的杰出例证」。

新朱尔法和万克修道院也面临着挑战。伊朗的亚美尼亚社区正在逐渐缩小。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

朗约有30万亚美尼亚人；目前估计在10万到12万之间。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移居美国、

加拿大、欧洲或亚美尼亚本国。

伊朗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给社区带来压力。国际制裁使经济雪上加霜，在保守的伊斯兰政权下作为宗

教少数群体生活，有时会遭遇微妙的歧视。尽管如此，伊朗政府将亚美尼亚人视为官方认可的少数民

族，在议会中为其保留席位，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学校和教会。

新朱尔法的实体遗产也亟需保护。有着400年历史的建筑正因自然老化、空气污染，有时还有不当修缮

而受到损害。万克修道院的壁画在湿气和温度变化中一点点褪色。国际机构和亚美尼亚离散族群在为

保护项目提供资金，但还远远不够。万克修道院和新朱尔法依然保持着生命力。每个礼拜天钟声仍在

回荡，信众仍然聚集。亚美尼亚学校的孩子们仍在学习他们的语言和历史。新朱尔法的街头，仍能听

到亚美尼亚语。

万克修道院不只是一座关于过去的纪念碑。它是离散族群韧性与适应力的活生生的见证。它展示了亚

美尼亚人如何在异乡扎根，与当地文化和谐共处，同时保有自身独特的认同。它象征着信仰如何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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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凝聚在一起，在苦难时期提供希望，并将认同代代传递。

今天来到万克修道院的访客，无论是否为亚美尼亚人，看到的都不只是精美的艺术品。他们见证的是

一段跨越400年的生存与繁荣、苦难与复原、失去与守护的故事。他们看到一个小民族如何在大国之间

保持自己的声音，将文化的丰盈贡献给世界。他们也从中领悟到，离散族群不只是失去家园的人，他

们可以成为不同世界之间的桥梁，创造出崭新的美与意义。

3. 美洲大陆的亚美尼亚：美国、阿根廷与乌拉圭

美洲大陆成为20世纪亚美尼亚离散族群最重要的目的地。美国是亚美尼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南美的阿

根廷和乌拉圭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社区。各自在不同环境中发展出了独特的亚美尼亚-美洲认同。

亚美尼亚人移民美国始于19世纪末。1890年代，为逃避奥斯曼帝国的哈米德大屠杀（Hamidian

Massacres），第一批亚美尼亚人抵达美国。他们主要定居在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新泽西，部分人

去了中西部的底特律和芝加哥。早期移民大多贫困，在工厂或纺织业当工人。

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915年大屠杀之后。到1920年代，数万名幸存者和难民到达美国。1924年通过的《移

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限制了来自亚洲和东欧的移民，亚美尼亚人也受到影响。即便如此，

到1930年代，大约5万到7万亚美尼亚人已在美国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轮移民潮开始。滞留在欧洲难民营的亚美尼亚人重新安置到美国；1950年代

和1960年代，来自中东的移民增加。1975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催生了又一波迁徙。1980年代和1990年代

，伊朗革命和苏联解体导致大量伊朗和亚美尼亚本国的亚美尼亚人移居美国。

如今，美国约有100万到150万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最大的聚居区在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洛杉矶大都

市圈。格伦代尔（Glendale）是美国亚美尼亚人比例最高的城市，约40%的居民是亚美尼亚裔。好莱坞、

伯班克、帕萨迪纳也有大规模社区。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约50万到70万亚美尼亚人，因此得了个「小

亚美尼亚（Little Armenia）」的称号。

在东部，大波士顿地区（尤其是沃特敦）是传统的亚美尼亚中心。纽约和新泽西、密歇根州底特律郊

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社区。近年来，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也在扩展。

美国亚美尼亚社区的显著特征是高教育水平和经济上的成功。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在专业领域（医生、

律师、工程师、教授）、商业、艺术和娱乐行业崭露头角。知名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包括卡戴珊家族

（真人秀明星）、System of a Down（摇滚乐队）、喜剧演员乔治 卡林（祖母是亚美尼亚人）、电影导

演阿托姆 伊戈扬、投资家柯克 科尔科里安等。

在政治领域，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同样活跃。数十年来，他们持续游说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

杀。亚美尼亚美国全国委员会（Armenian National Committee of America, ANCA）和亚美尼亚美国议会

（Armenian Assembly of America）是实力强劲的游说组织。2019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正式承

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决议案，这正是离散族群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

美国的亚美尼亚社区组织严密。数百座教堂（使徒教会、天主教、新教）、学校、文化中心和政治组

织遍布各地。洛杉矶的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大教堂是西半球最大的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教堂。波士顿海德

公园设有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文化遗产公园，用以纪念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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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优先事项。各地设有亚美尼亚学校，部分学校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课程。UCLA、USC

等知名大学开设了亚美尼亚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由离散族群捐资创建。南加州大学（USC）的亚美尼

亚研究所享有世界声誉。

美国的亚美尼亚社区经历着同化与身份保持之间的张力。第三代和第四代几乎不会说亚美尼亚语，英

语是主要语言。族际通婚也在增加，许多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配偶并非亚美尼亚人。年轻人认同自己

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但这个身份的内涵与祖父母那一代已大不相同。

耐人寻味的是，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催生了新形态的亚美尼亚认同。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通过

Instagram、YouTube、TikTok分享亚美尼亚音乐、美食和文化。在线亚美尼亚语学习平台、播客、

YouTube频道在传播着语言和文化。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数千名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美

国人通过社交媒体发起支援亚美尼亚的运动，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南美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知名度较低，但同样有着重要意义。阿根廷约有13万亚美尼亚人，乌拉圭约

有1.9万人。他们的历史和美国相似，起点都是1915年大屠杀。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数千名亚美尼亚难民在奥斯曼帝国残酷的驱逐中幸存下来，从中东辗转来到南美。

有些人先在黎巴嫩或叙利亚停留了几年，然后渡过大西洋寻找新的机会。阿根廷和乌拉圭当时对移民

比较开放，经济也在增长。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南美亚美尼亚离散族群的中心。在巴勒莫和弗洛雷斯等街区形成了亚美尼亚社区

，教堂、学校、文化中心相继建立。早期移民虽然贫穷，但凭借勤劳和创业精神迅速站稳了脚跟。许

多人开始经营纺织、皮革制品、珠宝和地毯生意。

阿根廷亚美尼亚人有一个独到之处：多语言能力。他们会说亚美尼亚语、西班牙语，很多人还能说法

语或英语。这反映了他们的迁徙路线，从奥斯曼帝国出生，途经中东的法国委任统治地区，最终抵达

南美。

阿根廷的亚美尼亚社区在文化上非常活跃。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多座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天主教堂，每

座教堂都附设学校和文化中心。这里还有亚美尼亚大屠杀博物馆，用于保存历史、开展教育。每年4月

24日都会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数千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游行。

1990年代，阿根廷成为南美洲第一个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国家。20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起了

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这些成果体现了亚美尼亚裔阿根廷人的政治影响力。

体育也是融合的纽带。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家名为Club Atletico Armenia的俱乐部，运营足球、篮球和

排球队。它是社区的凝聚核心，也是年轻人与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相连接的场所。

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也有类似的社区。规模虽小，组织却很紧密，教会和文化协会都很活跃。乌拉圭

于2004年承认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这离不开当地虽小却颇具影响力的亚美尼亚社区的推动。

南美的亚美尼亚人常被称作「双重离散族群」。他们不仅与亚美尼亚本土相连，还与中东的黎巴嫩、

叙利亚保持着联系。许多家庭在贝鲁特或阿勒颇仍有亲属，中东菜肴和音乐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之中。

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吸收了拉丁美洲文化。探戈、马黛茶、阿萨多（阿根廷式烧烤）已成为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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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也居住着约4万名亚美尼亚人，主要集中在圣保罗。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也有小型社区。各社

区规模虽小，但都坚持维系教会和文化组织，努力保存自身的身份认同。

加拿大也是重要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聚居国。约有10万亚美尼亚裔加拿大人，主要集中在多伦多和蒙

特利尔。加拿大社区与美国有相似特征，但得益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他们在身份认同保存方面

享有更友好的环境。

美洲大陆的亚美尼亚社区与本国保持着牢固的纽带。很多人去亚美尼亚探访，在本国投资经济，给家

人汇款。1991年独立以来，这种联系尤为紧密。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美洲离散族群募

集了数千万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战后重建。

同化的压力同样存在。在美国和加拿大，年轻一代已深度融入主流社会，一些人正在丧失亚美尼亚语

能力。社区领袖们通过语言教育、文化项目和青年组织来应对这一挑战。

「离散族群旅游」正在兴起，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或阿根廷人为寻根

而前往亚美尼亚，有些人在本国工作或学习数月甚至数年。这正在创造离散族群与本国之间新形态的

联结。

美洲的亚美尼亚离散族群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当年以大屠杀难民身份抵达的人，他们的后代如今已在

国会、企业界、大学和艺术界占据了有影响力的位置。他们为所在国作出贡献的同时维系着亚美尼亚

身份认同，支持本国，并向全世界传播亚美尼亚文化。这个案例说明，离散族群并非只意味着损失，

它可以成为文化丰富和跨国联结的源泉。

4. 与本国的连接：汇款、文化、教育、信仰编织的纽带

亚美尼亚本国与散布全球的离散族群之间的关系，绝非感性的精神寄托。它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和

精神层面切实支撑本国生存与发展的多维联结。这种联结通过四条主要纽带得以维系：汇款、文化交

流、教育支持和信仰。

经济联结：汇款与投资

离散族群的经济贡献对亚美尼亚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据世界银行数据，亚美尼亚是全球汇款占GDP

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2019年，汇款额占GDP的14%，相当于每年约20亿美元。

大部分汇款来自在俄罗斯工作的亚美尼亚人。约200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俄罗斯，许多人在莫斯科或圣

彼得堡工作，定期给国内家人寄钱。这笔汇款支撑着数百万家庭的生计，在地方农村地区更是主要收

入来源。

这种经济联系已超越了家庭互助的范畴。许多离散族群亚美尼亚人在本国投资创业。来自美国、法国、

俄罗斯的成功亚美尼亚企业家在亚美尼亚创办制造企业、IT公司、酒店和餐馆。IT行业中离散族群的

投资尤为突出。埃里温被誉为「高加索硅谷」，大量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离散族群投资者的资助。

离散族群债券（Diaspora Bonds）也是一种创新的融资方式。效仿以色列的先例，亚美尼亚政府不时面

向离散族群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项目或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离散族群亚美尼亚人购买这些债券，不

只是为了投资回报，更出于爱国之情。



88

房地产市场同样受到离散族群的影响。许多海外亚美尼亚人在埃里温或故乡的村庄购买房屋或公寓。

有些人计划退休后回国，有些是度假用途或投资目的。这带动了房地产市场，但也让当地居民面临房

价上涨的压力。

慈善与人道主义援助同样举足轻重。1988年斯皮塔克大地震之后，离散族群为重建捐赠了数亿美元。

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全球离散族群通过「Armenia Fund」等组织募集了超过1亿美元。

脆弱性也不可忽视。每当俄罗斯经济遭遇困难（比如2014至2015年卢布危机），汇款就会骤降，对亚美

尼亚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凸显了经济多元化的迫切需要。

文化联结：语言、艺术与传统的保存和交流

在文化层面，离散族群与本国的关系是双向的。离散族群承担着保存和传播本国文化的角色，本国则

为离散族群提供文化根基和身份认同的源头。

语言是最核心的文化纽带。亚美尼亚语是一种自成语族的独立语言，拥有公元5世纪创制的独特字母表。

离散族群社区世代努力保存着这门语言。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学校教授亚美尼亚语，有的是周末学校

，有的是全日制学校。

近年来，在线平台开始提供语言学习服务。「HyeLearning」「Armenian Virtual College」等网站免费提

供亚美尼亚语课程，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学习。YouTube频道也推出亚美尼亚语教学，语言学习App也

在开发当中。这让第三代、第四代离散族群有机会重新发现祖先的语言。

文学和艺术领域的交流也很活跃。离散族群作家不仅用亚美尼亚语写作，也用英语、法语、俄语创作

，把亚美尼亚的经历带向世界。美国小说家克里斯 博贾利安（Chris Bohjalian）在『沙堡女孩』（The

Sandcastle Girls）中书写大屠杀题材，成为畅销书。法国作家安德烈 马基纳（Andre� Makine，亚美尼

亚裔）曾获龚古尔奖。

音乐是一条有力的纽带。传统亚美尼亚音乐以杜杜克（duduk，亚美尼亚木管乐器）哀婉的声音闻名。

离散族群音乐家吉万 加斯帕良（Djivan Gasparyan）将杜杜克推向了世界舞台，他的音乐被用在电影『

角斗士』的配乐中。年轻一代融合传统与现代，像System of a Down这样的乐队将亚美尼亚身份认同与

摇滚乐结合在一起。

电影也是重要的媒介。阿托姆 伊戈扬等离散族群导演以亚美尼亚历史和身份认同为主题创作影片。他

的电影『阿拉拉特』（Ararat，2002年）聚焦大屠杀，引起了国际关注。本国的电影节邀请离散族群导

演参加，他们的作品为本国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角。

视觉艺术领域的交流也很活跃。亚美尼亚裔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埃里温现代艺术馆（

Modern Art Museum of Yerevan）展出离散族群艺术家的作品。

烹饪是最容易触及的联结方式。杜尔玛（葡萄叶裹米饭和肉）、烤肉串、拉瓦什薄饼、巴克拉瓦甜点

，这些食物在全世界亚美尼亚家庭和餐馆里都能吃到。离散族群有时也会将这些菜肴与当地文化融合

，比如洛杉矶的亚美尼亚餐馆就会给传统菜式加入加州风格的创意。

节日和纪念日将社区凝聚在一起。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是全球亚美尼亚人同时缅怀的日子。从埃里温

的大屠杀纪念馆到巴黎、洛杉矶、悉尼，亚美尼亚人手持蜡烛游行，追悼死难者。9月21日的独立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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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也在世界各地同样受到庆祝。

教育联结：奖学金、交换项目与知识传递

教育是连接离散族群与本国的另一条重要纽带，也是对未来世代的投资。

奖学金项目是最直接的教育支持形式。许多离散族群组织和富裕个人为本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亚美

尼亚学生不仅能在国内大学深造，还能进入海外名校学习。「亚美尼亚全球慈善联盟」（AGBU，

Armenian General Benevolent Union）是全球最大的亚美尼亚慈善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数百项奖学金。

交换项目让离散族群青年有机会亲身体验本国。「Birthright Armenia」项目（以以色列的Birthright项目

为范本）为离散族群青年提供赴亚美尼亚进行数周至数月志愿服务或实习的机会。参加者在NGO、学

校和企业工作，与本国建立直接联系。许多参加者表示，这段经历增强了他们的亚美尼亚身份认同。

反方向的交流也在发生。亚美尼亚学生前往离散族群所在国留学，一部分人留在了那里。这虽然形成

了新的离散族群，但也同时加强了本国与定居地之间的网络。这些人回国后，往往会将海外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加以应用。

大学之间的合作也在增加。埃里温国立大学、亚美尼亚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Armenia）等院

校与离散族群所在国的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开展教授交换、联合研究项目和双学位课程。美国和欧

洲的主要大学设立了亚美尼亚研究中心，这些中心获得了离散族群捐赠者的资助。

埃里温举办的国际暑期学校邀请离散族群学生集中学习亚美尼亚历史、文化和语言。这不仅是学习，

更为全球亚美尼亚青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离散族群组织编写亚美尼亚语教材、历史读物和文化资料

，分发给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学校。在线图书馆和数字档案将珍贵的亚美尼亚古籍和历史文献数字化

，供全球研究者和学生查阅。

信仰的联结：教会的统合作用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是连接离散族群与本国的最古老也最有力的制度。自公元30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

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以来，教会就不只是一个宗教机构，而是亚美尼亚身份认同的守护者。

教会总部设在埃奇米阿津（Etchmiadzin），可以称之为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梵蒂冈。历任亚美尼亚全

体大主教（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都在此选出并就任。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建于公元301年，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全球的亚美尼亚教会都与埃奇米阿津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结。各教区的神父由埃奇米阿津任命或批准，

在重大教会事务上接受指引。这为地理上四散的离散族群提供了统一性和延续性。

朝圣将信仰的联结具象化。每年数千名离散族群亚美尼亚人前往埃奇米阿津、霍尔维拉普修道院（能

望见阿拉拉特山）、格加尔德修道院（凿刻在岩石中的中世纪修道院）等圣地。这些朝圣不仅是宗教

体验，也是与本国在情感和文化上的重新连接。

教会还是社会福利和教育的中心。全球各地的亚美尼亚教会组织主日学校、青年团体和慈善活动。在

黎巴嫩内战和叙利亚内战这样的危机中，教会站在难民救助的最前线。教会网络是一条高效的渠道，

将援助从离散族群的一个地区传递到另一个地区，再传递到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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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代，教会作为离散族群身份认同支柱的角色正面临挑战。西方的年轻一代参与教会活动的比例

下降，世俗化趋势明显。但教会也在调整自身。不少教会引入了面向青年的现代项目、英语礼拜，并

开始借助社交媒体传播信息。有些神父开设播客或运营YouTube频道，与年轻人直接对话。

大屠杀纪念同样是教会承担的重要使命。每年4月24日，全球各地的亚美尼亚教会都会举行特别礼拜仪

式。在埃奇米阿津，由大主教主持的大规模追悼仪式吸引数万人参加。这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一种

将散布各地的离散族群凝聚为一个民族的仪式。

教会还充当着各地离散社区之间的桥梁。比如，一个住在洛杉矶的亚美尼亚人到巴黎旅行，会去当地

的亚美尼亚教会，在那里受到欢迎，与社区建立联系。教会是跨国亚美尼亚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

挑战与未来

这些纽带虽然坚韧，却也面临考验。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在第三代、第四代离散族群中尤其容易

削弱身份认同。经济上的依赖也带来脆弱性，俄罗斯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影响会立刻传导到亚美尼亚。

政治上的分歧有时也会在离散族群与祖国之间制造紧张。

技术进步让新的连接形式成为可能。社交媒体、视频通话、在线平台，使离散族群能够与祖国实时互

动。虚拟社区逐渐成形，跨越国界的合作不断涌现。众筹平台让离散族群可以直接为祖国的项目出力。

接受「多重身份」也是一个新趋势。年轻的离散族群坦然地将自己定义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或「

亚美尼亚裔法国人」，同时拥抱两种文化。这与传统的身份认同观念不同，但在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

里，这或许是一种自然的演变。

祖国与离散族群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援助。它是一种双向的、充满活力的交流。离散族群为祖国提供经

济支持、国际发声渠道以及知识和技术。祖国则为离散族群提供文化根脉、身份认同的源泉和精神上

的故乡。这种关系，正是小国亚美尼亚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远超其国土规模之影响力的关键资产。

祖国应当为离散族群提供更多参与机会，降低回归的门槛，并通过双重国籍和投票权等制度安排来巩

固彼此的联系。离散族群则应将语言和文化传递给下一代，持续支持祖国，并在国际社会中继续扮演

亚美尼亚代言人的角色。只要这种双向努力延续下去，亚美尼亚民族即便在地理上四散各方，也将作

为一个共同体存续下去。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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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今天的亚美尼亚与未来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1. 首都埃里温：古代与现代交汇的城市

埃里温是亚美尼亚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据记载建于公元前782年，比罗马还早了29年，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关于埃里温这个名字，有一个传说：诺亚方舟停靠在亚拉拉特山之后，诺亚

望向这片土地，喊出了「耶列瓦尼」（意为「出现了」），城市因此得名。

埃里温最大的特色，是整座城市泛着粉红色调。原因在于大部分建筑都采用一种粉色火山岩建造。每

到黄昏时分，整座城市笼罩在柔和的玫瑰色光芒中，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粉色之城」或「玫瑰之

城」。这种独特的景观，给城市增添了一份温暖而舒适的气息。

（埃里温市中心共和国广场）埃里温的核心是共和国广场。这座广场由建筑师亚历山大 塔马尼扬于

1924年苏联时期设计，将古典亚美尼亚建筑风格与苏联规划城市的理念融为一体。广场周围分布着政

府大楼、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中央邮局等重要建筑，全部采用粉色火山岩建造，整体风格

统一协调。每到傍晚，广场上的喷泉会随着音乐起舞，水柱和灯光交相辉映，深受埃里温市民和游客

的喜爱。

埃里温有一处铭记亚美尼亚悲惨历史的重要场所，那就是矗立在齐齐尔纳卡贝尔特山丘上的大屠杀纪

念馆。这座纪念馆建于1967年，为的是悼念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大屠杀。纪念馆中央

，12根玄武岩石柱呈圆形排列，象征着当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12个亚美尼亚省份。石柱向内

倾斜，呈现出哀悼的姿态。中央燃烧着一簇永不熄灭的火焰。每年4月24日大屠杀纪念日，数十万人涌

向这里，寄托哀思。

（埃里温街头随处可见的天然饮水台）

埃里温的现代面貌沿北大街延展开来。这条街道高档商店、咖啡馆、餐厅鳞次栉比，堪称埃里温的「

香榭丽舍大道」。亚美尼亚有着独特的咖啡馆文化，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人们喝着咖啡或白兰地，悠闲

地消磨时光。亚美尼亚的白兰地也享有盛名，亚拉拉特白兰地更是世界公认的佳酿。据说温斯顿 丘吉

尔就是这款白兰地的忠实拥趸。

说到埃里温的文化地标，不能不提阶梯广场（Cascade）。这是一座从市中心延伸到山顶的巨型阶梯式

建筑，始建于1971年，2009年完工。整座建筑由572级台阶构成，但它绝不只是一段楼梯，而是一座露

天美术馆。每一层都陈列着雕塑作品，内部设有卡菲斯基扬现代艺术中心。拾级而上，埃里温市区尽

收眼底；天气晴好时，远处的亚拉拉特山清晰可见。年轻人在这里约会，艺术家在这里表演，游客在

这里拍照留念，这里是埃里温最具代表性的地标。

埃里温同时也是教育和科研重镇。埃里温国立大学创办于1919年，是亚美尼亚顶尖的高等学府，培养

了大批学者和专业人才。亚美尼亚人均博士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得益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深

厚教育传统。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人才。

埃里温正迅速崛起为IT产业中心。这里被称为「高加索的硅谷」，软件开发和创业生态十分活跃。许

多全球IT企业在埃里温设立了研发中心，年轻的程序员们面向世界市场工作。政府也将数字经济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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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的核心方向，给予大力扶持。

（埃里温市中心阶梯广场，也可以乘坐建筑内部的自动扶梯上去）

亚美尼亚的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多彩。亚美尼亚菜肴受到中东、地中海和俄罗斯饮食的影响，但始终保

持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从烤肉串、多尔玛（葡萄叶包饭）、拉瓦什（薄饼）、哈里萨（鸡肉麦粥）等

传统食物，到以现代手法重新演绎的融合菜，品类繁多。韦尔尼萨日市场既出售传统手工艺品，也有

新鲜水果、蔬菜和香料，是感受埃里温市井生活的好去处。

交通系统也在逐步走向现代化。地铁于1981年开通，目前运营一条线路。苏联时代建造的地铁站内装

饰着华丽的吊灯和大理石，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近年来，公交系统得到改善，共享单车服务也已上线

，绿色出行方式正在不断推广。

埃里温人的生活围绕家庭和社区展开。傍晚时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周末则与亲戚相聚。这里

的待客之道根深蒂固，人们看重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以美食款待的传统。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生活方

式并行不悖，这就是今天的埃里温。

埃里温四季各有风情。春天杏花盛开，夏天烈日下的露天咖啡座生机勃勃。秋天迎来葡萄采摘季，葡

萄酒节热闹开场；冬天，以白雪皑皑的亚拉拉特山为背景的城市景色格外动人。埃里温就是这样一座

3000年历史与现代文明和谐共存、过去与未来交织的独特城市。

2. 塞凡湖：亚美尼亚的蓝色宝石，自然赐予的朝圣之路

塞凡湖是亚美尼亚最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这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湖面海拔1900米，是高加索地区最

大的高山湖泊，面积约1240平方公里。「塞凡」这个名字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黑色修道院」，据说

源自湖畔半岛上的塞凡纳旺克修道院。

塞凡湖的湖水清澈得令人惊叹。晴天时，可以看到水下很深的地方。湖水的颜色随天空变换，清晨呈

银白色，正午转为深青绿色，夕阳时分又泛起金色光芒。正是这千变万化的美，让亚美尼亚人把塞凡

湖称为「从天而降的蓝宝石」。

塞凡湖不只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是与亚美尼亚国民生存息息相关的资源。它供应着全国约90%的用水，

涵盖饮用水、灌溉和水力发电。湖中栖息着塞凡鳟鱼等多种鱼类，一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塞凡鳟鱼

是亚美尼亚的名菜，以其特有的红色鱼肉和醇香的口感而闻名。

然而在20世纪，塞凡湖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苏联时代的1930年代起，为了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

，湖水被大量抽取，水位急剧下降。50年间水位竟下降了整整20米，湖面面积缩减了15%以上，水质也

随之恶化，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这对亚美尼亚人是巨大的冲击，拯救塞凡湖的努力由此开始。

1960年代，环保运动兴起，学者和市民纷纷为保护塞凡湖发声呼吁。在各方推动下，政府限制了湖水

使用量，并着手开发其他水源。1981年，阿尔帕-塞凡隧道建成通水，将其他河流的水引入塞凡湖。经

过这些努力，湖面水位正在缓慢恢复，但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

到塞凡湖游览的人，第一站通常是塞凡纳旺克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建于9世纪，最初坐落在湖中的一座

小岛上，后来因水位下降，变成了半岛。走到修道院需要攀登300多级台阶，一路向上，塞凡湖的景色

越来越开阔，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登顶后，整个塞凡湖一览无余，远处群山环抱湖面，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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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凡纳旺克由两座教堂组成：圣母教堂和使徒教堂，都是典型的亚美尼亚建筑风格。黑色玄武岩砌成

的建筑，完整保留着岁月的痕迹。修道院内部朴素无华，但刻在石头上的十字架和花纹，展现了当年

工匠们精湛的手艺。这里曾是中世纪修士修行和抄写圣经的地方，至今仍是人们静心冥想和祈祷的圣

地。

塞凡湖周围还有许多历史古迹。北岸坐落着哈格帕特修道院和萨纳欣修道院，建于10至13世纪，是中

世纪亚美尼亚建筑的杰作，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修道院不仅是宗教场

所，更是中世纪亚美尼亚学术和艺术的中心。修士们在这里抄写书籍、谱写音乐、研究哲学。

塞凡湖也是热门的度假胜地。一到夏天，亚美尼亚人便携家带口或约上朋友，来湖边游泳、晒太阳。

湖畔建有沙滩、餐厅和住宿设施。在这里品尝新鲜的湖鱼，是塞凡湖之行最大的乐趣。餐厅把刚捕上

来的鳟鱼或白肉鱼用炭火烤制，配上柠檬和香草端上桌，味道绝佳。

塞凡湖周边也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湖区设有塞凡国家公园，园内栖息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春秋两

季，候鸟途经此地，亚美尼亚银鸥尤为珍贵，它只在塞凡湖繁殖。湖边的山区开辟了完善的徒步线路

，吸引着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

往南走，可以来到诺拉图斯墓地。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哈奇卡尔（十字架石）集中地。哈奇卡尔

是亚美尼亚特有的石雕艺术品，在石板上精细地刻出十字架和繁复的花纹。诺拉图斯拥有约900块哈奇

卡尔，年代从9世纪延续到17世纪，每一块都有独特的设计和故事。傍晚时分造访此地，夕阳余晖映照

在哈奇卡尔上，营造出一种神秘而肃穆的氛围。

塞凡湖对亚美尼亚人而言，远不只是一处自然景观。它是与民族认同紧密相连的精神圣地。许多亚美

尼亚诗人和作家以塞凡湖为题创作了大量作品，画家们将湖光山色定格在画布上。每逢家庭重要活动

或假期，全家前往塞凡湖，已经成为亚美尼亚人代代相传的习惯。

可持续旅游开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和环保组织一方面保护湖区生态，一方面努力让游客也

能欣赏到这里的自然之美。生态友好型住宿设施日益增多，垃圾管理力度不断加强。塞凡湖是连接亚

美尼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象征，是一份必须精心守护、留给后代子孙的珍贵遗产。

3.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与和平的课题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南高加索地区，面积不大，却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延续三十余年冲突的

核心。这片土地约4400平方公里，比韩国济州岛稍大一些，但围绕它的争端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制

造了数十万难民，阻碍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个名字由俄语和突厥语合成。「纳戈尔诺」在俄语中意为「山地」，「卡拉

巴赫」在突厥语中意为「黑色花园」。

亚美尼亚语则称其为「阿尔察赫」，这是自古以来亚美尼亚人对这片土地的称呼。从名字上就能看出

，双方的历史主张各执一词。

冲突的根源由来已久。从历史上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曾是亚美尼亚王国的一部分，中世纪由亚美尼

亚贵族治理。4世纪起，皈依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在此修建了大量教堂和修道院。但随着信奉伊斯兰教

的突厥语系民族迁入，这里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在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轮番统治下，有时亚美

尼亚人占多数，有时突厥裔居民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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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冲突始于20世纪初俄国革命和苏联成立的过程中。1918年俄罗斯帝国崩溃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

疆各自宣布独立，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发生了冲突。1920年苏联占领该地区后，斯大林于

1923年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划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治州，尽管当时该地区约94%的

人口是亚美尼亚人。这一决定是苏联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目的是在不同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以增加

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整个苏联时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都在经历歧视。亚美尼亚语教育受到限制，经济投资

匮乏，与亚美尼亚本土的交通和通讯被切断。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政府鼓励突厥裔居民迁入。面对这

些政策，当地亚美尼亚人不断要求并入亚美尼亚，但诉求始终未被采纳。

19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即「经济改革」和「信息公开」），长期被压抑的民族

矛盾开始爆发。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议会正式提出并入亚美尼亚的请求。阿塞拜疆政

府强硬反对，双方暴力冲突随即升级。1988年2月，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

规模屠杀事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自成为独立国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也宣布独立，全面战争

随即爆发。1991年至1994年的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造成约3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沦为难民。

战争结果是亚美尼亚方面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裔武装控制了该地区及周边7个区域。1994年

在俄罗斯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但和平条约始终未能签署，冲突被「冻结」至此。

此后约26年间，零星冲突时有发生，但未演变为全面战争。2020年9月，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

爆发，战况与以往截然不同。阿塞拜疆得到土耳其的军事支持，大量使用现代化武器，尤其是无人机。

亚美尼亚只能用老旧的武器体系应战，在持续六周的战争中落败。2020年11月，在俄罗斯斡旋下达成

停火协议，亚美尼亚被迫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大部分地区和周边区域移交给阿塞拜疆，俄罗斯维和部

队进驻部分地区。

2020年战争的失败给亚美尼亚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数千名军人阵亡，无数家庭痛失亲人。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千年以来亚美尼亚人守护的教堂、修道院和文化遗产落入

阿塞拜疆控制之下，外界对这些遗产能否得到保护深感忧虑。事实上，战后已有报告指出部分亚美尼

亚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损毁。

2023年9月，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残余地区发动了闪电式军事行动。不到24小时，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裔政府宣布投降，绝大多数居民逃往亚美尼亚。约10万亚美尼亚人在短短几天内

背井离乡。亚美尼亚裔政府随后正式解散，持续三十多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实独立就此终结。

这场冲突并非一场普通的领土争端，而是历史、宗教和民族认同错综交织的复杂问题。对亚美尼亚人

来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祖辈世代居住的土地，是中世纪亚美尼亚文化的重镇。那里众多的教堂和

修道院，承载着亚美尼亚历史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篇章。阿塞拜疆则依据国际法主张主权，强调领土完

整原则，并指出该地区也曾居住着突厥裔居民，他们在战争中同样遭受了苦难。

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冲突做出了多方努力。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曾试图调解，但

三十年来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俄罗斯传统上是亚美尼亚的盟友，但近年来也在加强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逐渐趋向中立。土耳其积极支持阿塞拜疆，伊朗作为邻国和利益攸关方表达了关切。西方国家总体

上持旁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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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正面临艰难的抉择。传统盟友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自顾不暇，未能充分保护亚美尼亚，民众

的失望情绪日益加深。亚美尼亚开始努力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扩大同美国、欧盟的合作，并参与了北

约的联合训练。但由于地缘位置的制约，与俄罗斯彻底决裂并非易事。

通往和平的道路充满坎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正就边界划定、交通通道开设、战俘交换等问题进行

谈判，但进展缓慢。两国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亚美尼亚人承受着失去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的痛楚和文化遗产被毁的愤怒。阿塞拜疆人虽然收回了领土，但仍面临着曾被占领地区的重建和

难民回归等问题。

真正的和平，需要对历史真相形成共同认知，需要保护文化遗产，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推进经济合作

，更需要和解与宽恕的精神。这不是几年内能达成的目标，而是需要几代人去完成的课题。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冲突让人看到，一小片土地上的纷争可以酿成多大的悲剧，和平又是何等珍贵。

4. 数字时代的亚美尼亚，，科技创新与创业强国的跃升

亚美尼亚的数字化转型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2010年代以来，亚美尼亚政府将IT产业定为国家发展的

核心方向，通过「数字亚美尼亚」政策扩大电子政务服务、加强IT教育、培育创业生态。结果，亚美

尼亚被称为「高加索硅谷」，成为该地区的IT中心。

亚美尼亚IT产业的增长，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

苏联时代延续至今的数学和科学教育传统功不可没。亚美尼亚人均工程师比例极高，在编程奥林匹克

竞赛中屡获佳绩的学生不在少数。

英语能力普遍较强，与全球市场沟通顺畅。

人力成本相对较低，技术水平却不逊色，性价比突出。

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放宽监管，积极扶持IT企业。

亚美尼亚拥有数百家IT企业，约两万余人从事IT行业。微软、谷歌、IBM、思科等跨国公司在埃里温设

有研发中心。亚美尼亚本土企业也在走向世界市场。PicsArt就是一款诞生于亚美尼亚的照片编辑应用

，在全球拥有数亿用户。

亚美尼亚政府在数字治理方面同样积极。通过电子政务门户，公民可以在线办理各类行政事务。报税、

工商注册、出生登记等业务都能在家完成，便捷性和透明度大幅提升。

教育领域的数字变革也在加速。政府在中小学推行编程教育必修课，面向教师开展数字素养培训。民

间的编程训练营、在线课程、IT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TUMO中心」是一家为青少年免费提供

IT、设计、机器人等课程的创新教育机构，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许多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人，后来创办

了IT初创企业或进入跨国公司工作。

挑战同样存在。数字鸿沟是首要问题。首都埃里温和大城市变化迅速，但农村地区互联网覆盖率仍然

偏低，数字技能也相对欠缺。老年群体在使用新技术时面临困难。这种差距有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风险

，政府正在努力扩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广数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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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正在成为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新途径。亚美尼亚国家图书馆将古代手抄本数字化后在网上

公开。马泰纳达兰（古代手抄本典藏馆）的珍贵文献也经过扫描，供全球研究者查阅。亚美尼亚教会

的礼拜音乐、传统舞蹈、民间艺术被录制成视频，在YouTube等平台上传播，让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侨

民得以与自己的根脉相连。

社交媒体已成为连接亚美尼亚社群的重要纽带。散布全球的一千万亚美尼亚侨民通过Facebook、

Instagram、TikTok彼此沟通，分享亚美尼亚文化。亚美尼亚菜谱、传统服饰照片、民歌视频广泛传播

，让年轻一代重新发现并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社交媒体在信

息传播和国际舆论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亚美尼亚语的保护也是一项重要课题。数字环境中英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民族语言正受到威胁。但

亚美尼亚在积极应对：亚美尼亚语键盘、翻译程序、拼写检查工具已经开发出来，谷歌、苹果等跨国

企业也开始支持亚美尼亚语。亚美尼亚语维基百科运营活跃，助力知识的民主化。年轻人在社交媒体

上混用亚美尼亚语和英语，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

数字创作领域同样在表达亚美尼亚身份。亚美尼亚设计师将传统纹样进行现代诠释，运用到平面设计、

时装和产品设计中。哈奇卡尔（十字架石）的纹饰、传统地毯的图案、古老文字的美感，都在为数字

艺术注入灵感。亚美尼亚音乐人将传统乐器杜杜克和卡曼恰的音色与电子音乐融合，创作出跨界音乐。

这种融合让传统不再是封存的过去，而成为鲜活的当下。

游戏产业也在成为传播亚美尼亚文化的载体。亚美尼亚开发者以本国历史和神话为题材制作游戏，比

如以古代亚美尼亚王国、传说中的英雄、历史战役为背景的作品。通过这些游戏，年轻一代和外国玩

家可以饶有趣味地了解亚美尼亚历史。

旅游业也在借助数字技术。使用增强现实（AR）应用，游客可以在古遗址上还原往昔景象。比如在已

成废墟的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遗址打开应用，七世纪那座宏伟建筑便会呈现在屏幕上。虚拟现实（VR）

导览则让远方的人们也能体验亚美尼亚的文化遗产。这些技术对文化教育和旅游推广都有裨益。

数字时代的亚美尼亚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持续演变的。守护传统但不困于过去，拥抱创新但不丢失

自我，亚美尼亚正在寻找这种平衡。年轻一代既是世界公民，也是骄傲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硅谷工

作，回到家却吃亚美尼亚菜；听全球流行音乐，也热爱亚美尼亚民歌；用英语交流，却用亚美尼亚语

思考。

他们把技术当作文化的伙伴而非敌人，把全球化视为机遇而非威胁。亚美尼亚是个小国，却拥有悠久

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数字技术是一件有力的工具，让这些财富得以与世界分享、传递给后代、以全

新的方式表达。观察亚美尼亚如何在数字时代守护并发展自身认同，能为理解所有文化面临的共同课

题带来不少启示。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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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写给旅行者的亚美尼亚指南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也是一个保存着独特文化遗产的国度。这个小国坐落在高加

索山脉的险峻地形之中，以超过三千年的历史、深厚的灵性传统和温暖的待客之道迎接每一位到访者。

本指南涵盖了初次前往亚美尼亚的旅行者需要了解的核心信息。

1. 出发前值得了解的历史与宗教常识

要真正理解亚美尼亚，就得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宗教。亚美尼亚自公元前六世纪起便以独立王国的

形态存在，公元301年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这比罗马帝国正式承认基督教早了

大约十二年，足以说明基督教信仰在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中占据的分量。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是一个有别于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独立教会。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公会议上，围绕基

督神人二性的神学争论导致亚美尼亚教会与其他教会分道扬镳。亚美尼亚教会坚持所谓「合性论」，

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合而为一、不可分割。这种神学上的独立性，与亚美尼亚人的民族认同紧

密交织在一起。

亚美尼亚的历史，也是一部生存与抗争的历史。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国家夹在波斯、罗马、拜占庭、

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等强权之间，遭受了无休止的入侵和统治。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

尼亚人实施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夺去了近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的生命，这在当代亚美尼亚人的集

体记忆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

1991年从苏联独立后，亚美尼亚走上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与邻国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冲突始终是一道难题。2020年和2023年的战争让亚美尼亚失去了大片领土，但亚美尼亚人

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豪感。

前往亚美尼亚旅行，有几个文化特点值得提前知晓。亚美尼亚人以家庭为中心，有热情款待客人的传

统。参观教堂或修道院时，穿着应当得体整洁；女性不妨准备一条头巾，会很实用。大多数地方允许

拍照，但礼拜进行时应避免拍摄，这是基本的礼貌。

亚美尼亚文字是由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于公元405年创制的独特字母系统，最初由三十六个字母组成（后

增加了两个）。这套文字体系是亚美尼亚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在埃里温，还有一座专门纪念

亚美尼亚字母的纪念碑公园。

亚美尼亚的国家象征阿勒山（亚拉拉特山）实际上位于土耳其境内，但在亚美尼亚人心中，这座山是

神圣不可替代的。《圣经》中记载诺亚方舟最终停靠之处便是此山。阿勒山被绘入了亚美尼亚的国徽

，在埃里温市区的许多地方都能望见它的身影。

饮食文化也是了解亚美尼亚的重要窗口。拉瓦什（薄饼）、多尔玛（葡萄叶包馅料）、烤肉串、哈里

萨（小麦和肉熬制的粥），以及白兰地都是当地名产。亚美尼亚白兰地品质出众，据说丘吉尔就是它

的忠实拥趸。用餐时举杯，要说「格纳茨（Genats）」，意思是「为健康干杯」。

2. 主要景点与修道院：不可错过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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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美尼亚进行圣地巡礼，是触摸这个国家灵魂的最好方式。每一处圣地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和建筑

之美，与高山深谷的壮丽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埃奇米阿津（Etchmiadzin）大教堂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部，位于埃里温以西约二十公里处。

这座大教堂建于公元301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之后不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这里是亚美尼亚

教会最高领袖（卡托利科斯）的驻地，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说教堂内部

保存着刺穿耶稣的「圣矛」的一部分。

「埃奇米阿津」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是「独生子降临之地」。传说圣格列高利在异象中看到耶稣基督

从天而降，亲自指定了大教堂的建造地点。教堂周围还有建于七世纪的圣里普西梅教堂和圣加亚涅教

堂，可以一并参观。整个参观大约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博物馆内陈列着珍贵的宗教文物。

格加尔德修道院（Geghard Monastery）位于埃里温以东约四十公里的阿扎特河峡谷崖壁之上。

这座修道院创建于四世纪，名字源于亚美尼亚语中的「矛」，因为据传刺穿耶稣的圣矛曾保存于此（

现已移至埃奇米阿津）。格加尔德最大的特色在于修道院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巨大的岩石中凿刻而成的。

岩石教堂内部拥有出色的声学效果，如果运气好，还能听到亚美尼亚圣歌在岩壁间回荡。十三世纪建

造的主教堂和岩石教堂被视为亚美尼亚中世纪建筑的杰作，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通往修道院的路上会经过加瓦尼城堡和阿扎特水库，可以顺路游览。在格加尔德入口处，常能看到当

地人现场烤制传统薄饼拉瓦什的场景，趁热尝上一块，也是一番好体验。

塔特夫修道院（Tatev Monastery）坐落在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省的沃罗坦峡谷之上，海拔一千五百米，

气势恢宏。这座修道院建于九世纪，中世纪时期曾是亚美尼亚重要的高等学府和文化中心，鼎盛时期

有超过一千名修士在此修行。

前往塔特夫最令人难忘的方式是乘坐被称为「塔特夫之翼（Wings of Tatev）」的世界最长（5.7公里）

往返式缆车。十二分钟的缆车旅程中，沃罗坦峡谷令人屏息的景色尽收眼底。

修道院内有献给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主教堂、圣格列高利教堂，以及传说中能感知地震的「加维特」（

摇摆石柱）。塔特夫距离埃里温约二百五十公里，比起当天往返，安排一晚两天的行程更为从容。也

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的一日游项目。附近还有被称为「魔鬼桥（Devil's Bridge）」的天然岩石桥和温泉

，可以一同游览。霍尔维拉普修道院（Khor Virap Monastery）坐落于阿拉拉特平原上，以巍然耸立的

阿勒山作为背景，构成了一幅壮美画卷。

这里是将亚美尼亚带入基督教世界的圣格列高利被囚禁于地下牢狱十三年之久的地方，堪称亚美尼亚

基督教化的圣地。修道院的名字本身就是「深坑」的意思。游客可以沿着狭窄的阶梯下到地下六米深

的黑暗牢房中，有幽闭恐惧症的人需要留意。十七世纪重建的现有教堂建筑相对朴素，但以阿勒山为

背景的那幅画面，是亚美尼亚最具标志性的景象。日落时分到访，可以看到阿勒山笼上一层金色光辉

的壮观场面。霍尔维拉普距埃里温南面约四十五公里，与土耳其边境极为接近，甚至能望见边境铁丝

网。

诺拉万克修道院（Noravank Monastery）坐落在赤红色岩石峡谷之中，是一座建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修

道院，被誉为亚美尼亚最美的修道院之一。它位于埃里温东南方向约一百二十公里处的阿马格峡谷尽

头，通往峡谷的那段路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诺拉万克最精彩的部分是建筑师莫米克于1339年设计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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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圣母教堂（Surb Astvatsatsin）。

教堂正面精致的浮雕和通往二层的那道狭窄陡峭的外部阶梯令人过目难忘。主教堂圣施洗约翰教堂中

保存着精美的十字架石刻（khachkar）。环绕诺拉万克的赤红色崖壁与修道院奶油色石墙相互映衬，在

夕阳时分尤为壮观。入口附近设有品酒的地方，可以在那里领略亚美尼亚古老的葡萄酒文化。

塞凡湖与塞瓦纳万克（Lake Sevan & Sevanavank）位于埃里温东北方向约六十公里处。

塞凡湖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高山湖泊，海拔一千九百米，面积约一千二百四十平方公里。湖水清澈湛

蓝，四周群山环绕，被誉为「亚美尼亚的明珠」。湖畔的半岛（原本是一座小岛，因水位下降变为半

岛）上的塞瓦纳万克修道院建于九世纪，从山丘顶部俯瞰湖面的景色蔚为壮观。

修道院保存着两座用黑色火山岩建造的教堂（圣阿拉凯洛茨教堂和圣阿斯特瓦察钦教堂）。夏季可以

到湖边游泳，这里也是当地人喜爱的度假胜地。湖畔餐馆的鳟鱼料理不容错过，塞凡湖的鳟鱼有个特

别的名字叫「伊什汗（ishkhan）」，意思是「王子」。塞凡湖冬天同样迷人，但最佳造访时间是五月

到九月。萨格莫萨万克修道院（Saghmosavank）建于十三世纪初，坐落在如画般的卡萨赫峡谷（

Kasakh Gorge）崖壁边缘。修道院建筑群由圣锡安主教堂（Surb Sion）、圣阿斯特瓦察钦教堂（St

Astvatsatsin）、门廊（narthex）、藏书室和钟楼组成。

萨格莫萨万克以其世代精心保存的古代手抄本收藏闻名，这些藏品折射出亚美尼亚丰厚的精神与文化

遗产。在宗教职能之外，这座修道院在中世纪还是一处教育中心，众多杰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曾在此

研习，为亚美尼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以严谨克制之美著称，与周围壮阔的山地风光浑然一体，更衬托出萨格莫萨万克作

为亚美尼亚永恒遗产的庄严气韵。站在峡谷边缘凝望修道院，既有几分惊心动魄，又有一种庄严肃穆

之感。天气晴好时，远处阿勒山（Mount Ararat）白雪皑皑的峰顶也清晰可见，让这趟旅程更添一份珍

贵。

从埃里温（Yerevan）到萨格莫萨万克约五十公里，驾车大约五十分钟到一小时。沿M3高速公路向北行

驶，朝阿拉加茨（Aragats）方向前进即可。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可从埃里温基利基亚汽车站（Kilikia

Bus Station）搭乘前往阿什塔拉克（Ashtarak）的小巴（marshrutka），到达后转乘出租车或步行约三公

里。推荐与附近的霍夫汉纳万克修道院（Hovhannavank Monastery）一起游览，两处相距约五公里。门

票免费。清晨或黄昏时分到访，可以欣赏到峡谷与修道院交织出的梦幻般景致。

迪利然（Dilijan）被称为「亚美尼亚的瑞士」，是一座秀美的山间度假小城。它位于埃里温东北方向约

一百公里、塞凡湖以北约四十公里处。茂密的森林环抱着这片区域，这里属于迪利然国家公园的一部

分，以清新的空气和天然矿泉水闻名。

（迪利然老城区建筑风貌）

老城区按照十九世纪亚美尼亚传统建筑风格修复，手工艺品店、画廊和咖啡馆沿街排列。迪利然附近

有三座美丽的修道院。哈格哈尔钦修道院（Haghartsin Monastery）建于十一至十三世纪，隐匿在茂密的

森林深处，三座教堂和一座餐厅建筑和谐地分布其间。

戈沙万克修道院（Goshavank）是一座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修道院，以精湛的十字架石刻（khachkar）闻

名，因中世纪亚美尼亚著名学者姆希塔尔 戈什而得名。阿加尔钦修道院（Aghartsin Monastery）也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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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中的一颗宝石。迪利然对于喜欢徒步的旅行者格外有吸引力，帕尔兹湖瀑布（Parz Lich Waterfall）

步道等多条徒步路线可供选择。

加尔尼村位于埃里温以东约三十公里处，这里有亚美尼亚最独特的两处景观。

加尔尼神殿建于一世纪，是一座希腊化风格的神殿，据考证是献给太阳神密特拉的。这是亚美尼亚境

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式柱廊建筑，在整个前苏联范围内也是硕果仅存的一座希腊化建筑。

（加尔尼神殿，基督教定为国教后亚美尼亚唯一留存的异教神殿）

二十四根爱奥尼亚式石柱支撑着长方形的殿堂结构，柱头上雕刻着精美的莨苕叶纹样。公元301年基督

教成为国教之后，加尔尼神殿并未被拆毁，而是被用作王室的夏宫，直到1679年的大地震中倒塌。1969

年至1975年间，采用原始构件进行了原位复建（anastylosis），原始石材约占三分之一，其余用同色同

质的新石材补配。

神殿所在的崖壁下方是阿扎特河峡谷的开阔景致，天气晴朗时还能远眺阿勒山。神殿附近保留着王宫

遗址和装饰着马赛克的浴场遗迹。

就在加尔尼神殿下方的峡谷中，藏着一处被称为「石头交响曲」的自然奇观。「石头交响曲」（

Symphony of Stones）是约四千万年前火山活动形成的玄武岩柱群，数千根六边形和五边形的玄武岩柱

拔地而起，最高可达五十米。炽热的熔岩急速冷却收缩时，裂开形成了这些令人惊叹的几何形态。这

些石柱宛如巨型管风琴的琴管，因此也被称为「玄武岩管风琴」，配上阿扎特河流淌的水声，真可算

得上一曲天然的「交响乐」。

（加尔尼神殿旁的「石头交响曲」柱状节理）

门票仅三百德拉姆（不到一美元），开放时间为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从加尔尼神殿下行至此，走的

是一段约两公里的碎石土路，步行大约三十五分钟。路面有些坑洼，部分路段坡度较陡，建议穿舒适

的鞋子。返程上坡如果觉得吃力，可以乘坐一种小火车形式的「加尔尼快线」。玄武岩柱群附近有一

座十一世纪的中世纪石桥，通往霍斯罗夫森林国家保护区；沿峡谷继续行走可到达阿扎特水库。这里

也是拍照的热门地点，不少人选择在此拍摄婚纱照。

安伯德要塞坐落在阿拉加茨山南坡海拔两千三百米以上的位置，是中世纪亚美尼亚建筑的典范之作。

「安伯德」意为「云中之堡」，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它的高度。这座要塞建于七世纪，曾是亚美尼亚王

公们的战略防御据点兼夏季行宫。要塞建筑群由厚重的石墙、圆形塔楼、宫殿，以及建于十一世纪的

圣阿斯特瓦察钦教堂组成。

安伯德地处两条河流的交汇点，四周被深邃的峡谷环绕，天然防线几乎坚不可摧。城墙最厚处达四米

，用巨大的玄武岩石块砌筑而成。要塞内部至今留有浴场、秘密通道和供水设施的遗迹。

站在安伯德远眺，阿勒山、阿拉加茨山、十一世纪的瓦赫拉马森教堂和河谷峡谷尽收眼底。要塞距埃

里温约五十公里，离设有比尤拉坎天文台的比尤拉坎村不远。冬季积雪较深，道路可能难以通行，五

月至十月之间前往最为适宜。从安伯德继续上行，可抵达阿拉加茨山顶附近的卡里湖，那是一座海拔

超过三千二百米的高山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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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尼葡萄酒产区拥有超过六千年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历史。这一地区的核心所在，阿雷尼-1号洞穴，

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洞穴中发现了距今约六千一百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作坊遗址，出土了葡萄

压榨器、葡萄籽、陶罐和发酵容器等文物。同一洞穴中还发现了一只距今约五千五百年的皮鞋，是目

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皮质鞋履。

阿雷尼村本身以用亚美尼亚本土品种阿雷尼葡萄酿造的葡萄酒闻名。这种黑色甜葡萄能酿出风味浓郁

的佳酿。村里有好几家当地酒庄可供品酒，每年十月还会举办阿雷尼葡萄酒节。

阿雷尼位于前往诺拉旺克修道院的路上，适合顺道一并游览。村庄附近还有一座建于14世纪的阿斯特

瓦察钦教堂。这一带的山地风光被层叠的葡萄梯田和零星的小农舍点缀得格外秀美，秋季收获时节前

来，更能感受到一派热闹景象。

卡拉洪杰（佐拉茨卡雷尔）是位于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省锡西安镇附近的一处史前遗址，常被称为「

亚美尼亚的巨石阵」。科学考察结果显示，卡拉洪杰的历史可追溯至约7500年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天文观测台之一。遗址占地约7公顷，200多块巨大的玄武岩石柱呈椭圆形和圆形排列。石柱高

度从0.5米到3米不等，最重的达10吨。中心区域的石柱排成两个同心圆。

引人注目的是约80块石柱上凿有精密的孔洞。这些孔洞从不同角度钻入，推测曾用于天文观测。部分

石柱与冬至、夏至、月食周期等天文现象精确对齐。

（卡拉洪杰遗址）

「卡拉洪杰」这个名字来源于意为「石头」的「kar」和意为「声音」的「hunj」，因为风穿过石柱上

的孔洞时会发出哨声。「佐拉茨卡雷尔」的含义则是「力量之石」或「竖立之石」。

门票成人1500德拉姆，学生和退休人员半价，12岁以下儿童免费。亚美尼亚语导游费3000德拉姆，英语

或俄语导游费5000德拉姆。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6点，最晚入场时间为下午5点30分。

锡西安市区内有一座小型博物馆，展出卡拉洪杰出土的文物。卡拉洪杰所在地区几乎没有光污染，至

今仍是观赏夜空的绝佳地点。不少游客会带上望远镜前来观星。

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Zvartnots Temple）

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位于埃里温以西约20公里处，驱车30分钟即达，是7世纪亚美尼亚建筑最辉煌的杰

作。「兹瓦尔特诺茨」在古亚美尼亚语中意为「天使之殿」或「天军」。这座圆形大教堂在641年至

661年间由大主教涅尔谢斯三世主持建造，其独创性的结构在中世纪亚美尼亚建筑中无出其右。遗憾的

是，大约930年一场强烈地震将其彻底摧毁，但仅凭残存的遗迹，仍能想见当年的恢宏壮丽。

大教堂为三层结构，高约45米，由三个大小递减的圆柱体逐层叠起，顶部覆以球锥形穹顶。外部呈32

面多边形，远观宛如完美的圆形；内部则为希腊十字形的四半圆壁龛结构。承托整座建筑的四根巨柱

高达20米。教堂建于阶梯式基座之上，外墙装饰着葡萄藤蔓、石榴枝叶和精美的几何纹样。

墙面上曾有半身人物浮雕。这些雕像姿态自然，衣饰刻画入微，面部几近肖像般逼真，生动传递出中

世纪亚美尼亚人的形象。一些雕像手持建筑工具，其中一尊刻有「约翰（Johan）」的名字，推测他是

大教堂建设的总负责人。篮形柱头上雕有鹰的形象，寓意以鹰托举象征天穹的穹顶，这种造型在亚美

尼亚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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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著名亚美尼亚建筑师托罗斯 托拉马尼安启动了发掘和复原工作。依据他的研究成果，1940

年代进行了部分修复。令人惊叹的是，巴黎圣礼拜堂的浮雕中，诺亚方舟旁描绘了兹瓦尔特诺茨大教

堂的形象，证实了托拉马尼安的复原设计确实精准。1937年开馆的现场博物馆展出了大教堂的复原模

型、巨型石刻碎片、日晷，以及葡萄串和石榴纹饰等文物。2000年，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埃里温前往兹瓦尔特诺茨很方便。在埃里温中央车站或北部汽车站乘坐开往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

的公共汽车或小巴（马尔什鲁特卡），到兹瓦尔特诺茨下车即可。打车从埃里温市区出发30分钟内可

达。强烈推荐同时参观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它距兹瓦尔特诺茨仅5公里，一天之内可以轻松游览两处。

遗址毗邻兹瓦尔特诺茨国际机场，从机场也很容易到达。大多数旅行社都提供包含埃奇米阿津和兹瓦

尔特诺茨的半日游项目。

诺拉图斯墓地（Noratus Cemetery）是亚美尼亚规模最大的古代哈奇卡尔（十字架石）集中地，承载着

中世纪的艺术与精神遗产，是一处充满神秘气息的所在。这里矗立着数百块精雕细琢的墓碑，大部分

制作于16至17世纪，最古老的则可追溯到大约一千年前。

古代工匠刻在石头上的纹样丰富多彩，既有装饰性图案和圣经场景，也有婚礼仪式、飞禽走兽以及日

常生活的画面。每一块哈奇卡尔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据说完成一件就需要数月的精心雕凿。漫步

墓地，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中世纪的亚美尼亚，那种神秘而超现实的氛围扑面而来。这里是亲身感受

亚美尼亚深厚精神传统和悠远历史的珍贵空间。日落时分前来，光影投射在石碑上，场景尤为壮观，

拍照再合适不过。

从埃里温到诺拉图斯约90公里，驾车大约1小时30分钟。沿M4高速公路朝塞凡湖方向行驶，转入格加尔

库尼克省的诺拉图斯村即可。乘坐公共交通，可在埃里温北部汽车站搭乘开往塞凡的小巴（马尔什鲁

特卡），到诺拉图斯下车。因为离塞凡湖很近，建议将两处安排在同一天行程中。门票免费。雇一位

当地导游，能更深入地了解哈奇卡尔背后的历史含义和象征意义。

察赫卡佐尔坐落在马尔马里克河谷，是亚美尼亚最受欢迎的滑雪度假地。这个名字意为「花之谷」，

位于埃里温东北方约50公里处，海拔1800至2800米。

冬季可以滑雪和玩单板滑雪，全天缆车票约12000德拉姆。雪道以初级和中级为主，也有穿越森林的线

路。乘缆车登顶，可饱览周围群山的壮阔景色。夏季则有徒步、高空滑索、山地自行车、骑马等多种

户外活动可选，也可以在温泉度假村放松身心。

村里有一座精美的中世纪凯查里斯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群建于11至13世纪，由四座教堂和礼拜堂组成。

察赫卡佐尔在苏联时期曾是奥运选手的训练基地，如今因空气清新、海拔较高，依然被视为运动训练

的理想之地。附近的梅格拉佐尔村有独具特色的街头艺术、瀑布和徒步小径，值得一并探访。

杰尔穆克以天然温泉闻名，是亚美尼亚最受欢迎的温泉疗养小镇。它位于休尼克省，距埃里温以南约

175公里，海拔超过2000米。镇上有40多处天然温泉，配有各类度假酒店和水疗设施。在「水廊」中，

五个石瓮流出免费的矿泉水供人饮用，每一处的水温和疗效各不相同。

杰尔穆克的矿泉水据说对消化系统疾病、肾脏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有疗效。杰尔穆克瀑布高70米，是

亚美尼亚第二大瀑布。暮春时节，冷空气在瀑布周围萦绕，营造出独特的氛围。秋天，四周的森林染

上金色和绯红，景色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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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杰尔穆克到塔特夫修道院约100公里，许多旅行者参观完塔特夫后会在杰尔穆克住上一晚，泡泡温泉。

镇上还有缆车，可以俯瞰周边峡谷的风光。

久姆里是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拥有约3000年的定居历史。它位于埃里温西北方约126公里处。这座城

市保存着大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建筑，因此被称为「博物馆之城」。从市中心的瓦尔达南茨广场出

发，可以游览库马伊里历史街区，那里宛如一座露天博物馆，到处是历史建筑。塞夫堡垒和巴黎酒店

（苏联时期曾用作妇产医院）等建筑令人印象深刻。

（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久姆里市区）日托赫恰扬社会生活博物馆（门票1000德拉姆）展示了19世纪至

1920年代这一地区的生活面貌；阿斯拉马赞姐妹博物馆（门票300德拉姆）展出两位为亚美尼亚女性平

等而奋斗的姐妹艺术家的作品。

久姆里在1988年大地震中遭受重创，但重建过程中许多历史建筑得到了修复。这座城市是亚美尼亚文

化的重镇，以独特的幽默感和方言著称。在久姆里的餐厅可以品尝正宗的亚美尼亚传统菜肴，当地酿

造的久姆里啤酒也颇有名气。

埃里温市区同样有许多不容错过的景点。

阶梯广场（Cascade Complex）是埃里温的标志性建筑，由572级台阶构成巨大的阶梯式结构。它最早出

现在建筑师亚历山大 塔马尼扬1920年代的城市规划方案中，1971年动工，苏联解体后停建，2002年在亚

美尼亚裔美国慈善家杰拉尔 卡费斯吉安的资助下重新启动。卡费斯吉安为此项目捐赠了1.28亿美元。

阶梯广场内部设有自动扶梯，可以轻松登顶，每一层都陈列着当代艺术作品。卡费斯吉安艺术中心展

出了杰拉尔 卡费斯吉安个人收藏中的5000余件作品，包括费尔南多 博特罗、林恩 查德威克、豪梅 普伦

萨、巴里 弗拉纳根等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创作。

阶梯广场前方的花园里陈列着博特罗的三件作品：「罗马战士」「猫」和「吸烟的女人」，是最受欢

迎的拍照地点。登上阶梯广场顶端，可以俯瞰埃里温全景，天气晴朗时还能远眺阿拉拉特山。顶部附

近有亚美尼亚母亲雕像和胜利公园。自动扶梯每日上午8点至晚上8点运行，展览画廊于周五、周六、

周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开放。

共和国广场是埃里温的中心，也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地标。广场建于1928年，融合了苏联纪念性风格

与亚美尼亚传统建筑样式。广场四周环绕着五座主要建筑，柱廊和拱门上装饰着精细的古亚美尼亚纹

样。建筑采用带有粉色和淡黄色调的火山凝灰岩砌成，鲜明地体现了「粉色之城」埃里温的特色。

广场中央设有喷泉，从5月初到秋季中旬，每晚都会上演华丽的音乐喷泉秀。喷泉随着不同风格的音乐

翩然起舞，配合灯光变幻，呈现出梦幻般的景象。演出免费开放，每晚都有大批市民和游客聚集观赏。

广场周边坐落着亚美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可以深入了解亚美尼亚的历史与文化。共和

国广场也是国庆日和重大国家活动举行庆典与游行的场所。

马泰纳达兰（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古籍研究所）位于埃里温北部马什托茨大街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手

抄本收藏机构之一。馆内收藏有23000余件手抄本、卷轴和残片，涵盖从5世纪到中世纪的圣经抄本、

历史文献、哲学著作、医学典籍、数学论著等，部分是举世仅存的孤本。

展厅内陈列着以精美彩绘细密画装饰的手抄本，也有在战火或火灾中被部分焚毁的书卷，诉说着历史

的艰辛。建筑外观为庄重的粗野主义灰色结构，本身就具有建筑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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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泰纳达兰门前矗立着梅斯罗布 马什托茨的雕像，他于405年创制了亚美尼亚文字。开放时间为周二至

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5点30分，周一和周日闭馆。门票1500德拉姆。马泰纳达兰于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茨茨尔纳卡贝尔德大屠杀纪念馆是为纪念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大屠杀中的

遇难者而建的场所。

纪念碑中央设有燃烧着永恒之火的悼念墓室，12块高大的玄武岩石板向火焰方向倾斜。纪念碑的一部

分是一座44米高的花岗岩尖塔，象征亚美尼亚民族的精神重生与不屈意志。尖塔从底部延伸至顶端的

裂缝，象征着分散在世界各地（大多数不在亚美尼亚本土）的亚美尼亚民族；而尖塔本身则代表着重

生的决心。

纪念馆旁建有一座博物馆，通过照片、文件、报刊报道和影像资料展现这段悲剧历史。每年4月24日大

屠杀纪念日，数十万亚美尼亚人会前来悼念。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

免费入场。参访茨茨尔纳卡贝尔德是理解亚美尼亚历史与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经历。

北大街是连接阶梯广场与共和国广场的一条现代步行街，象征着埃里温的当代气质。这条街全长约1公

里，两旁排列着时尚的玻璃幕墙建筑、高档商铺和众多露天咖啡座。地下设有大型购物中心，夏天可

以躲避酷暑，也方便购物。

沿街漫步，能感受到当地人和游客交融的热闹氛围。北大街周边汇聚了埃里温最高档的酒店和餐厅，

埃里温歌剧芭蕾剧院也近在咫尺。这条街白天就已赏心悦目，入夜灯光亮起后更添几分迷人。

维尔尼萨日市场是埃里温最著名的露天工艺品市场，周末尤其热闹。在这里可以买到亚美尼亚传统手

工艺品、古董和艺术品，还能与匠人直接交流。市场里出售手工地毯、细密画、传统服饰、木雕、陶

瓷、十字架石复制品、传统乐器、珠宝首饰和绘画等。可以讨价还价，热情的摊主们乐于介绍自己的

作品。

维尔尼萨日在周六和周日规模最大，是体验亚美尼亚文化、购买独特纪念品的绝佳去处。市场离共和

国广场步行即可到达。

3. 节庆与朝圣日程：体验亚美尼亚活着的传统

亚美尼亚的节庆和宗教仪式，是亲身感受这个国家文化与传统的难得机会。大多数节日与基督教传统

密切相关，但也有反映季节更替和农耕文化的民俗节庆。

圣诞节与主显节（1月6日）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不同于大多数基督教国家在12月25日庆祝

圣诞，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将耶稣的诞生与受洗（主显节）合并在1月6日纪念。

这延续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当天，埃奇米阿津大教堂举行由大主教主持的隆重弥撒，并进行圣水祝

福仪式。许多信徒还保留着跳入冰冷水中的古老习俗。埃里温市区和全国各地的教会都会举行特别礼

拜，家人团聚，共享传统美食。

复活节（Zatik）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日期可能与西方教会不同，因为亚美尼亚教会使用儒

略历。复活节前的四旬期，许多信徒会守斋禁食，复活节当天教堂举行特别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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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人们会把鸡蛋染成红色，象征基督的宝血。复活节的问候语是「Christos haryal i merelots（

基督从死亡中复活了）」，回应则是「Orhnyal e harut'yunn Christosi（赞美基督的复活）」。

瓦尔达瓦尔（Vardavar）是七月举行的一个别具特色的泼水节。它原本是纪念古代异教信仰中水之女神

阿斯蒂克的庆典，基督教化之后与纪念耶稣显圣容的节日合二为一。

这一天，亚美尼亚全国的人们互相泼水，不论年龄和身份，任何人都可能被浇个透湿。街头到处是泼

水的人群，孩子们玩得尤其开心。外国游客也不例外，如果你恰好在这个时候造访，就要做好全身湿

透的准备。建议多带一套换洗衣物和防水袋。

葡萄祝福节（八月中旬）是庆祝亚美尼亚葡萄酒酿造传统的节日。阿拉拉特平原上的阿列尼村举办的

庆典最为知名，大主教会在仪式上为葡萄祝圣。这个节日延续了亚美尼亚自古以来种植葡萄和酿造葡

萄酒的传统。事实上，亚美尼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考古人员曾在这里发现距今6100

年的酿酒设施。

独立纪念日（9月21日）是纪念1991年从苏联独立的国庆日。埃里温的共和国广场上会举行阅兵式和文

艺演出，夜晚则有绚丽的音乐喷泉和焰火表演。这一天，大批亚美尼亚人走上街头参加庆祝活动，表

达对国家的自豪感。

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4月24日）是悼念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大屠杀的日子。当天数

十万亚美尼亚人前往埃里温的齐采尔纳卡贝尔德大屠杀纪念馆，缅怀遇难者。街头气氛庄严肃穆，许

多商铺和餐厅闭门歇业。旅行者也应理解这一天的意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葡萄酒节（十月）是在阿列尼村等地举办的丰收庆典，游客可以观看用传统方式踩踏葡萄酿酒的过程

，品尝各种亚美尼亚葡萄酒，现场还有民间音乐和舞蹈表演。

埃里温葡萄酒日（五月）是在首都埃里温举办的现代葡萄酒节，国内外酿酒商齐聚一堂，游客可以品

酒、听音乐、享用美食。

如果计划宗教朝圣之旅，在重要节日期间前往可以观赏到特别的宗教仪式。不过这段时期住宿紧张且

价格上涨，提前预订是必须的。日常教堂礼拜通常在周日上午举行，主要修道院则每天都有礼拜。

4. 美食、音乐与艺术：五感沉浸的亚美尼亚日常文化

要真正读懂亚美尼亚的日常生活，就得从美食、音乐和艺术入手。这三样东西与亚美尼亚人的身份认

同紧密相连，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

亚美尼亚美食融合了中东、地中海和高加索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烹饪传统。主食是一种用小麦

制成的薄饼，叫拉瓦什（Lavash），口感薄软，2014年被列入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做法

是在地下烤炉（tonir）中烘烤，刚出炉的拉瓦什香气扑鼻。可以裹上奶酪、香草、肉类食用，也可以

直接吃。

多尔玛（Dolma）是亚美尼亚的代表性菜肴，用葡萄叶或卷心菜叶包裹调味过的肉馅和米饭制成。将牛

肉或羊肉剁碎后，混入大米、洋葱和香草做成馅料，再用葡萄叶仔细包好，蒸熟或煮熟。冬天则流行

用卷心菜、茄子、青椒、番茄挖空后填入肉馅的版本。这道菜和韩国的包饭文化颇为相似，吃起来毫

无违和感。蘸上酸奶酱或蒜汁更加美味。夏天用新鲜葡萄叶做的多尔玛清香怡人，咬上一口，肉汁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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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馅料在口中散开。在埃里温的传统餐厅或普通人家中随处可见，是亚美尼亚人过节和聚会时必不

可少的一道菜。

烤肉有好几种，其中最经典的是叫做霍罗瓦茨（Khorovats）的炭火烤串。猪肉、羊肉、鸡肉等在炭火

上烤制，户外野餐时格外受欢迎。烤肉搭配烤蔬菜和拉瓦什一起食用。

哈里萨（Harisa）是用小麦和鸡肉或羊肉长时间熬煮而成的粥状食物，在冬季和复活节期间尤为常见。

加一块黄油味道更好，让人联想到韩国的雪浓汤或牛骨汤。从清晨开始文火慢炖的汤汁浓白醇厚，富

含胶原蛋白，作为健康食品同样受到青睐。传统上作为早餐食用，在寒冷的冬天或宿醉的第二天，堪

称最佳醒酒汤。正宗吃法是在汤里放入大量蒜泥，用盐调味，撕几块拉瓦什饼泡着吃。和韩国的解酒

汤一样，热腾腾的汤底暖胃解乏，牛蹄肉嫩滑弹牙。通常搭配伏特加或亚美尼亚白兰地饮用，当地人

说「吃哈什不喝酒就不对味」。埃里温的哈什专门店一大早就开门营业，分量足、价格实惠。霍罗瓦

茨是亚美尼亚传统炭火烧烤，对于热爱烤肉文化的韩国人来说是绝佳选择。将猪肉、牛肉、羊肉、鸡

肉切成大块，用洋葱、大蒜、香草、葡萄酒和醋调成的腌料腌制数小时乃至一整天，然后放在炭火上

烤制。串在铁签上的烤肉外焦里嫩，烟熏香气四溢。配上烤蔬菜（番茄、茄子、青椒），裹在拉瓦什

饼里，佐以香草、洋葱和柠檬汁，一点都不腻。亚美尼亚人每到周末就和家人在户外举办霍罗瓦茨派

对，这与韩国的五花肉聚餐文化如出一辙。

乔巴茨是将肉和各种蔬菜放入陶罐或炖锅中长时间慢炖的亚美尼亚式炖菜。和韩国人喜欢的泡菜汤、

大酱汤一样，是一道热气腾腾的汤菜，韩国人吃起来会觉得格外亲切。以羊肉或牛肉为底，加入土豆、

番茄、茄子、青椒、洋葱等多种蔬菜，再用香草和香料增添风味。传统做法是利用土坑烤炉（tonir）

的余温慢慢焖制，这样做出来的乔巴茨肉烂脱骨，蔬菜吸满汤汁，味道醇厚。整个陶罐端上桌，热气

袅袅升腾，和韩国的砂锅料理十分相似。撕开拉瓦什饼蘸汤吃，或者泡上米饭，暖胃又管饱。

塞凡湖出产的鳟鱼（伊什汗，Ishkhan）在亚美尼亚语中意为「王子」，是亚美尼亚的特产鱼类，韩国

人对鱼类菜肴本来就有好感。新鲜鳟鱼加入大蒜、柠檬、香草，在炭火或烤箱中烤制，外皮焦脆、鱼

肉鲜嫩，完全没有腥味。塞凡湖畔的餐厅大多以鳟鱼料理为招牌，一边眺望湖景一边品尝新鲜烤鳟鱼

，是亚美尼亚之旅的一大亮点。如果你喜欢韩式烤青花鱼或烤黄花鱼，这道菜一定不能错过。鱼肉细

嫩，刺少，吃起来很方便。配上烤蔬菜、香草沙拉和柠檬片，在鱼肉上挤几滴柠檬汁，清爽干净的口

感令人赞叹。

嘎塔（Gata）是一种黄油含量很高的甜味酥饼，各地有不同的做法。配茶或咖啡一起享用正好，作为

伴手礼也很受欢迎。下面整理一些埃里温的亚洲餐厅信息。

韩国餐厅金味（Kim Yum）是埃里温一家专营韩国街头美食的餐厅，位于梅斯罗普 马什托茨大街39/12

号和埃雷布尼购物中心内。

中餐厅方面，北京餐厅（Beijing Restaurant）位于纳尔班迪安街1号，供应中餐、日餐和泰餐。老北京（

Old Beijing）位于图马尼扬街9号，是一家中餐专门店，菜品超过200种。龙园（Dragon Garden）位于阿

拉米街76号，供应中餐、日餐和泰餐，氛围活泼。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位于图马尼扬街19/37号。

新道（New Tao）也是一家知名的中餐厅。

越南米粉专门店方面，JanPho位于纳尔班迪安街47号，是一家以越南米粉和日式拉面闻名的亚洲融合

餐厅。PhoBo Armenia位于共和国大街71号一层，由越南籍厨师用12小时熬制的高汤制作正宗越南河粉。

Koyo位于北大街5号，是一家泛亚融合餐厅，提供多种亚洲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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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的是，亚美尼亚的菜整体上比韩国咸。点菜时一定要跟服务员说少放盐。

时令水果也是亚美尼亚的骄傲。杏子（apricot）是亚美尼亚的象征性水果，亚美尼亚的拉丁名本身就出

现在杏子的学名（Prunus armeniaca）中。夏季可以吃到甜美的樱桃、桃子、无花果，秋天则有石榴、

柿子、葡萄。

亚美尼亚白兰地举世闻名。1887年开始生产的阿拉拉特（Ararat）品牌最为知名，据说温斯顿 丘吉尔对

它情有独钟。在埃里温的阿拉拉特白兰地工厂可以参观生产线并品酒。除白兰地外，亚美尼亚的葡萄

酒酿造也有漫长的历史，近年来不少现代酒庄正在出产品质上乘的葡萄酒。

亚美尼亚咖啡也别具一格。它和土耳其咖啡做法相近，但亚美尼亚人坚持称之为「亚美尼亚咖啡」。

将研磨极细的咖啡粉放入jezve（一种小铜壶）中慢慢煮沸，杯底会留下咖啡渣。当地还有用咖啡渣占

卜的传统。

亚美尼亚音乐拥有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中世纪宗教音乐「沙拉坎」（Sharakan）是单旋律圣歌，以纽

姆记谱法记录。这些圣歌至今仍在亚美尼亚教堂礼拜中吟唱，在格加尔德这样的岩洞教堂中聆听，能

体验到奇妙的声学效果。

传统民间音乐同样丰富。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是杜杜克（Duduk），用杏木制成的簧管乐器，音色哀婉

深沉。杜杜克演奏于2005年入选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电影『角斗士』的原声配乐中也使用

了杜杜克，由此为全世界所知。大师吉万 加斯帕良（Djivan Gasparyan，1928-2021）的演奏尤为著名。

其他传统乐器有卡曼恰（Kamancha，弓弦乐器）、达赫尔（Dhol，鼓）、祖尔纳（Zurna，管乐器）、

卡农（Kanon，齐特琴）等。在埃里温的咖啡馆和餐厅可以听到现场演奏，也有专门的传统音乐演出场

所。

当代亚美尼亚音乐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十分活跃。不少音乐人将爵士、摇滚、电子音乐与传统乐器

和旋律相结合，做出富有实验性的作品。

亚美尼亚美术与建筑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最具辨识度的艺术形式是哈恰卡尔（Khachkar，十字架石碑）

。它是在石头上雕刻十字架和精美几何纹样的石刻作品，每一件都有独一无二的设计。哈恰卡尔曾被

用作纪念碑、墓碑或祈祷对象，2010年入选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戈沙万克和格加尔德可

以看到工艺精湛的哈恰卡尔。

亚美尼亚教堂建筑发展出了独特的风格：锥形或圆锥形屋顶、石砌中央穹顶，以及外墙上精细的浮雕。

亚美尼亚人是石头建筑的行家，尽管这里地震频发，许多建筑依然矗立了一千多年。

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也是亚美尼亚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手抄本中绘制的精美细密画描

绘了圣经场景、圣徒和日常生活。在埃里温的马泰纳达兰（古文献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珍贵的手抄

本。

当代亚美尼亚美术同样生机勃勃。埃里温拥有国家美术馆、当代艺术馆和多家画廊，可以欣赏到亚美

尼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北大街（Northern Avenue）和萨里扬街一带聚集了不少画廊。

地毯编织也是亚美尼亚的传统手工艺。亚美尼亚地毯以独特的纹样和色彩著称，使用天然染料。在埃

里温的韦尔尼萨日跳蚤市场或工艺品商店可以买到传统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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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亚美尼亚文化，不妨去当地餐厅用餐、看一场传统音乐演出、逛逛韦尔尼萨日市

场，和当地人聊上几句。亚美尼亚人普遍热情好客，乐于向旅行者介绍自己的文化。

5. 白兰地与葡萄酒

(1) 亚美尼亚白兰地：法国认可的「干邑」传奇

亚美尼亚白兰地的传奇始于1900年巴黎世博会。当时，埃里温白兰地公司（Yerevan Brandy Company）

的主人、俄国企业家尼古拉 舒斯托夫（Nikolai Shustov）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悄悄把自己最好的白兰

地样品送去参加盲品大赛。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亚美尼亚白兰地拿下了Grand Prix（特等大奖）。

法国干邑协会为之震动。向来高傲的法国人，竟然在盲品中把亚美尼亚白兰地评得比自家名酒还高。

法国干邑协会承认了亚美尼亚白兰地的卓越品质，正式授权其使用「Cognac（干邑）」这一名称。按

规定，「干邑」只允许法国干邑产区出产的白兰地使用，是受严格保护的地理标志，就像「香槟」只

能用于香槟区出产的起泡酒一样。然而亚美尼亚成了唯一获得豁免的国家。

不过这份荣耀并非永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项授权被撤销。2013年亚美尼亚政府向欧盟游说

恢复干邑名称使用权，但未能成功。如今亚美尼亚白兰地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Armenian Brandy（亚

美尼亚白兰地）」的名义销售。尽管如此，在亚美尼亚国内，人们仍然骄傲地称自家白兰地为「亚美

尼亚干邑（Armenian Cognac）」。

(2) 尼古拉 舒斯托夫的天才营销策略

舒斯托夫不只是酿出了好酒，他还是一位超越时代的营销高手。

他派同事前往世界各地的高级餐厅，指示他们点名要「亚美尼亚（或阿拉拉特）白兰地」。大多数餐

厅当然没有这种酒，老板们为了满足客人的需求，只好四处寻找供货渠道。

需求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的知名度急速攀升。放在今天来看，这套手法足以让营销

人拍案叫绝。

(3)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亚美尼亚白兰地轶事

亚美尼亚白兰地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温斯顿 丘吉尔（英国首相）、约瑟夫 斯大林（苏联总书记）和富兰克

林 罗斯福（美国总统）齐聚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讨论战后欧洲和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在这场历史性的会谈中，斯大林用亚拉拉特白兰地的顶级产品「Dvin（德温）」招待丘吉尔。这款酒

在当时的苏联是最高级的礼物，也被视为打通关系的名品白兰地。

丘吉尔刚喝了一口，便彻底被征服了。他当场请求斯大林定期寄送这款白兰地，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

据说此后丘吉尔每年都能从苏联收到400瓶亚拉拉特德温白兰地。丘吉尔喜欢叼着他标志性的雪茄，配

上一杯亚美尼亚白兰地，这成了他的一大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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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丘吉尔，苏联高层干部之间，亚美尼亚白兰地也是最体面的礼物和最管用的「敲门砖」。在整

个共产主义阵营中，亚美尼亚白兰地就是品质的代名词。

(4) 亚美尼亚白兰地的酿造秘密

亚美尼亚白兰地凭什么能与法国干邑比肩？

先说经典的法式酿造法。1877年，两位商人兄弟，，涅尔谢斯 泰兰和瓦西里 泰洛夫创建了埃里温白兰

地公司，亚美尼亚白兰地产业由此起步。兄弟二人曾赴法国学习葡萄酒酿造工艺，回国后引入了双重

蒸馏（double distillation）的理念。亚美尼亚白兰地与法国干邑一样，采用传统的双重壶式蒸馏法，其

制作流程与法国干邑几乎如出一辙。

再说原料。亚美尼亚白兰地主要采用本地原生葡萄品种酿制，也就是在亚美尼亚独有的土壤和气候条

件下生长的特殊葡萄。亚拉拉特平原出产的葡萄含糖量达18%至20%，天然适合酿造白兰地。这片平原

所在的位置，正是《圣经》记载中诺亚方舟停靠的亚拉拉特山山脚。

接下来是橡木桶陈酿。亚美尼亚白兰地和法国干邑一样在橡木桶中陈年。高端产品有时还会选用卡拉

巴赫橡木（Karabakh Oak）桶进行陈酿。普通干邑至少陈酿3年，标注三星（★★★）；陈年干邑至少6

年以上；收藏级干邑则需在陈年干邑的基础上再多熟成3年以上。有一个独到之处，亚美尼亚白兰地不

仅可以在橡木桶中陈酿，还可以在加入橡木条的搪瓷容器中进行熟成。

亚美尼亚的代表性白兰地品牌

亚拉拉特（Ararat）是亚美尼亚白兰地最具代表性的品牌，自1877年开始生产。品牌以亚拉拉特山命名

，旗下产品涵盖3年至20年不同陈酿年份。亚拉拉特 德温（Ararat Dvin）是丘吉尔钟爱的那款传奇白兰

地；亚拉拉特 埃雷布尼（Ararat Erebuni）以干果和榛子风味见长；亚拉拉特 阿赫塔马尔（Ararat

Akhtamar）10年陈酿则被公认为性价比出色的高档白兰地。

诺伊（NOY）是埃里温亚拉拉特白兰地工厂出品的另一知名品牌，是一家同时生产白兰地、葡萄酒和

伏特加的综合性酒厂。

夏图 纳穆斯（Chateau Namus）是陈酿17年的超高端白兰地，售价约17,000卢布（折合人民币约2.8万元）

。玛涅（Mane）是一款在卡拉巴赫橡木桶中陈酿的顶级白兰地，售价在40,000卢布（折合人民币约7万

元）以上。

(5) 亚美尼亚葡萄酒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

亚美尼亚不只在白兰地领域声名远播，在葡萄酒的历史上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前6100年，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就在亚美尼亚。2007年，考古学家在亚美尼亚南部的阿雷尼（

Areni）洞穴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处可追溯至公元前6100年的大规模葡萄酒酿造设施！洞穴中

出土了多个酿酒用的陶器、葡萄压榨器、直径超过一米的大型陶缸（推测是用来踩踏压榨葡萄的）、

葡萄籽、葡萄皮，以及葡萄藤的碎片。

这里被正式认定为现存最古老的酿酒坊。在此之前，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等地也曾出土过与葡萄

酒相关的文物，但拥有如此完备的大规模生产设施的酿酒坊，亚美尼亚是第一个。有趣的是，这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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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村至今仍在酿造葡萄酒，使用的正是以洞穴和村庄命名的阿雷尼（Areni）葡萄品种。

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葡萄栽培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考古研究表明，约公元前7000年，在土

耳其、亚美尼亚和伊朗之间的南高加索地区，发现了人类最早种植葡萄的痕迹。这里恰好临近《圣经

》中记载的诺亚在大洪水后定居的亚拉拉特山。《创世记》中写道：「诺亚走出方舟后，最先做的事

就是种下葡萄树，收获果实酿成葡萄酒，喝了之后醉倒了。」

谈到亚美尼亚葡萄酒的特色，虽然名气不如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那么响亮，但亚美尼亚的葡萄酒文化

同样深厚。亚拉拉特平原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为葡萄种植提供了绝佳条件，加上本地独有的土著

葡萄品种，使这里拥有超过8000年的酿酒传统。如今，阿雷尼、万克等产区仍在出产优质葡萄酒。

(6) 值得一去的亚美尼亚白兰地名胜

埃里温白兰地公司（Yerevan Brandy Company）位于埃里温市区内，提供英语导览服务（需提前预约）。

基础导览包含3年陈酿和10年陈酿的品鉴，费用约4,500 AMD（折合人民币约70元）；高级导览包含10

年、15年和20年陈酿的品鉴，费用约10,000 AMD（折合人民币约160元）。在一个名为「国宾厅」（

Head State Room）的特别展厅里，陈列着各国总统和首相来访时以他们名字酿造的白兰地橡木桶。据

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是这里的常客。

诺伊（NOY）白兰地工厂位于埃里温河对岸，是一家同时生产白兰地、葡萄酒和伏特加的综合性工厂。

亚美尼亚白兰地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亚美尼亚白兰地远不止是一款好喝的酒。它凝结了8000年葡萄种植史的精华，承载着1900年巴黎世博会

上击败法国的骄傲，是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为之倾倒的传奇佳酿，也是苏联时代最顶级的「社交通行证」

。法国酿造工艺与亚美尼亚土著葡萄的完美融合，成就了这杯不可复制的杰作。

冷战年代，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亚美尼亚白兰地以法国干邑替代品的身份傲居顶端。尽管如今已

不能正式使用「干邑」这一名称，但它的品质依然稳居世界一流。

如果你前往亚美尼亚旅行，一定要去埃里温白兰地公司参观一趟，亲自品尝丘吉尔当年迷恋的那个味

道。望着亚拉拉特山，手执一杯亚美尼亚白兰地，你会在唇齿之间感受到8000年的时光。

6. 埃里温及亚美尼亚的交通出行方式：实用旅行贴士

从仁川机场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没有直飞航班，至少需要转机一次。主要中转城市包括迪拜、伊斯

坦布尔、多哈、莫斯科等，根据航班选择不同，飞行时间和价格差异较大。

转机航班中，经伊斯坦布尔中转的路线人气很高，可以选择土耳其航空或飞马航空。仁川至伊斯坦布

尔单程约27万至41万韩元，往返大约30万至70万韩元。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埃里温还需约2小时17分钟，

飞马航空的单程票价从15万韩元左右起。

经迪拜中转也是一条可选路线，通常乘坐阿联酋航空。仁川至迪拜单程约19万至64万韩元，往返大约

23万至82万韩元。迪拜到埃里温的飞行时间约3小时30分钟。

经多哈中转的卡塔尔航空也是选择之一。以埃里温飞回首尔的往返票价为参考，卡塔尔航空约94万至

95万韩元。LOT波兰航空约94万韩元起，汉莎航空约118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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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买到便宜机票，建议提前2到3个月预订。周二或周三出发的航班通常价格偏低。如果出行日期可以

灵活调整，往往能找到更划算的票价。算上转机时间，全程大约需要12至22小时。

从亚美尼亚机场到市区，最好的方式是提前在手机上装好Yandex出租车App，落地后直接叫车。App的

使用方法和韩国的Kakao出租车几乎一模一样，在目的地栏用英语或亚美尼亚语输入地址就行，Google

搜索一下就能复制。车费大约1万韩元上下，不算贵。

在亚美尼亚旅行，了解当地的交通体系很有必要。下面介绍首都埃里温与各地方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

费用和便捷的出行办法。

埃里温市内的交通选择比较丰富。埃里温是一座人口约110万的城市，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系统都相当成

熟。

地铁（Metro）是埃里温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埃里温地铁于1981年开通，只有一条线路（10个站），南

北贯穿市中心。截至2025年，票价为100亚美尼亚德拉姆（AMD，约合0.25美元），距离远近一个价，

非常便宜。在地铁入口的窗口买一枚代币，投入闸机即可进站。

亚美尼亚没有类似韩国T-money那样的交通卡。

地铁运营时间为早上6点30分至晚上11点，发车间隔5到10分钟。由于建于苏联时期，不少车站保留了颇

具历史感的苏式装饰风格，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不过线路有限，直接坐地铁到景点不太方便。

公交车和小巴（Marshrutka）是埃里温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公交车票价100 AMD，小巴100到150

AMD左右，用硬币现金支付即可。目前还不支持交通卡或信用卡刷卡。

小巴（Marshrutka）是苏联时期以来高加索地区常见的交通方式，是一种沿固定路线运行的小型面包车。

虽然有固定站点，但其实在路边随手一招就能让它停下，下车也是随时喊一声就行。对司机说一句「

kangnek（请停车）」即可。车前挡风玻璃上会标注线路号码，不过对游客来说，搞清楚路线可能有些

费劲。车费上车后直接交给司机。

Yandex出租车是最省心的出行方式。这是俄罗斯版的Uber，下载App、绑定信用卡就能用。支持英文界

面，输入目的地后系统自动计算费用，操作方式和韩国的Kakao出租车一模一样。在埃里温市区内，大

部分行程只要700到1,500 AMD（约合1.75到4美元），价格低得让人放心。正因为打车便宜，埃里温周

边的主要景点也完全可以打车前往。建议出发前先在Yandex出租车App上查一下大致价格。

从机场到市区也只需2,000到3,000 AMD（约合5到8美元）就能叫到网约车。Bolt也提供类似的服务，价

格差不多。

用Yandex打车，没有语言障碍，费用透明，不用担心被宰。车辆通常5分钟内到达，可以提前查看司机

信息和车牌号，安全有保障。现金可以付，但绑定银行卡更方便。

普通出租车也有，但很多不打表，上车前要先谈好价格。市内短途大约1,000 AMD，稍远一些1,500到

2,000 AMD比较合理。酒店叫的出租车可能贵一点。

Yandex Taxi应用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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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能让亚美尼亚之旅更加自由。埃里温有不少租车公司，一天大约25,000到40,000 AMD（约60到100

美元）。需要国际驾照，有些公司还要求韩国驾照的公证翻译件。亚美尼亚的主要公路状况大体不错

，但乡村和山区非铺装路多，弯多路窄，要小心驾驶。当地驾驶风格偏激进，闯红灯的情况也有。

埃里温市内停车有点难找，但大多数酒店提供停车场。租车的好处是可以自由前往公共交通难以到达

的修道院和自然景点。时间充裕、对驾驶有信心的话，租车是个好选择。

带司机的包车比自驾更省心。一天大约40,000到70,000 AMD（约100到175美元），可以通过酒店或旅行

社预订。司机往往还能充当导游，讲解景点。几个人一起出行的话，费用分摊下来很划算。

城市之间的交通主要靠小巴（marshrutka）、大巴和火车。

小巴是亚美尼亚最常见的城际交通工具。从埃里温的几个汽车站（其中Kilikia站是主要站点）出发，可

以到达全国各地。票价因距离而异，但都很便宜。

举几个例子：

小巴有固定时刻表，但坐满就走的情况也很常见。座位先到先得，旺季最好提早去占位子。行李放在

车尾或车顶，大件行李可能要加钱。

大巴比小巴更大、更舒适，但线路有限。主要城市之间有大巴服务，票价和小巴差不多，或者稍贵一

点。

火车虽然慢、线路也少，但体验独特。从埃里温可以坐夜车去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或巴统；国内线路

有埃里温到久姆里、埃里温到塞万等。火车比小巴慢，但更舒服，沿途风景也好。

跟团游和一日游：埃里温很多旅行社和青旅提供热门景点的一日游或多日游。价格因行程内容不同，

小团游大约每人15,000到30,000 AMD（约40到75美元）。通常包含交通、导游，有时还包门票和餐食。

独自旅行或不方便开车的话，这是个省心的选择。

自行车：埃里温市内和部分地方可以租自行车。埃里温的自行车道在逐渐增多，但车流量大的地方骑

行要当心。自行车日租大约3,000到5,000 AMD（约7.5到12.5美元）。

交通App和地图：Google Maps在埃里温和亚美尼亚全境都能用，公共交通路线也有一定覆盖。Yandex

Maps同样好用，查小巴线路时尤其方便。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在网络不稳定的地区也能派上用场。

交通费用概览：亚美尼亚的交通费用与西欧或美国相比非常低。市内一天的交通费2,000到3,000 AMD（

约5到7.5美元）就够了，主要用Yandex打车会更方便。城际出行也很便宜，对预算型旅行者来说是理想

目的地。

交通实用小贴士：

7. 换汇、取现、信用卡、电话卡，，出发前必备信息

到了亚美尼亚，最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些实际问题。从兹瓦尔特诺茨国际机场（Zvartnots International

Airport）开始，说说金融和通信方面的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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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机场：埃里温的兹瓦尔特诺茨国际机场位于市区以西约12公里处。机场不大，设施现代化，标识

有亚美尼亚语、俄语和英语三种。

入境审查很快。韩国公民可免签停留180天（截至2025年）。

换汇：亚美尼亚的货币是亚美尼亚德拉姆（AMD）。2025年11月的大致汇率为：1美元约390 AMD，1

欧元约420 AMD，1,000韩元约290 AMD。（汇率随时波动，请以实时汇率为准）

机场到达大厅有好几家换汇点。汇率比市内稍差，但差距不大。建议先换50到100美元左右，够付出租

车费和第一天的开销就行，剩下的到市内再换。机场换汇点24小时营业，可以兑换美元、欧元、卢布

等主要货币。

埃里温市内的汇率比机场好一些，共和国广场（Republic Square）周边和阿博维扬大街（Abovyan Street）

上换汇点很多。换汇点的招牌写着「���delays」（Pokhanarum，即「换汇」），大多数标价都很规

矩。换汇时看清汇率，问一下有没有手续费。很多换汇点不收手续费。换完钱当场数清楚。

ATM和取现：机场到达大厅有好几台ATM。HSBC、Ardshinbank、Ameriabank、Inecobank等银行的

ATM都能用，大多支持VISA、Mastercard、Maestro、Cirrus网络。ATM取现的汇率通常比换汇点好，也

方便。不过银行可能收手续费（取决于发卡行的海外ATM手续费政策），所以一次多取比分几次取更

划算。

ATM可以选英语界面，单次取款上限因ATM和银行卡不同而异，一般在100,000到200,000 AMD（约250

到500美元）之间。输PIN码时注意周围环境，尽量选银行内部或管理良好的地方的ATM。

埃里温市内ATM很多，需要现金时很容易找到。银行、商场、主要街道上都有ATM，大部分24小时可

用。

信用卡/借记卡使用：亚美尼亚的信用卡普及程度在不断提高，埃里温尤其明显。VISA和Mastercard接

受度最广，American Express能用的地方有限。

通常可以刷卡的地方：

不太能刷卡或比较困难的地方：

在亚美尼亚旅行，随身带够现金很重要。建议每天带10,000到20,000 AMD（约25到50美元）的现金。

刷卡时选择以德拉姆结算，汇率比用美元或欧元结算更好。有些商家可能建议你用外币结算，坚持用

当地货币就好。

非接触式支付（contactless）也越来越普及，很多地方可以用Apple Pay或Google Pay。

手机银行和支付App：亚美尼亚有一款叫Idram的本地移动支付App很流行。需要本地手机号验证，游

客用起来不太方便，但有些餐厅和商店只接受这个App付款。

电话卡（SIM卡）：在亚美尼亚要用移动网络，买一张本地SIM卡最划算。机场到达大厅就有几大运营

商的柜台，可以马上买到。旅途中用ChatGPT等AI工具做翻译，需要快速稳定的网络，买本地SIM卡是

最实际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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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主要运营商：

价格和套餐（2025年参考）：

购买SIM卡需要准备：

在机场买SIM卡，工作人员会帮你安装和激活，通常5到10分钟就能用。市中心也有很多运营商门店，

随时可以充值或更换套餐。

亚美尼亚的移动网络在埃里温、主要城市和热门景点的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支持4G/LTE。山区和偏

远地方信号可能弱或者没有覆盖。

数据漫游：也可以用韩国运营商的国际漫游，但费用贵得多。除非只是短暂停留，否则本地SIM卡划算

得多。

eSIM：部分新款手机支持eSIM，可以通过Airalo或Holafly等平台在线购买亚美尼亚的eSIM。出发前就能

买好激活，很方便，但价格比本地SIM卡贵一些。

Wi-Fi：埃里温大多数酒店、咖啡馆、餐厅都提供免费Wi-Fi。共和国广场和北大街（Northern Avenue）

等部分公共场所也有免费Wi-Fi。不过涉及安全的操作（如网上银行）最好不要在公共Wi-Fi下进行。

从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方式：

其他金融小贴士：

以上是为亚美尼亚旅行整理的实用信息。亚美尼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热情的人

民，是一个迷人的旅行目的地。希望这份指南能让您的亚美尼亚之旅更加充实、舒适。

8. 给AI上传一张照片，从翻译到信息检索全都迎刃而解

海外旅行中最让人抓狂的时刻，就是撞上语言障碍。看不懂菜单，不知道该点什么；读不懂路牌和公

交指示，一不留神就迷了路。好在现在有智能手机和AI，这些难题都能轻松搞定。

方法很简单：把照片上传给Gemini、ChatGPT或Claude这类AI聊天助手。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它不只

是翻译文字，还能理解场景、给出建议。

在餐厅拍下菜单发给AI，问一句「我是素食者，这上面有什么适合我的？」AI就会先翻译菜单，再从

中挑出素食选项，连每道菜的特点都会介绍。你还可以追问「我对花生过敏，这道菜里有花生吗？」

这样具体的问题。想让它推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菜，也完全没问题。

在火车站或公交站，面对密密麻麻的时刻表一头雾水时，AI同样派得上用场。拍下时刻表，说一句「

帮我找下午三点以后去机场的大巴」，AI就会分析时刻表，把对应的车次、发车时间和票价整理出来。

拿到一张看不懂的当地语言火车票或机票，拍照问「帮我找到座位号和站台信息」，答案立刻就有了。

在景点看到历史建筑或雕塑心生好奇时，AI就是一位出色的导游。拍下建筑或雕像，问「这是什么，

给我讲讲」，AI会告诉你这座建筑的历史、意义，以及参观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博物馆或美术馆，

作品旁的说明牌只有当地文字时，拍下来让AI翻译，就能更深入地欣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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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时，AI拍照翻译更是不可或缺。化妆品或食品的成分表、使用说明只有当地文字，拍张照片说「

把这个产品的成分和用法翻译成中文」就行了。在药店买药时尤为关键。把药品说明书拍给AI，问「

这个药的功效、副作用和服用方法是什么」，就能放心购买。

在住处搞不清洗衣机或空调怎么用，拍下操作面板问AI，它会逐个解释每个按钮的功能。在当地超市

发现没见过的水果或食材，拍照问「这是什么，怎么吃」，连做法都能告诉你。

用AI搜索旅行信息的方式也很多。出发前对AI说「我要在埃里温玩三天，帮我做个行程，我喜欢历史

古迹和当地美食」，就能拿到一份量身定制的旅行计划。到了当地，也可以随时问「我现在在共和国

广场附近，推荐几家吃晚饭的本地餐馆」，实时获取信息。

走在街上，看到一家有意思的店或餐厅，拍下招牌问「帮我查查这家店的信息和评价」，AI能识别店

名并找到相关资料。看到当地报纸或海报上似乎在宣传什么活动，拍照一问，活动内容和参与方式就

清楚了。

紧急情况下，AI拍照翻译更是救命稻草。在医院拿到诊断书或处方，上面全是当地文字，拍照翻译就

能准确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在警察局或大使馆拿到的文件，同样可以这样处理。

要用好这些AI功能，有几件事需要提前准备。

出国前，先在手机上装好Gemini、ChatGPT或Claude等应用，熟悉一下基本操作。

在海外确保网络连接也很重要，可以开通数据漫游，或者购买当地SIM卡、eSIM。

如果要去网络不稳定的地区，建议提前下载Google翻译的离线语言包，重要信息也可以截图保存。拍

照时注意让文字清晰对焦，光线充足，AI才能准确识别。菜单或指示牌内容太长的话，分成几张拍，

按顺序上传就好。

AI拍照翻译和信息检索功能，已经成了海外旅行的标配工具。曾经因为语言而犹豫的尝试，现在可以

放手去做了；像当地人一样自在地旅行，遇到意外状况也不必慌张。一部手机就能让全世界变成你的

游乐场，带上AI，出发吧。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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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千个祈祷，一座山：读懂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在世界地图上，它小得像一片指甲，可这片土地承载的历史分量，比任何疆域都沉、都深。

历经苦难仍守住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灵魂鲜活的国度。

历史本身就令人惊叹。以亚拉腊山为圣山，从乌拉尔图王国到提格兰大帝的帝国，在丝绸之路的十字

路口绽放的文明，是在罗马与波斯之间走钢丝般求生的激烈记录。

「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这个称号并非空泛的修饰。公元301年，圣格列高利与梯里达底三世的相

遇开启了基督教国教化的进程，此后1700年间，这一信仰成为凝聚亚美尼亚民族的核心纽带。埃奇米

阿津大教堂、格加尔德修道院、塔捷夫修道院⋯⋯这些从岩石中凿出的神圣空间不是普通的建筑，而

是在入侵与迫害中守护信仰的民族堡垒。

修道院是祈祷与学术的殿堂，是通过手抄本传承知识的图书馆，也是创造出哈奇卡尔这种独特艺术的

工坊。诺拉万克的红色峡谷、塞瓦纳万克的塞凡湖、哈格帕特与萨那欣这对双子灯塔⋯⋯每一座修道

院背后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出完整的戏剧。

1915年，面对150万人遭受的有组织屠杀，幸存者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为离散族群。但他们没有消失。

黎巴嫩、叙利亚、伊朗、美国、阿根廷⋯⋯在全球各个角落，亚美尼亚社区建起教堂和学校，守住了

自己的身份。

这本书讲述的是生存的历史、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底蕴。

一个小国如何能守住数千年的历史？夹在大国之间的民族如何能不丢失身份地坚持下来？经历了大屠

杀和离散的悲剧之后，又如何能重新站起来？

答案刻在各处。像石头上雕刻的十字架，像修道院墙壁上镌刻的祈祷文，像用格拉巴尔文字书写的手

抄本。亚美尼亚人把一切都刻进石头与信仰，传给后世。这就是他们活下来的原因。

你会想去亚美尼亚。想走在埃里温的街头，望着那些粉色的建筑；想在格加尔德修道院的岩缝间，听

回荡的圣歌；想在塞凡湖碧蓝的波光前静默。而那趟旅程不会只是一次观光，它将是与一个民族灵魂

相遇的朝圣。

2025年深秋，金京镇，以生命中一个小小的姿态写下这本书。

律师 前国会议员 AI政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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